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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
执行大纲

如今，大鸨在亚洲的分布是高度碎片化的。更直观
的比较，大鸨在亚洲的种群规模比在匈牙利少大约
30%，但它们散布于面积大约是匈牙利国土 30倍的
历史分布生境上（Alonso & Palacín 2022）。亚洲的
许多求偶场是如此之小和孤立，以至于失去几只成
鸟就会对种群带来致命的打击。伊朗、西伯利亚西
部和乌布苏湖盆地区域的亚种群已濒临灭绝。

大鸨在亚洲的危险处境在国家和省级的各种红色名
录中，以及在整个分布区内对狩猎的严格禁止上已
有所体现。亚洲大鸨的保育问题已经上升到了国际
层面，如 2014年将其升至《迁徙物种公约》附录一，
2017年建立了亚洲大鸨协调行动。然而，对这一物
种的行动和资金承诺却落后于保护级别类似或更低
的物种。自 1998年第一个亚洲大鸨行动计划以来，
在研究和管理措施的实施方面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Chan & Goroshko 1998), 并且 本行动计划收到数据
报告的种群中有 60%都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亚洲大鸨面临的威胁极大且在不断增长。
其中最紧迫的是偷猎和有意投毒，而随着绿色能源
开发在该物种典型的开阔与干燥的生境蔓延，与电
力线缆的碰撞可能会大幅增加。流浪狗的捕食是成
鸟死亡的另一个原因。繁殖面临的挑战包括农业机
械对窝卵的破坏、过度放牧和草原野火。如果没有
采取紧急行动，人类活动带来的高死亡率和低繁殖
率两相结合可能会导致种群进一步衰退。

如果要在亚洲维持大鸨的种群，就必须紧急而积极
地开展保育活动。虽然推荐的保育行动因地区而异，
但也有一些共同的优先行动。最紧迫的是，必须在

分布区内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控制盗猎。求偶场需要
进行编目和保护，对繁殖失败的原因需要进行研究
和管理。应该开展媒体宣传活动，以引起人们对这
一极具魅力的物种的自豪和关注。宣传可能会产生
激发志愿者活动的额外效果，这在设法解决中国的
偷猎问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对所有这些行动都
至关重要的是：亚洲分布区内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必
须增加大鸨保育的资金和资源投入，使其达到与这
些种群的濒危程度相称的水平。由于该物种的低繁
殖率，这些保育的承诺必须长期维持，以实现种群
增长。最后，大鸨的亚洲种群将极大受益于分布区
内各国家和地区间的协调和信息共享。大鸨每年都
会在亚洲进行跨国界的长途迁徙。此外，该行动计
划的有贡献者确定的关键地点中，有近一半位于距
离国界 100千米的范围内。

本行动计划整合了各种信息，以促进亚洲大鸨的保
育。在第三节中，我们利用来自亚洲各地的研究结
果，总结了目前对亚洲大鸨的生物和生态学的了解。
在第四节中，我们利用亚洲分布区内十个国家和地
区超过三十位贡献者提供的数据描述了当前大鸨在
亚洲的分布范围，提供了详细的对大鸨指名亚种中
亚种群和整个现存的东方亚种的种群数量估计。我
们依据 2017年“推进亚洲大鸨保育”会议的讨论，
以及发表的文献和贡献者提供的信息，在第五节中
总结了当前亚洲大鸨面临的威胁，并在第六节中总
结了已经采取的保育措施的实施程度。第七节介绍
了分布区内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保育措施和优先级。
保育的关键资源可以在附录中找到，在其中我们对
当今该物种在亚洲最重要的分布地点进行了编目。

虽然大鸨曾经在亚洲很常见、分布广泛，但今天在亚洲大陆上可能仅存有大约 500-1000只指名亚种（Otis 
tarda tarda）和 1300-2200只东方亚种（Otis tarda dybowskii）。指名亚种仅在伊比利亚半岛、中欧和俄罗斯
下伏尔加河地区有更大种群存在。这些欧洲种群的存在使得 IUCN对大鸨总体的受胁等级评估为“易危”
（A3cd+4cd）（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19），尽管最近的研究发现伏尔加河的种群数量也在急剧下降 (Oparin 
& Oparina 2020)。然而，大鸨东方亚种与指名亚种在遗传和形态上均有所分化（Kessler et al. 2018），且东
方亚种只分布在本行动计划所覆盖的区域内。

2.1 – 行动计划的重要性
虽然大鸨（Otis tarda）在世界范围内被列为易危物
种（A3cd+4cd），但亚洲种群所处的风险等级更高 
(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17; Kessler 2022)。这些东部
种群经常进行长距离的迁徙，需要国际协作才能保
护它们。

第一个国际行动计划制定于 1998年，以解决保护这
些大鸨种群的问题 (Chan & Goroshko 1998)。2014
年，蒙古国政府在第 11届缔约方会议上成功提出
将大鸨的全球地位提升至《迁徙物种公约》附录一 
(Government of Mongolia et al. 2014)。2017年，由蒙
古国政府主办，欧亚鸨类联盟和蒙古国野生动植物
科学与保育中心组织在乌兰巴托举行了“推进亚洲
大鸨保育”会议。这次会议汇集了来自九个国家的
与会者，他们分享了关于这一物种的分布和所面临
威胁的最新信息。依据参会研究人员提供的信息，
会议提出了关于亚洲大鸨协调行动的建议，并在第
12届《迁徙物种公约》缔约方会议上得到一致支持 
(Government of Mongolia et al. 2017)。

更新的亚洲大鸨行动计划是协调行动第一个三年期
的主要目标。该行动计划的目标是通过整合最新的
种群估计、关键分布地点、当前的威胁和推荐的措
施来作为现存大鸨亚洲种群保育的主要资源，同时
提供当前关于大鸨在亚洲的生态学的科学共识的总
结。

蒙古国北部的大鸨东部亚种出壳 .M.Toomey供图 

第 2 节
行动计划的重要性及范围

2.2 –制定行动计划的方法
该行动计划的制定是由欧亚鸨类联盟和蒙古国野生
动植物科学与保育中心牵头的。通过两份问卷，从
大约 30名区域专家（前文列为共同作者）那里收集
了所需的材料。在 2017年“推进亚洲大鸨保育”会
议上，关于威胁和补救措施的建议的演讲和小组讨
论的信息也包括在内。 

完整的初稿已分发给该区域的所有有贡献者和另外
15名保育专家，以供反馈。所有的意见都经过了适
当的审议和纳入。随后一稿由《迁徙物种公约》蒙
古联络点分发给分布区各国家及地区政府，在提交
《迁徙物种公约》科学理事会之前进行审议和评论。

2.3 – 行动计划覆盖的地理范围
本行动计划包括亚洲大鸨协调行动所涵盖的领土：
伊朗 (IRI)、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中国 (PRC)
及俄罗斯联邦 (RF)自奥伦堡州至远东由西向东的周
边区域。为了提供大鸨东方亚种的首个详细种群估
计，我们还涵盖了来自朝鲜半岛的信息，包括朝鲜 
(DPRK)与韩国 (RK)。

该行动计划综合了来自亚洲分布地 10个国家的 30
名研究人员的贡献。此乃对大鸨东方亚种及该物种
在整个亚洲的种群做出的首个详细的数量估计。



8 9

第 3 节
大鸨在亚洲的生理及生态 
3.1 – 分类地位

纲 : 鸟纲

目 :鸨形目

科 :鸨科

种 : Otis tarda

亚种 : 目前大鸨含两亚种。其中西部亚种 Otis tarda 
tarda (下文称 “指名亚种”) 繁殖于从西欧到新疆和
东哈萨克斯坦州，并向东穿过俄罗斯南部草原地区，
进入阿尔泰山的西部山麓 (综述于 Kessler & Smith 
2014)。而东部亚种 O. t. dybowskii (下文称“东方亚
种”) 则繁殖于蒙古国、中国东北和俄罗斯从图瓦共
和国到外贝加尔边疆区的周边地区 (Map 3-1)。尽管
进行了广泛的咨询和文献查阅，我们没有发现任何
一个亚种在另一亚种的分布范围内有观察记录。

这两个亚种是根据羽色特征进行的描述，尤其是：1)
东方亚种珍珠灰色的翼覆羽形成明显的浅色翼带，
而指名亚种的翼覆羽则为棕色而具黑色横纹；2)东

方亚种五对或更多对外侧尾羽 为白色，而指名亚种
的则主要为棕色；3) 东方亚种的翕部具黑色的粗横
纹；4) 东方亚种的雄性在繁殖期喙基炫耀展示的长
羽毛呈两簇“小胡子”，沿喉部向下也有毛绒绒的
“络腮胡”，而指名亚种仅具“小胡子” (Taczanowski 
1874; Ivanov et al. 1951; Spangenberg 1951; Vaurie 1965; 
Roselaar 1980; Wang & Yan 2002; Etchécopar 1978). 对
这两个亚种的繁殖炫耀展示的比较分析尚无文献发
表。最近一项对大鸨在欧亚分布区内线粒体基因组
变异的研究发现，这两个亚种已经分离了 140万年，
每一世代交换的雌性个体远远少于一个，这表明它
们可能构成了两个独立的物种 (Kessler et al. 2018)。

正名 : 大鸨 (汉语 ); Great Bustard (英语 ); Дуадақ (哈
萨克书面语 ); түйеқұс (哈萨克口语 );  (朝鲜语 ); 

 (库尔德语 ); Чоң тooдaк (吉尔吉斯语 ); Хо-
нин тоодог (蒙古语 );  (波斯语 ); Большая 
дрофа (俄语 ); Дуғдоғ (塔吉克语 ); Токлутай (土库
曼语 ); Токлутай ( 图瓦语 ); Тогдук Тухта тувалоқ 
(乌兹别克语 ) 

地图 3-1. 大鸨的两个亚种现今在亚洲的繁殖区分布。指名亚种 (Otis tarda tarda) 的分布区以红色表示，东方亚种 (Otis 
tarda dybowskii)的则为橙色。这两个亚种的分布区被阿尔泰山分隔。

3.2 – 生境 
指名亚种
在亚洲，大鸨指名亚种被描述为在蒿和针茅草原以
及山麓丘陵地带繁殖，并少量于半沙漠地区 (Gubin 

2007)。曾经也在海拔相当高的天山山地高原上繁殖
(Nefedov 2013a; Gubin 2007)。

随着中亚的草原地区转变为农业用地，大鸨适应了
将低强度粮食作物用地作为栖息地。20世纪中期的

一项定量野外研究发现，哈萨克斯坦库斯塔奈州的
大鸨更喜欢未耕作地而不是未开垦的草原 (Ryabov 
1949)。然而，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和西伯利亚西部，
大鸨仍然留在那些不适合耕作，因此也保持了较低
人口密度的土地上 (Nefedov 2018)。在苏联解体后的
经济转型期，该地区的大鸨也在利用次生草原上处
于不同演替阶段的废弃土地。许多求偶场和越冬地
点位于广泛的休耕轮作的斑块化农业用地中，山麓
牧场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Kessler & Smith 2014)。据
报道，大豆田的建立使大鸨能够在东哈萨克斯坦州
的地点越冬，而这种现象以前并不常见  (Berezovikov 
2016)。

东方亚种
大鸨东方亚种则被描述为经常使用更多样化的繁殖
生境。指名亚种偶尔会被观察到使用树乘凉或作为
食物来源 (Raab et al. 2014), 而东方亚种则经常会出
现于林缘地带 (Sushkin 1938)。在早期，当大鸨更为
常见时，东方亚种在距离开阔草原相当远的小片森
林空地中繁殖的情况并不少见 (Mel’nikov & Popov 
2000)。如今，在这样的地方仍然存在一些求偶场，
尤其是在蒙古国北部。在色楞格 -鄂尔浑森林草原
上进行的一项遥测研究发现，带有跟踪标记的一群
大鸨的大多数巢穴都位于林缘附近 (Kessler 2015)。
东方亚种据描述也比指名亚种更能忍受潮湿的地
貌。这些生境包括大河中的岛屿、河流和湖谷、
以及潮湿的草甸 (Goroshko 2008; Ponomareva 1986; 
Goroshko 2002; Kozlova 1975)。

与指名亚种类似，东方亚种也会利用低强度的斑块
化农业用地。蒙古国北部的一项遥测研究发现，
在繁殖季节，雌性大鸨在农田和未开垦的牧场停
留的时间相同，尽管后者的可用面积更大 (Kessler 
2015)。Goroshko (2009)发现在达乌尔草原地区 60%
的雌性会在农田中筑巢， Batsaikhan (2002) 在蒙古
国的农业用地上发现大鸨的频率是在未开垦草原上
的三倍。大鸨在非繁殖季节也大量利用农业用地，
在中国 74%的越冬地区是农田  (Mi, Huettmann, et al. 
2016)。在蒙古国繁殖地越冬的大鸨几乎只见于收割
过的麦田中 (Batsaikhan 2002),而大豆田的建立则吸
引了更多的大鸨在中国东北的繁殖地越冬 (Liu et al. 
2008)。

3.3 – 食性
大鸨取食植物的绿色和生殖部、草食陆生无脊椎动
物和较少量的小型脊椎动物。欧洲的研究发现，成
鸟及特别是雏鸟的夏季食谱的主要成分为无脊椎动
物，特别是鞘翅目、直翅目和鳞翅目的幼虫。种子
和植物的各部位则为冬季的主要食物来源 (Bravo et 
al. 2012; Rocha et al. 2005; Lane et al. 1999)。对亚洲大
鸨的食性分析也有大体相似的发现。

指名亚种
中亚地区对大鸨食性最广泛的研究分析了哈萨克斯
坦北部 37只大鸨春夏季的胃内容物 (Ryabov 1949)。
这项研究确定了脊椎动物成分的重要性和多样性，
大约三分之一的胃内包含小型哺乳动物、鸟类、爬
行动物或两栖动物。由于胃中也含有大量的农业害
虫，作者将大鸨归类为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物种。对
伊朗大鸨的胃内容物和粪便的分析发现，昆虫是
大鸨夏季食谱中最大的组成部分，其次为栽培作物  
(Amini-Tareh 2000)。Afanas’ev and Sludskii (1947)
于 6月在哈萨克斯坦中部发现雏鸟的胃内容物和粪
便中只含有甲虫，而成鸟则也取食毛虫、植物的芽
和种子。关于中亚大鸨冬季食性的信息较少，尽管
已知它们在大豆田食用种子 (参见 “生境”)。在中欧，
指名亚种在冬季优先利用油菜、苜蓿和甘蓝的各品
种 (Lóránt et al. 2023)。

东方亚种
对东方亚种食性的最全面分析，检视了夏季外贝加
尔边疆区（俄罗斯）农田内成鸟的胃内容物，以及
初秋对蒙古国东部草原成鸟的观察 (Goroshko et al. 
2003)。在这两种情况下，食谱大约包含 75%的草本
植物和 25%的昆虫，其中昆虫以以直翅目和鞘翅目
为主。在蒙古国北部的一只雏鸟的胃中也发现了类
似的比例 (Batsuuri 2011)。对 5月份蒙古国中部一只
成年大鸨的胃内容物进行的分析，发现动物成分有
所减少  (Namkhaidorj 2002)。在繁殖季，从内蒙古图
牧吉自然保护区大鸨的粪便样本中鉴定出 29种无脊
椎动物 (Li et al. 2021)。

在非繁殖季，俄罗斯外贝加尔的大鸨以掉落的谷物
为食 (Goroshko et al. 2003), 而内蒙古的则以大豆为
食 (Liu et al. 2008)。对中国三个主要越冬地大鸨食
谱植物组分的宏条形码研究发现栽培植物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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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Liu, Shafer, et al. 2018)。在辽宁锦州越冬的大
鸨，在秋季收割后以掉落的花生和大米为食 (Li et al. 
2021)。

3.4 – 繁殖
大鸨在鸟类中表现出最大的体形性二型性，两性表
现出不同的繁殖行为 (Alonso et al. 2009)。它们是一
种具求偶场交配制度的鸟，每年春天聚集在传统的
地点，雄性们为争夺配偶进行精心的繁殖炫耀表演。
交配后，雌性会选一个巢址，在地上刨一个简陋的坑，
独自孵化并抚养早成雏鸟。孵化期约为 25天，雏鸟
在 6-8周内不能飞行，之后它们开始进行短距离飞
行。面临求偶场竞争的雄性在 4-5岁左右首次繁殖，
而雌性在 2岁时首次繁殖  (Alonso et al. 1997)。大鸨
每个繁殖季繁殖一窝，但若窝卵失去，则有时会再
产一窝卵。它们的繁殖率很低，经常因天敌、农业
机械破坏、灌溉或洪水、草原火灾及其他原因失去
卵和雏鸟。在繁殖时间、窝卵大小和繁殖成功率方
面存在区域差异，详述如下。

指名亚种
在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大鸨自 4月中旬到 5月下旬
产卵，平均窝卵数为 2.5个 (Gubin, 2007 与 Gubin, 
2015中描述的 11窝的均值 )。在高纬度和高海拔的
地方，繁殖开始得较晚。在哈萨克斯坦北部，产卵
始于 5月初，平均窝卵数为 2.1个 (Ryabov, 1949中
描述的 10窝的均值 )。据报道，在新疆北部，大鸨
在 4月中旬开始求偶炫耀 (M. Wang, in litt.)，5月到
整个 7月繁殖 (MaMing 2016)。在那里，60%的巢
里有两枚卵，40%的巢里有 3到 4枚 (Gao Xingyi in 
Chan & Goroshko, 1998)。从亚洲大鸨指名亚种的繁
殖成功率报告中可以得出的结论由于样本量较少而
有限，并且由于涉及研究人员对巢进行反复访问的
研究方案而难以阐明其含义。相较于此，欧洲大鸨
的窝卵数可能更少。在葡萄牙平均窝卵数为 2.1~2.6 
(Morgado & Moreira 2000; Rocha et al. 2013)，在匈
牙利为 1.9 (Faragó 1992)，在俄罗斯西南部则为 2.2  
(Watzke 2007)。

东方亚种
大鸨东方亚种的雄性在 3月底和 4月初开始到达蒙
古国和中国东北的繁殖地 (Natsagdorj 2001)。然而，

东亚地区的产卵开始时间晚于中亚。蒙古国东部和
中国东北的产卵时间为 5月初至 6月中旬，但在蒙
古国较冷地区则始于 5月底 (Kessler 2015; Natsagdorj 
2001; Zhao 2001)。在两年间对内蒙古 53个巢的调
查发现，每窝卵数为 2.5，孵化成功率为 38%，雏鸟
存活率为 38%(Zhao et al. 2006)。Gong and Lu (2003)
所引用的在中国的平均窝卵数为2.8。Goroshko（Chan 
& Goroshko 1998）估计，在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
90%的大鸨巢含有 2枚卵，但偶尔会有 3到 4个。
一项对蒙古国北部 10个巢穴的研究发现，平均窝卵
数为 2.6，种群补充率则较低  (Batsaikhan 2002)。

蒙古国北部麦田里大鸨东方亚种的巢   摄影 : M. Kessler. 

蒙古国北部大鸨东方亚种的雏鸟 .   摄影 : M. Toomey.

3.5 – 迁徙
与西欧的大鸨基本为留鸟的情况不同，亚洲的大鸨
每年都会迁徙，尽管所涉及的距离可能会有所不同。
越冬地点以前都位于距离繁殖地点相当远的地方。

在中国越冬的大鸨东方亚种 . 摄影 : N. Tseveenmyadag.

近几十年来，大鸨在亚洲越冬的地区已有所缩减，
并在许多时候向北偏移。

指名亚种
土库曼斯坦以前是中亚大鸨的主要越冬地，另外
的越冬地位于伊朗东北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
克 斯 坦 (Gavrin 1962b; Gubin 2007; Meklenburtsev 
1990)。自上世纪 70年代以来，大鸨在这些地区很
少出现，而且数量也少 (Rabiei & Moghaddas 2008; 
Saparmuradov 2003)。本世纪初，大鸨开始在更大
程度上利用哈萨克斯坦南部和邻近的乌兹别克斯
坦地区的越冬地点。(Sklyarenko & Vagner 2005; 
Kreitsberg-Mukhina 2003)。土库曼斯坦和伊朗越冬
种群的减少可能是由于哈萨克斯坦西部至中部以及
邻近的俄罗斯地区大鸨指名亚种繁殖种群数量的急
剧下降 (地图 3-1)。气候条件的变化、食物供应和干
扰（包括狩猎）可能也在种群减少，及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 种群变动中起了一定
的作用。

上世纪 90年代至本世纪初，大鸨也不再在中国新疆
的察布查尔越冬 (Wang et al. 2018)。大约在同一时间，
在东北偏北 250公里的哈萨克斯坦境内越冬的大鸨
数量有所增加 (Berezovikov 2016)。这种转变发生在
哈萨克斯坦建立大豆（Glycine max）田之后，越冬
大鸨在此广泛取食大豆。尽管有时会有大雪，温度
可低至 -35⁰C，只要这些大豆田还可以觅食，大鸨就
会一直留在此处越冬。 

对中亚的大鸨没有进行过遥测研究。根据该物种
在迁徙期间的位置和飞行方向，鸟类学家推断，
它在中亚大部分地区主要是沿南北方向迁徙，在天
山北部山麓则沿东北 -西南方向  (Kessler & Smith 
2014)。我们在地图 4-2中收集到的数据支持了这一

结论。

雄鸟从 2月开始抵达哈萨克斯坦南部的繁殖地，大
多数个体从 3月到 4月抵达 (Gubin 2007)。3月中旬
在新疆可观察到第一批大鸨 (MaMing 2016), 而在哈
萨克斯坦北部则要到 4月中旬 (Ryabov, 1949, Kessler 
and Bidashko personal observation)。

大鸨在夏末和初秋聚成更大的迁徙前集群。这些集
群的个体数量主要由在附近繁殖的种群数量决定，
另补充有来自更北方繁殖地的个体（参见表格 4-2）。
哈萨克斯坦东部的斋桑湖以前曾是这样的中停地 
(Berezovikov 1986)，然而自 2000年后哈萨克斯坦东
部的大鸨更倾向于以 10~30只个体的规模集群于塔
尔巴哈台山南麓 (Krason 2022)。它们离开繁殖区和
中停地的时机取决于天气条件，特别是积雪覆盖程
度。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大鸨从 9月开始离开，并
一直持续到 10月中旬。在新疆则于 10月中旬开始
离开 (MaMing 2016)。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迁徙活
动一直持续到 11月 (Gubin 2007; Ryabov 1949)。

当今，在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东南部的迁徙中停地和
越冬地点包括部分阿拉湖盆地（阿拉木图州和东哈
萨克斯坦州）、卡罗伊沙地（阿拉木图州）和楚城
周围的田野（江布尔州） (Berezovikov 2016)。由于
迁徙日期因季节性天气而变，越冬的时间也具年际
差异。到达哈萨克斯坦南部的越冬地可能始于 10
月，在 2月下旬开始离开 (Sklyarenko 2004)。在哈
萨克斯坦东南部的越冬集群始于 11月下旬，一直维
持到 3月中旬 (Berezovikov & Levinskii 2012)。在乌
兹别克斯坦越冬的年份，它们通常从 11月待到 1月 
(Kreitsberg-Mukhina 2003)。这些越冬集群可能比在
一年中其它时间观察到的鸟群要大得多，肯定包含
了来自多个繁殖地点的个体 (Sklyarenko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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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3-2. 大鸨的秋季迁徙路线。实线代表卫星遥测确定的大致路线，雌性的为粉色，雄性的为蓝色 (包括 Kessler et 
al. 2013中蒙古国中北部的 13只雌性及一只雄性 ; Wang et al. 2022中蒙古国东部的 5只雄性与一只雌性 )。虚线表示
通过人工实地观察推测出的路线 (Gavrin, 1962b; Sushkin, 1908; Plan contributors)。繁殖区域用红色（指名亚种）及
橙色（东方亚种）表示。现今的越冬地区用蓝色表示。深绿色线代表本行动计划涉及区域的西界。俄罗斯伏尔加河
流域的大鸨种群不在本行动计划的讨论范围内，但此处展示了该种群的卫星遥测数据以供比较（Oparina et al., 2001
中的三只雌性）。

东方亚种
历史上，大鸨东方亚种的主要越冬地点位于中国
东部的黄河与长江之间以及朝鲜半岛 (Collar et al. 
2001)。历史上和现今均在蒙古国北部和东部、内
蒙古、外贝加尔边疆区、布里亚特以及南部戈壁有
少量的大鸨在繁殖地或附近越冬 (Chan & Goroshko 
1998)。留在这些地方的个体通常是雄性。它们可以
忍受 -30⁰C的低温，只要积雪不妨碍觅食。

如今，大鸨很少在朝鲜半岛和中国长江以南的地方
越冬，那里曾经是它们惯常的越冬地。而在中国东
北的繁殖地则能观察到更多的大鸨越冬 (Liu, Hu, et 
al. 2018)。2019年的一项全国同步调查发现，在中国
越冬的大鸨有 35%在陕西，26%在山西，河北和河
南 各 17% (Rosefinch China Birdwatching Association 
& Alashan SEE Foundation 2019)。陕西的黄河湿地
被认为是现存最重要的越冬地之一 (Wu 2012).

对蒙古国北部库苏古尔省繁殖的雌性大鸨的卫星跟
踪将这些种群与中国陕西黄河沿岸的越冬地点联系
了起来 (Kessler et al. 2013)。正在进行的卫星跟踪研
究显示在蒙古国东方省繁殖的4只雄鸟于山西越冬，
以及一只雌鸟于河南越冬 (Wang et al. 2022)。在内
蒙古锡林郭勒被救助后野放的大鸨前往了蒙古东方
省、俄罗斯外贝加尔之间的边境地带繁殖 (Chinese 
Wildlife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2018)。这些研究以
及我们在地图 4-4中收集的数据指明了东方亚种大
致向东南方向的迁徙。

在蒙古国北部，在一系列相邻的求偶场标记的雌性
大鸨在初秋开始迁徙前会聚集在最南端的求偶场中
停歇一段时间 (Kessler et al. 2013)。这个最南端的求
偶场也往往是那些不迁徙的雄性越冬的地方。托列
伊盆地对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的大鸨也起类似的
作用  (Chan & Goroshko 1998)。

大鸨大部于 10 月底离开蒙古国和中国东北 
(Natsagdorj 2001; Zhao 2001)。戴跟踪器的雌性大鸨
的南迁与北风的增加有关 (Kessler 2015)。虽然有些
个体在某些年份里迁徙要快得多，但一般来说，这
些鸟大约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它们 2000千米的
迁徙 (Kessler 2015)。它们迁徙途中会利用多个中停
地，大多数在年际间不重复利用，甚至在同一求偶
场繁殖的个体的中停地也不同。然而，内蒙古 150
千米宽的巴彦淖尔农业绿洲被多个个体利用，有时
会长时间（例如一个月）停留 (Kessler et al. 2013)。

大鸨在 11月上旬到中旬抵达河南 (Zhu et al. 2018)。
11月下旬至 12月中旬，佩戴有卫星跟踪器的雌性
大鸨抵达在陕西的越冬地 (Kessler et al. 2013)。这些
雌性在冬季的分布范围相对较大。这些个体都回到
了大致同样的地区，尽管每年冬天都不在完全相同
的领地。它们在陕西一直待到 3月中旬到 4月上旬 
(Kessler et al. 2013)。在河南越冬的大鸨3月中旬北迁，
在河北沧州越冬的则在 4月北迁 (Mi et al. 2014; Zhu 
et al. 2018)。

地 图 4-1. 大鸨指
名亚种目前在亚
洲的分布。留鸟
种群的范围用黄
色表示。对于迁
徙种群，繁殖区
用红色表示，越
冬区用蓝色表示。

4.1 – 大鸨指名亚种的状况                                  
（Otis tarda tarda）

指名亚种广泛分布于欧洲、北非、中东、中亚和西
伯利亚西部。据估计，大约有 42000-52000只个体
存活于西古北界（即欧洲、北非和中东），其中大
约 70%生活在伊比利亚  (Alonso 2014)。在伊比利
亚之外，大鸨各种群高度分散，已经从几个欧洲和
北非国家灭绝。各方为欧洲（Kollar，1996）、中欧
（Convention on Migratory Species 2013）和西古北
界 (Nagy 2018)的指名亚种种群制定和更新了行动计
划。

在本节中，我们描述指名亚种在亚洲大鸨协调行动
范围内的分布和种群规模。这包括自俄罗斯奥伦堡
州、西哈萨克斯坦州和伊朗，向东至俄罗斯阿尔泰
边疆区和中国新疆的该亚种分布区的边缘。

4.1.1 – 伊朗
大鸨现在仅见于伊朗西北部的西阿塞拜疆省。伊朗
东北部通常不再有大鸨越冬，尽管在 2008年 1月发
现了一只迷鸟 (Rabiei & Moghaddas 2008)。信息来
自 R. Abdulkarim博士。

繁殖 : 大鸨目前只在伊朗西北部繁殖，如苏塔夫平原、

第 4 节
大鸨在亚洲的状况及分布

西坎尼亚平原和博加巴西平原。

迁徙 : 在迁徙期，大鸨聚集于卡兹利安平原和扬吉加 -
阿尔博拉克平原。

越冬 : 目前的越冬地点包括苏塔夫平原和扬吉加 -阿
尔博拉克平原。

4.1.2 – 俄罗斯
奥伦堡州

信息来自 A. Davygora博士。现在只零星出现，而且
数量很少，但似乎该小种群已经稳定下来。

繁殖 :数据有限，但显示当今在西南部（五一镇）、
中部（奥伦堡、索利伊列茨克、阿克布拉克和

别利亚耶夫卡）和东部（新奥尔斯克）各区筑巢。 

迁徙 : 迁移前的长停地点在该州的中部地区（奥伦堡
区）。

越冬 : 该州中部地区（奥伦堡区）有零星的大鸨越冬。

乌拉尔区域南部

包括车里雅宾斯克州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信
息收集自近期的文献。自上世纪 70年代以来，这个
地区很少看到大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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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 : 在奥伦堡州的奥伦堡保护区和农田中都有关
于筑巢的零星报告 (Kornev & Gavlyuk 2014)。有 2-4
只个体在车里雅宾斯克州的卡尔塔雷区筑巢的报告
(Zakharov & Ryabitsev 2014)。以前在巴什科尔托斯
坦的西部边界观察到繁殖，但现在则只能偶尔见到
该鸟种 (Il’ichev 2007)。

迁徙 : 在奥伦堡州的沙尔卡尔湖附近有一些迁徙期的
观察记录。

越冬 : 无越冬观察记录。

西西伯利亚

包括指名亚种分布区的亚洲部分，含库尔干、秋明、
鄂木斯克、托木斯克（在此处为迷鸟）、新西伯利
亚和阿尔泰边疆区。信息来自 A. Nefedov博士。

繁殖 : 根据 2000-2019年的繁殖季的观测，自 2010
年代以来，指名亚种在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北
部的主要繁殖区一直是在哈萨克斯坦巴甫洛达尔州
和北哈萨克斯坦州与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边界地带。
在额尔齐斯河左岸的繁殖地是鄂木斯克、新西伯利
亚和巴甫洛达尔州的库鲁贝尔草原。在额尔齐斯河
右岸的繁殖地则是巴甫洛达尔和北哈萨克斯坦州与
鄂木斯克州边界上的草原 (Nefedov 2013a, 2018)。
在过去的十年里，只有一次大鸨育雏的记录，见于
2012年 6月的鄂木斯克州伊希利库尔区。共观察到
一只雌性大鸨和一窝四只大小与斑尾林鸽相仿的雏
鸟。

迁徙 :在过去十年的迁移期，该地区观察到的大鸨不
超过两只。 

越冬 : 在过去的十年间，没有观察到大鸨在这个地区
越冬。

4.1.3 – 哈萨克斯坦
北部

包括北哈萨克斯坦州和巴甫洛达尔州。信息来自 A. 
Nefedov博士。

所有季节 : 过去的十年间，没在这个地区观察到大鸨。

西部

这里的哈萨克斯坦西部指西哈萨克斯坦州、阿克托
别州、阿特劳州和曼吉斯套州。信息来自 A. Kessler

博士。于 2019年去世的 F. Bidashko博士对该区域的
研究有极大贡献。

尽管 F. Bidashko和M. Kessler在春季和秋季进行了
有针对性的搜索，乌拉尔斯克防疫站也开展了积极
的野外工作，但在 21世纪大鸨的目击记录仍然不多。
大多数目击记录于西哈萨克斯坦州东北部的捷列克
特区和布尔林区。2006年，一名护林员估计在布尔
林区有 20只大鸨繁殖。

繁殖 : 2017年，在西哈萨克斯坦州捷列克特区普
雷切诺耶附近确认了一个活跃的求偶场，观察到
2只雄鸟和 1只雌鸟 (Kessler and Bidashko, personal 
observation)。2003年夏天，在西哈萨克斯坦州锡雷
姆区塔尔迪布拉克有五只大鸨的可靠报告。2015年
5月，在西哈萨克斯坦州卡拉托别区（靠近阿克托别
州边界）发现了单独一只个体。在阿克托别州南部
的一处沙漠草原上进行的空中调查与地面调查确证
了一个小规模求偶场 (T. Kisebaev, in litt.)。

迁徙 :大鸨迁徙停留最重要的区域是西哈萨克斯坦州
捷列克特区普雷切诺耶求偶场以南 30千米半径内的
田野。2006年 10月，M. Kessler 与 F. Bidashko 在西
哈萨克斯坦州布尔林区和捷列克特区普雷切诺耶求
偶场附近观察到 5只大鸨，在提霍诺夫卡附近观察
到 13只。据当地居民称，在 11月少量大鸨（最少
3-5只，偶尔多达 15-20只）迁徙时会在西哈萨克斯
坦州阿拉托别、阿尔加巴斯、普加切沃和特纳利镇
之间的田野里停歇。

自世纪之交以来，在乌拉尔河以西 (例如西哈萨克
斯坦州的扎纳卡林区）的沙地中很少观察到迁徙的
个体 (Parfenov, 2009, and F. Bidashko pers. obs.)。5月，
观察到三只大鸨在曼吉斯套州里海北部的秋列尼群
岛上空迁徙 (Kovalenko 2003)。

越冬 : 无报道。

中部

这里的哈萨克斯坦中部指科斯塔奈州、卡拉干达州
和阿克莫拉州。信息来自 M. Koshkin博士。

繁殖 : 虽然最近在该区域没有观察到巢、雏鸟或求偶
炫耀的雄鸟，但如果认为春天出现的成年大鸨是繁
殖的迹象，则在这个地区最可能筑巢的地方是哈萨
克斯克和布里维斯特尼克村（科斯塔奈州瑙尔祖姆

地图 4-2. 大鸨指名亚种在亚洲所利用的关键地点。上部 :繁殖 ; 中部 : 迁徙 ; 下部 : 越冬。圆的大小代表
了过去十年间在一个地点所报告的大鸨的最大数量。关于地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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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外围。在这些地点，近年来或多或少会定期
观察到成年大鸨。该物种可能不再在阿克莫拉州繁
殖（没有近期的观察记录），而在卡拉干达州近期
只有两笔春季单只成年大鸨的观察记录。

迁徙 : 科斯塔奈州的阿曼格尔迪村和阿舒塔蒂村可能
是迁徙前聚集的地点，但有必要用更新的数据来证
实这一点。2009年 10月 3日于卡拉干达州乌利陶区
的80只大鸨是该地区在迁徙期间观察到的最大数量。
在附近另有一笔 6只的观察记录。据我们所知，这
些地区没有固定的迁徙中停地。

越冬 : 无报道。

南部 

这里的哈萨克斯坦南部指突厥斯坦州和江布尔州。
信息来自 G. Shakula 与 S. Baskakova。

繁殖 : 研究最充分的求偶场包含多达 17只大鸨，位
于埃尔泰镇外围（江布尔州茹阿林区）。在库兰和
萨斯图别村（突厥斯坦州图尔克巴斯区）外围，以
及重要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地区 “Arystandy”（突
厥斯坦州拜吉贝克区）内也有求偶场。所有这些地
点都位于斑块化农业用地中，包括小麦和干草田，
只有 “Arystandy”是干燥的山麓草原 (Shakula et al. 
2016)。

迁徙 : 沿着整个锡尔卡拉套的西部山麓地带存在明
确的秋季迁徙，从大风垭口和红山直到库兰和萨斯
图别村。这个迁徙地带继续穿过恰扬水库，直到重
要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地区“Arystandy”。秋季，在
阿克苏河谷的山麓部分（塞拉姆区），以及卡齐古
尔特区的山纳克村周边也有大鸨记录 (Shakula et al. 
2018)。

春季的迁徙通常在萨斯图别村（图尔克巴斯区）、
恰扬水库（拜吉贝克区）和阿雷斯市郊区广阔的草
原洼地附近。

越冬 : 在突厥斯坦州图尔克巴斯区，大鸨越冬于红
山及萨斯图别村外围。在这里，大鸨冬天在小麦
和干草地里觅食，也在地势较低处和不连贯的榆
树 (Ulmus pumila)防风林边。在突厥斯坦州拜吉贝
克区，大鸨冬季通常见于重要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地
区 “Arystandy” 和邻近恰扬水库的干燥山麓草原
上，此处草原是放羊的牧场 (Shakula & Baskakova 

2019)。

阿拉木图州 

大鸨繁殖的地点位于该州边界上，因而巴尔喀什湖
东北角繁殖的信息列于此处。信息来自 B. Gubin博
士。

繁殖 : 在田铁克河三角洲和阿克斗卡南部的阿亚古兹
河右岸为罕见繁殖物种。一个求偶场也位于巴尔喀
什湖的东北角，阿克斗卡的东北方，靠近艾河 (Gubin 
2015)。

迁徙 : 大鸨聚集在阿拉湖盆地、阿拉湖保护区境内以
及田铁克河三角洲。迁徙期在 3到 4月，以及 10到
11月。大约有 200只个体过境此区。沿伊犁河左岸
从卡普恰盖到陶库姆沙漠的南部边缘也有观察记录。
5-20只个体会聚集在楚河 -伊犁山脉和阿纳海山的
边缘。在塔尔迪库尔干市附近可见多达 10只个体。

越冬 : 越冬于陶库姆沙漠的南缘、楚河 -伊犁山麓和
阿拉湖保护区的南部部分。

东哈萨克斯坦州

信息来自 K. Prokopov博士。

繁殖 : 在斋桑湖及阿拉湖盆地、和奇利克廷斯卡亚山
谷繁殖。

迁徙 :迁徙期见于阿拉湖盆地（分别于阿拉木图州和
东哈萨克斯坦州）。

越冬 : 无观察记录。

4.1.4 – 乌兹别克斯坦
信息来自 R. Kashkarov博士。

繁殖 : 无观察记录。

越冬 : 大鸨被种植冬小麦的开阔平原所吸引。大鸨当
前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分布取决于冬季的温度。在严
冬，大鸨从哈萨克斯坦向南进入邻近的乌兹别克斯
坦地区。它们最常越冬于南饥饿草原（图茨坎湖以
南）、泽拉夫尚山脉（阿加利克山）南端的广大山
麓平原和卡纳布丘尔草原（曾有数次记录但过需要
确认）。 

4.1.5 – 土库曼斯坦
信息来自 E. Rustamov博士。

繁殖 : 无观察记录。

迁徙 : 在迁徙中，大鸨以小群聚集在科佩特山脉的山
麓。在西北部也可以观察到一些个体：佐兹布伊斯
基区、卡拉库姆沙漠、该国北部萨雷卡梅什湖地区，
以及东部的阿姆河谷。

越冬 : 大鸨主要在科佩特山脉西北部宽阔的山麓地带
越冬。在过去的五年里，曾两次观察到相当大的集群：
2014年 12月初有 49只，2018年 1月有 40只。然而，
这种规模的集群不会维持很长时间。由于盗猎活动
的存在，它们会分散成更小的群体。因此，种群普
查期间的其余观察结果只包括小群甚至是单只个体 
(见下表 )。在科佩特山脉中部的山麓地带也有越冬
记录，该处有田野和洼地。甚至在该国极西南部的
麦什特 -梅西亚斯基平原和其他地方也有越冬记录，
但均只是偶见。

4.1.6 – 吉尔吉斯斯坦
信息来自 S. Kulagin博士。

繁殖 :近期无繁殖观察记录。

迁徙 : 在迁徙期间，在楚河州西部和伊赛克湖州东部
的田野上可见 5-8只大鸨。

越冬 : 在贾拉拉巴德和伊塞克湖州的田野里，有少量
的大鸨（3-5只）越冬。

4.1.7 – 塔吉克斯坦
信息来自 R. Muratov博士。

繁殖 : 在过去的 70年间无繁殖观察记录。

迁徙 : 在迁徙期，在粟特州的阿什特区和潘贾肯特区
以及哈特隆州的当哈拉区，有极少的单只或成对的
大鸨观察记录。最近期的记录是 2018年春的单只和
一对大鸨。2018年 10月，人们还发现了一只大鸨身
上掉落的数枚新鲜羽毛，显然是遭到了猛禽的袭击。

越冬 : 在哈特隆州的当哈拉区，偶尔会观察到少量大
鸨越冬。

4.1.8 – 中国新疆
信息来自  M. Wang博士。

繁殖 : 现今仅在塔城地区有观察记录。

迁徙停歇地 : 在新疆极西北地区，特别是塔城、阿勒

泰、布尔津、吉木乃和福海。

越冬 : 在新疆只有一个地点为大鸨的越冬点：伊犁州
的察布查尔县。然而在过去两次冬季野外调查中没
有发现大鸨，所以我们认为大鸨不再在该地区越冬。

4.1.9 – 种群状况汇总 (指名亚种 )

从 19世纪和 20世纪初的记载中，大鸨在它们的
中亚繁殖地“众多”而“丰富”(Kessler & Smith 
2014)。将夏季和冬季的计数统一考虑，以及考虑
到调查覆盖范围的不足和汇总非同步调查结果的潜
在缺陷，我们对亚洲的大鸨指名亚种种群估计约为
500-1000只。科学文献中对于苏联解体后指名亚种
数量的反弹持谨慎的乐观。然而，在 17个有报告的
地区中，只有哈萨克斯坦南部的 2个繁殖数量有所
增加，而有 11个则报告数量有所下降 (表格 4-1)。
类似地，9个越冬地点中只有 2个地点的数量有所增
加，而 6个地点的数量则有所减少 (表格 4-3)。

1972年，该地区估计有 2800只大鸨（不包括伊
朗） (Isakov, 1972)。在 21世纪之交，之前的亚洲
大鸨行动计划估计在中亚有 2100到 3500只 (Chan 
& Goroshko 1998)。不幸的是，将我们的估值与这
个值进行直接比较并不能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因
为 1998年的行动计划中关于指名亚种的数据仅限于
哈萨克斯坦，且该文件高估了新疆大鸨的数量 (指
1994年的种群普查结果与 Gao et al., 2008的报告进
行比较 )。

本更新过的行动计划的贡献者报告说，在所有亚洲大
鸨分布范围的繁殖地中，只有大约 300-500只指名亚
种 (表格 4-1)。这可能是一个偏低的估值，因为繁殖
群体比越冬群体规模更小，也更难发现，而且在大多
数地区几乎没有开展有针对性的搜索。专家们对他们
的估值质量评价相对较低（平均 2.1分，满分 5分）。
此外，例如在新疆迁徙前集群地观察到的至少 300只
大鸨 (表格 4-2; 数据来自 2014-2018年开展的调查 ) 
很难与在哈萨克斯坦东北部和邻近的俄罗斯地区记录
的少数繁殖种群 ( 60-140只 )相吻合。

由于指名亚种的迁徙距离和迁徙时机存在年际变化
（参见 3.5 -“迁徙”），且此处提供的种群估计不
是同步调查的结果，很可能 500-1100只的越冬种群
（表 4-3）是高估了（即在乌兹别克斯坦计数到的大
鸨过境后，在突厥斯坦州又被重复计数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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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大鸨指名亚种雄性个体性炫耀 . 
F.J.Kovacs 供图

对越冬种群的估值低于 2006年的报告（1000-1500只；
Sklyarenko and Vagner, 2005），其中包含了没有进行同
步调查的各地区的统计。更近期，由欧亚鸨类联盟协调
的一系列调查在哈萨克斯坦及邻近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吉
尔吉斯斯坦地区的所有有记载的越冬点，以及现今在土
库曼斯坦的越冬点发现在整个 2018-2019年冬季只有大
约 200只越冬 (M. Kessler, in prep)。

哈萨克斯坦是保护在亚洲的指名亚种的关键国家，它拥
有超过 50%的已知繁殖个体，并拥有多达 80%的越冬
个体，尽管在寒冷的年份，这些个体会迁移到乌兹别克
斯坦 (表格 4-7)。哈萨克斯坦的突厥斯坦州在全年均支
持大量的指名亚种，有非常重要的繁殖和越冬种群。

在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和南部之外，指名亚种的繁殖种群
数量较小，且高度孤立。一项对葡萄牙大鸨求偶场种群
动态的持续 22年的研究发现，当种群少于 30只个体时，
它们灭绝的概率会迅速增加 (Pinto et al. 2005)。除了东
哈萨克斯坦和阿拉木图州以外，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求偶
场繁殖种群数都在这个标准之下 (地图 5-3)。在伊比利
亚的长期观察表明，求偶场种群的增长可能是由于大鸨
在高质量地点过于集中，而在低质量地点则趋于灭绝造
成的 (Alonso, Palacín, et al. 2003)。可能在中亚也存在类
似的种群动态变化，除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东南部外，整
个区域的种群都在衰退。据我们所知，如今大鸨所利用
的大多数迁徙路径都要穿过哈萨克斯坦南部，这里的求
偶场可能很容易被来自其他地区的大鸨发现和利用。在
突厥斯坦、阿拉木图和东哈萨克斯坦州以及邻近的乌兹
别克斯坦地区仅存的大鸨种群的核心，显然将在短期内
在该物种的保育中发挥重要作用。建立模型来评估这些
地区在长期气候变化条件下的适宜性将是非常有用的。

令人吃惊的是，指名亚种现在几乎不见于中亚北部草原
地区，而就在 50年前，它们还被描述为“典型物种” 
(Kozlova 1975)。在北部草原，大部分仅存的大鸨出没地
点靠近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之间军事管控的边境区⸺�
但远离官方过境通道⸺�可能表明人类交通（局限于官
方过境区）的干扰也会导致种群衰退。这些跨境地区也
为未来几年该物种的保育提供了机会。

我们收集的信息证实了指名亚种在亚洲的越冬区已经向
北萎缩。土库曼斯坦曾经支持着该地区大部分越冬的大
鸨，另外一些在伊朗东北部、塔吉克斯坦西南部和吉尔
吉斯斯坦越冬，但现在这些地区每年观察到的个体不足
50只。

表格 大鸨指名亚种种群数量估计

国家 区域 大鸨的数量 评估质量
( 低 =1; 高 =5)

趋势 评估依据

伊朗 东北部 NA NA NA R. Abdulkarimi
伊朗 西北部 32-36 4 下降 R. Abdulkarimi
俄罗斯 奥伦堡 50-100 2 稳定 A. Davygora

俄罗斯 车里雅宾斯克与 巴什
科尔托斯坦 2-4 1 下降

Il’ichev, 2007; 
Zakharov and 
Ryabitsev, 2014

俄罗斯 库尔干 2-6 1 稳定 A. Nefedov
俄罗斯 秋明 2-4 2 下降 A. Nefedov

俄罗斯 鄂木斯克 10-20 3

2007-2012: 剧增至 
100 只
2014之后 : 剧降
2015至今 : 稳定在 
20 只

A. Nefedov

俄罗斯 新西伯利亚 2-6 1 下降 A. Nefedov
俄罗斯 阿尔泰 2-6 2 下降 A. Nefedov

哈萨克斯坦 西部 (西哈萨克斯坦与
阿克托别 )

5-26 2 下降 M. Kessler, 
F. Bidashko†

哈萨克斯坦 北哈萨克斯坦 4-10 2 下降 A. Nefedov
哈萨克斯坦 巴甫洛达尔 4-10 1 稳定 A. Nefedov

哈萨克斯坦 中部 (科斯塔奈、卡拉
干达与阿克莫拉 )

20-30 2 略有下降 M. Koshkin

哈萨克斯坦 南部 (突厥斯坦与 江
布尔 )

50-70 4 增长 G. Shakula, 
S. Baskakova

哈萨克斯坦 东哈萨克斯坦 14-50 3 稳定 K. Prokopov
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 50-60 1 略有增长 B. Gubin

吉尔吉斯斯坦 全境 1-2 1
已停止监测 , 历史上
有剧降 S. Kulagin

塔吉克斯坦 全境 0 2
已停止监测 , 历史上
有剧降

R. Muratov, 
K. Talbonov

乌兹别克斯坦 全境 逾 70年未有繁
殖记录 NA NA R. Kashkarov

土库曼斯坦 全境 NA NA NA E. Rustamov

中国 新疆 17 4
剧降 M. Wang, 

W. Yang
亚洲繁殖的大
鸨指名亚种
Otis tarda tarda
的种群总量

267-457 平均 =2.1
下降 – 11 
增长 – 2
稳定 – 5

表格 4-1. 各区域内专家评估得出的中亚迁飞区内大鸨指名亚种 (Otis tarda tarda)的繁殖种群数量及变化趋势。 历史
上没有大鸨繁殖的区域以 “NA”标记。

表格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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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鸨指名亚种种群数量估计

国家 区域 大鸨的数量 评估质量
( 低 =1; 高 =5) 趋势 评估依据

伊朗 东北部 0 NA NA R. Abdulkarimi

伊朗 西北部 27 4 下降 R. Abdulkarimi

俄罗斯 奥伦堡 0-12 2 信息不足 A. Davygora

俄罗斯 车里雅宾斯克与 巴什
科尔托斯坦 0 1 NA

Il’ichev, 2007; 
Zakharov and 
Ryabitsev, 2014

俄罗斯 库尔干 3-5 1 稳定 A. Nefedov

俄罗斯 秋明 1-3 2 下降 A. Nefedov

俄罗斯 鄂木斯克 5-7 2
2007-2012: 剧增
2014: 剧降
2015至今 : 稳定

A. Nefedov

俄罗斯 新西伯利亚 3-5 1 下降 A. Nefedov

俄罗斯 阿尔泰 3-7 2 下降 A. Nefedov

哈萨克斯坦 西部 (西哈萨克斯坦与
阿克托别 )

20-40 2 下降 M. Kessler, 
F. Bidashko†

哈萨克斯坦 北哈萨克斯坦 3-5 1 下降 A. Nefedov

哈萨克斯坦 巴甫洛达尔 5-7 1 稳定 A. Nefedov

哈萨克斯坦 中部 (科斯塔奈、卡拉
干达与阿克莫拉 )

88 3 略有下降 M. Koshkin

哈萨克斯坦 南部 (突厥斯坦与 江布
尔 )

180-200 2
增长
(但存在年际波动 )

G. Shakula, 
S. Baskakova

哈萨克斯坦 东哈萨克斯坦 45 - 66 3 稳定 K. Prokopov

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 
200，

集小（3只）至
大（60只）群 

1-2 稳定 B. Gubin

吉尔吉斯斯坦 全境 4-10 3 稳定 S. Kulagin

塔吉克斯坦 全境 1 - 5 3 下降 R. Muratov, 
K. Talbonov

乌兹别克斯坦 全境 10-30 1 稳定 R. Kashkarov

土库曼斯坦 全境 最大 75 3 剧降 E. Rustamov

中国 新疆 317-444 5 下降 M. Wang, 
W. Yang

表格 4-2. 各区域内专家评估得出的中亚迁飞区内在迁徙中停地观察到的大鸨指名亚种 (Otis tarda tarda)的数量。 由
于同一个体可能会在多个地点停歇，各迁徙中停地的估值并未累加。

表格 4-2
大鸨指名亚种种群数量估计

表格 4-3. 各区域内专家评估得出的中亚迁飞区内大鸨指名亚种 (Otis tarda tarda)的越冬种群数量及变化趋势。

国家 区域 大鸨的数量 评估质量
( 低 =1; 高 =5)

趋势 评估依据

伊朗 东北部 0 4
已停止监测 , 
历史上有剧降 R. Abdulkarimi

伊朗 西北部 25 4 下降 R. Abdulkarimi

俄罗斯 奥伦堡 0-10 2 信息不足 A. Davygora

俄罗斯 车里雅宾斯克与 巴什
科尔托斯坦 0 1 NA

Il’ichev, 2007; 
Zakharov and 
Ryabitsev, 2014

俄罗斯 库尔干 0 1 NA A. Nefedov

俄罗斯 秋明 0 1 NA A. Nefedov

俄罗斯 鄂木斯克 0 1 NA A. Nefedov

俄罗斯 新西伯利亚 0 1 NA A. Nefedov

俄罗斯 阿尔泰 0 1 NA A. Nefedov

哈萨克斯坦 西部 (西哈萨克斯坦
与阿克托别 )

0 2 NA
M. Kessler, 
F. Bidashko†

哈萨克斯坦 北哈萨克斯坦 0 1 NA A. Nefedov

哈萨克斯坦 巴甫洛达尔 0 1 NA A. Nefedov

哈萨克斯坦 中部 (科斯塔奈、卡
拉干达与阿克莫拉 )

0 5 NA M. Koshkin

哈萨克斯坦 南部 (突厥斯坦与 江
布尔 )

400-500 4 增长 G. Shakula, S. 
Baskakova

哈萨克斯坦 东哈萨克斯坦 0 NA NA K. Prokopov

哈萨克斯坦 阿拉木图 10-30 1-2 略有增长 B. Gubin

吉尔吉斯斯坦 全境 2-5 3 下降 S.Kulagin

塔吉克斯坦 全境 1 - 2 2 下降
R. Muratov,
K. Talbonov

乌兹别克斯坦 全境 50-70 (暖冬 )
200-500 (寒冬 )

3 稳定 R. Kashkarov

土库曼斯坦 全境 25-45 4 剧降 E. Rustamov

中国 新疆 0 2-4 剧降 M. Wang, W. Yang

亚洲越冬的大鸨指名
亚种 Otis tarda tarda
的种群总量

513-1117 平均 =2.3
下降 =6
增长 = 2
稳定 = 1

表格 4-3



22 23

4.2 – 大鸨东方亚种 的状况                                                                                                                                               
(Otis tarda dybowskii)

地图 4-3. 东方亚种的当前分布情况。繁殖区用橙色表示，越冬区用蓝色表示。在过去的十年里，许多个体开始留下
越冬的繁殖地用黄色表示。

大鸨东方亚种只分布在亚洲，繁殖种群分布在蒙古国、中国东北和阿尔泰山脉以东的俄罗斯境内。虽然一
些个体会留在繁殖地点越冬，但东方亚种最重要的越冬地位于中国，仅个别迷鸟仍会抵达朝鲜半岛。本行
动计划涵盖了东方亚种的整个分布范围，因此这里列出的种群估值代表了我们对这个亚种当前种群总数的
最佳估计。

4.2.1 – 俄罗斯
叶尼塞河区域

此处的叶尼塞河区域指阿尔泰共和国、克拉斯诺亚
尔斯克边疆区和哈卡斯共和国。信息收集自近期的
文献。

在阿尔泰共和国，上世纪 80年代以后就没有大鸨的
观察记录了，除了 2010年一位大学老师报告的一笔
四只个体的记录。大鸨被列为“极度濒危” (Irisova 
2017)。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大鸨在 1995年被列为
“极度濒危”，2000年和 2004年列为“灭绝”，在
最近的版本中，被认为是“偶见迷鸟”(Savchenko et 
al. 2012)。最后一次报道的目击记录在上世纪80年代。

在哈卡斯共和国，大鸨被列为“灭绝”，最后一次
目击记录是在 1998年 (Savchenko & Baranov 2014)。

图瓦共和国

信息来自 T. Archimaeva博士。

繁殖 : 目前，在唐努乌拉山脉南部干燥的山麓和沙漠
草原上，以及在沙拉湖附近的阿加达格泰加山脉的
南部，春季有大鸨出没。大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
直在利用这些地点。

迁徙 :大鸨在迁徙前的集群地每年也位于相同的地
点：泰斯赫姆河右岸的草原，其间沿支流特雷克蒂格 -
赫姆河、希维利格 -赫姆河和库鲁河干燥河床上点
缀着灌木丛 . 

越冬 :无观察记录。

布里亚特共和国与伊尔库茨克州

信息来自 Je. Elaev博士。

繁殖 : 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南部地区到蒙古国边境有大
鸨繁殖，包括吉达区、穆霍尔希比尔区、比丘拉区
和部分色楞格区。偶至乌兰乌德市的纬度。不再在
伊尔库茨克州繁殖，只有偶见的迷鸟。 

迁徙 : 虽然没有大的集群，但在迁移期出现于吉达区
和穆霍尔希比尔区。

越冬 : 大多迁出该地区，往更南方越冬，但有一部分
在布里亚特越冬。

外贝加尔边疆区

信息来自 O. Goroshko 博士与  E. Malkov博士。

繁殖 : 外贝加尔边疆区东南部是俄罗斯境内东方亚种
最重要的繁殖地。繁殖地点分散在整个草原和森林
草原地区。直到 2000年代末，主要的繁殖地点都位
于广阔的托列伊盆地、乌鲁伦吉盆地（额尔古纳河
流域）和鄂嫩河流域的中游，特别是在靠近蒙古国
的地区，其中最重要的地点位于克林区乌尔浑村和
提林村之间。托列伊盆地包括托列伊湖（由两个相
连的湖泊“尊”和“巴伦”组成的系统）和环湖泊
约 100千米的草原草地。这个地区有大量的小湖泊、
伊马尔卡河和乌勒兹河。

从上世纪 40年代到本世纪 10年代，种群衰退持续
了很长时间。到本世纪 10年代，大鸨几乎已经从乌
鲁伦吉盆地中消失了。该物种现在鄂嫩河中游，甚
至在托列伊盆地都极少能被观察到了。然而在过去
的三年（2015-2019年）中，种群规模有增长的迹象。
克林区的繁殖主要于鄂嫩河的草原河谷及其连接的
宽阔草原间山地及支流河谷。这里的种群与蒙古国
邻近地区（肯特省）鄂嫩河沿岸的种群有直接的联系。

迁徙 : 在过去（直到上世纪 90年代），曾有多达
300只东方亚种会聚集在迁徙前的停歇地，靠近外贝
加尔边疆区东南部的萨苏切斯基禁猎区南部边界的
鄂嫩河地区。几十只大鸨曾利用鄂嫩河在外贝加尔
边疆区克林区流入蒙古国的地方。但自本世纪初以
来，还没有观察到大规模迁徙前集群。相反，克林
区的地点只被少数分散的家庭群利用。小群（多至
30只）有记录于萨苏切斯基禁猎区南部边界、毗邻
蒙古国的鄂嫩河中游（乌尔浑和提林村之间）及古
尼村附近的阿金斯卡亚草原。

越冬 : 在上世纪 90年代，东方亚种个体或多至 7只

的群体几乎每年都在托列伊盆地越冬。在本世纪头
十年和 10年代，它们只在托列伊盆地和阿金斯卡亚
草原上以 1-3只个体组成的小群体的形式越冬。

 少数个体在托列伊盆地收割过的农田越冬 (Goroshko 
2008)。在克林区没有发现越冬个体。单只个体会在
达乌尔斯克保护区越冬。

远东

该区域包括阿穆尔州与 滨海边疆区。信息收集自近
期的文献。

在阿穆尔州，大鸨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就没有过繁
殖，在本世纪初则只有两次大鸨出现的报道。它被
列为“极度濒危” (Goroshko & Andronov 2009)。
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滨海边疆区就没有观察到过
大鸨，在那里它同样被列为“极度濒危” (Nechaev 
2005)。

4.2.2 – 蒙古国
乌布苏省

在与俄罗斯图瓦共和国接壤的地区，仍存有少量大
鸨。信息来自 M. Kessler博士与 D. Togtokhbayar提
供的一份报告。

繁殖 : 据报道，在托尔基洛河以西的田野和达布斯特
苏木西塞木的废弃田地里，有一些小家庭群。在特
斯苏木中心以东的特斯河与纳林河之间的草原上也
有报道。

迁徙 : 乌布苏省迁徙大鸨的观察记录多于秋季。该地
区最大的停歇地是西图伦苏木的麦田。该地区的农
户与大群的雁之间存在冲突，于是会有捕猎活动发
生。大约十年前，达布斯特苏木汉德噶特边境区的
保安称有 40-50只大鸨。大鸨的迁徙前集群也会发
生在有繁殖报告的地点。

越冬 : 无报道。

北部

大鸨在蒙古国北部的种群包括库苏古尔省和布尔干
省的繁殖地的种群。信息来自 M. Kessler博士。

繁殖 : 蒙古国北部是东方亚种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
包括多个相邻的求偶场。该区域主要的求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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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 4-4. 大鸨东方亚种所利用的关键地点。上部 :繁殖 ; 中部 : 迁徙 ; 下部 : 越冬。圆的大小代表了过去
十年间在一个地点所报告的大鸨的最大数量。关于地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附录 2。 

位于大型斑块化农业用地中，包括库苏古尔省的额
尔德尼布拉干苏木、塔里亚朗苏木、托桑沁格勒苏木、
拉善特苏木和布尔干省的特希格苏木的麦田、休耕
地和废弃田地。布尔干省呼塔格温都尔苏木的一处
求偶场位于的草原 /废弃农田中，较小的集群地点
也会位于天然草原或林间小空地上。

迁徙 : 大鸨在秋季迁徙前聚集在最南端的求偶场，最
明显的是在塔里亚朗苏木的尤尔特地区。

越冬 : 几乎所有的大鸨都会迁出该地区。少数（多至
5只）可能在塔里亚朗苏木和额尔德尼布拉干苏木越
冬。

东部

信息来自 N. Batbayar博士与 T. Natsagdorj博士。

蒙古国东部的大鸨种群包括东方省和肯特省的种群。
这是大鸨在蒙古国生存的关键点之一。广阔的典型
草原为该物种提供了自然生境，在农田中也全年都
可见。

繁殖 :蒙古国东部大鸨的筑巢地点分布不均且互相间
隔较远。它们的筑巢地从肯特省的呼尔很山谷向东
沿着乌勒兹河流域进入蒙古东北部。目前大鸨定期
繁殖于呼尔很、鄂嫩、乌勒兹河谷、梅嫩草原和塔
什盖草原。求偶炫耀和筑巢的地点位于鄂嫩河谷（从
国界到与巴勒济河交汇处）和巴勒济河流域（从巴
勒济河口到达达勒机场）。在这个地区，大鸨活动
地点往往位于干燥的草原生物群落中。在瑙罗布林
和巴彦阿达尔嘎苏木附近的乌勒兹河流域也有求偶
场。

由于过度放牧和长期干旱，该物种在蒙古国东部的
繁殖范围已经向北转移。在过去的十年里，大鸨已
在一些地区消失，如在肯特省的额门鄂代拉苏木和
热尔嘎拉特汗苏木之间的草地山谷因过度放牧及变
为农田后。过度放牧的相关干扰，可能还有狩猎压
力导致它们可能在东方省的克鲁伦河流域、梅嫩草
原及贝尔湖以南的典型草原地区也已不再繁殖。

迁徙 : 大鸨在迁徙前往往集群于麦田中。肯特省最大
的大鸨集群见于阿加津河（尼克鲁河）河口附近和
达达勒机场附近。也见于瑙罗布林苏木附近的乌勒
兹河谷的庄稼地里。早些时候，它们还聚集在巴勒
济河口附近。 

在东方省，它们聚集在东方省北部和东北部的麦田，
以及东方省东部的塔什盖塔旺湖地区。在克鲁伦河
沿岸的麦田里也有小群。

越冬 : 在蒙古国东部的鄂嫩河、乌勒兹河和哈拉哈河
流域，有一些大鸨越冬的地点。然而，这些地点似
乎会随着积雪覆盖和干扰而变化。在不久的将来，
有必要研究它们的越冬习性和对生境的利用。

越冬 : 无观察记录。

蒙古国其它繁殖地点

大鸨曾经在后杭爱省的繁殖地和迁徙中停地都很常
见。在过去的十年中却没有多少观察报告，目前的
种群数量预计比较有限。在此区域通过卫星跟踪
监测的大鸨已被盗猎者猎杀 (unpublished data, M. 
Kessler)。

大鸨有报道于色楞格省繁殖，尤其是在沙马尔、呼
代里、曼达勒、西布伦和鄂尔浑图勒苏木。但实际
上来自这些省份的记录很零散，我们并无可靠联系
的研究人员可以提供大鸨在该区的生存情况。

南戈壁省

信息来自 D. Batsuuri。

繁殖 : 无观察记录。

迁徙 : 有迁徙期观察记录。

越冬 : 无观察记录。

4.2.3 –中国
东北的繁殖地点

东北 – 图牧吉

信息来自 G. Liu 博士与 J. Zhou。

繁殖 : 大鸨在位于马鞍山区域的图牧吉自然保护区马
鞍山和靠山两个核心草地区域筑巢繁殖。马鞍山是
大鸨的关键繁殖区，含约 150只个体，占 80%，而
靠山则支持 30只个体。

迁徙 : 图牧吉自然保护区是大鸨在中国东北最重要的
迁徙中停地。每个迁徙季，许多大鸨都会在继续迁
徙之前停留于此补充能量。此外，靠近图牧吉保护
区的地区，包括吉林省大岗林场、莫莫格自然保护
区和黑龙江省泰来自然保护区，也是重要的迁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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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地。

越冬 : 大鸨在图牧吉的草地和农田，以及鞍部和草
地的农田中越冬。主要的越冬地分布在三个省份。
位于内蒙古东北部的图牧吉自然保护区占地面积约
76,210公顷，在此处和邻近区域观察到 100多只越
冬个体。

在内蒙古的巴彦高勒地区也有一些越冬个体，此处
也是迁徙中停地 (Kessler et al. 2013; Chinese Wildlife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2018)。

中部与东部的越冬地点

北京 :

信息来自 G. Liu。

繁殖 : 无观察记录。

迁徙与越冬 : 北京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迁徙中停
地。野鸭湖自然保护区和汉石桥自然保护区几乎每
年都有大鸨在觅食，但种群数量不超过 10只。

天津 :

信息来自 B. Zhu。

繁殖 :少量繁殖于天津。

迁徙与越冬 : 宝坻区与蓟州区是重要的越冬地。

河北 :

繁殖 : 无观察记录。

迁徙 : 渤海湾西侧沿海平原上的沧州是一处重要的迁
徙中停地。

越冬 : 每年约 300只东方亚种越冬于沧州。

辽宁 :

信息来自 L. Yu。

繁殖 : 无观察记录。

迁徙与越冬 : 锦州的大鸨越冬地相对集中于小凌河口
附近的农田中，包括花生、玉米和水稻田。在锦州
的大陵河岸也有大鸨在农田里越冬。

河南 :

信息来自 K. Song与 Y. Wang。

繁殖 : 无观察记录。

迁徙 : 这是经内蒙古兴安盟、沿渤海湾经沧州和天津
迁徙后的最后一个主要中停地。

越冬 : 大鸨于 10月 -3月中旬在河南省长垣县的黄河
湿地越冬。主要集群于长垣、封丘、中牟等县的黄
河湿地及周边。它们在黄河两岸以麦苗和杂草为食。
大鸨也会造访商丘。

山西与陕西 :

信息来自 G. Liu.

繁殖 : 无观察记录。

越冬 : 渭南是东方亚种重要的越冬地，主要包括渭河
和黄河交汇处附近的农田（Kessler et al. 2013；Wu & 
Xu 2013）。已经观察到超过 200只个体在渭南越冬。
在隔河与渭南相望的山西运城也有大鸨在黄河岸边
越冬。  

同步越冬调查 :

“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与“河南野鸟会”
在中国十个省 200多位志愿者的帮助下进行了三次
冬季调查，调查时间为 2019年 2月、2019年 11
月和 2020年 1月，每次持续一到两周 (China Bird 
Watching Association & Henan Wild Bird Association 
2020)。这几次调查发现了从 954只到 1655只不等
的越冬大鸨。

4.2.4 – 朝鲜
信息来自 N. Moores博士。

繁殖 : 无。

迁徙 : 无已知的迁徙中停地。然而，根据以往的记录
呈现的规律和其它鸟类的迁徙策略，（有意或无意）
向南迁徙到朝鲜半岛的大鸨将被迫沿着西海岸移动，
然后沿着黄海南半岛向西南移动。其中可能包括在
2002年红皮书中列出的 1994年 3月 18至 26日恩德
郡观察到的 17只大鸨集群。

越冬 : 在 2018年的朝鲜湿地名录中确定了七个越冬
地点，都集中在西部低地（其中许多可能是基于历
史记录）；其它信息来源建议的另一些地点，包括
红皮书（2002）似乎也主要基于历史记录，尽管也
包括 1991-1992年冬季东海岸金野的四个地点。基
于最近与国家科学院研究人员的非正式讨论，也许

该物种在朝鲜本世纪没有明确的或有足够细节的记
录，而这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机会很有限，
且该物种最有可能出现在研究人员目前无法访问的
军事控制敏感地区。

2019年，朝鲜官员证实，30年来朝鲜大鸨最重要的
分布地点已无观察记录。2020年，亚洲水鸟普查对
许多潜在地区进行了调查，但均没有发现大鸨。

4.2.5 – 韩国
信息来自 N. Moores博士。

繁殖 : 无。

迁徙 : 无已知的迁徙中停地。

越冬 : 根据有限的文献，大鸨以前在整个韩国冬季均
可见大群（19世纪 80年代多达 100只⸺�可能主要
在今天位于朝鲜的北方省份）。至少到上世纪40年代，
尤其是在首尔附近，还有一定机会见到比较小的集
群。在 20世纪下半叶，该物种变得更加罕见，1953
年朝鲜韩国分裂后，韩国只有一例鸟群的报道（1970
年 11月 29日，在靠近朝鲜边境的江华岛，一群共 7
只）。

在本世纪，可能只有四个仲冬记录，分别位于韩国
北部和西部：大约 2005年 1-3只；2016/ 2017年一
只雄鸟；2020年初一只雌鸟，2023年初一只雄鸟。

研究人员和 /或观鸟者很可能至少偶尔造访韩国最
可能适合该物种生存的地区。因此，记录的缺乏是
该物种当前生存状况的真实体现。大鸨可能会定期
出现但未被发现的唯一区域是“三八线”非军事区（最
宽处达 4千米，一半在韩国，一半在朝鲜）；还有
在广阔的农业区附近没有多少基础设施建设的“新”
填海区。目前最适合的这类地区是新万锦填海区，
比如 2020年 1月就有一只。

4.2.6 – 日本
在日本，大鸨在历史上仅有不定期的观察记录。最
后一次有明确证据的记录是 1994年 3月在爱知县 
(Collar et al. 2001)。

4.2.7 – 种群状况汇总 (东方亚种 )

近至 20世纪上半叶，大鸨东方亚种在俄罗斯东南
部边境、蒙古国的中部和北部草原和中国东北的繁

殖地，以及在中国东、中部大部和朝鲜半岛的越冬
地还被描述为种群丰富 (Andrews 1932; Bannikov & 
Skalon 1948; Collar et al. 2001; Caldwell & Caldwell 
1931)。仅在俄罗斯，东方亚种的数量估计就超过 5
万只 (Chan & Goroshko 1998)。随着 1998年《亚洲
大鸨保育行动计划》的发布，该数字迅速下调，估
计仅存 1200-1500只  (Chan and Goroshko)。

相较之下，现今研究人员估计东方亚种的种群总量
为 1300到 2200只 (表格 4-4 与 4-6)。虽然这一估值
略高于 1998年的报告，但它其实包括了在旧行动计
划中没有计数的于蒙古国越冬的大鸨。然而，在中
国的一些繁殖地和越冬地的数据有所缺失。该行动
计划的有贡献者报告的种群衰减（有数据报告的地
区中的 54%）要多于种群增长 (13%; 表格 4-4 与 4-6)。

在越冬地估计的东方亚种的数量与繁殖地估计的非
常接近 (表格 4-6)。虽然在一些地方有越冬种群稳定
和略微增长的报告，但值得注意的是，表格 4-6并
不包括安徽、湖北和江西等较南的越冬地，这些地
区已不再有大鸨越冬。因此，一些越冬地的数量明
显增加可能代表越冬地点向更北的地方转移，而不
代表东方亚种的总量有所增长。

将这里提出的种群数量估值与其它最近的计数进行
比较也具有指导意义。一项 2019年 2月 23日至 3
月 2日开展的中国越冬大鸨东方亚种为期 9天的普
查，共记录到 1674只。它们分布于陕西（587只）、
山西（441只）、河北（285只）、河南（285只）
等省，另外还有北京、辽宁、宁夏、天津和山东 
(Rosefinch China Birdwatching Association & Alashan 
SEE Foundation 2019)。这一数字正好处在我们对中
国越冬大鸨东方亚种估值的中位。另一项证据来自
最近对东方亚种线粒体基因组进行的研究，预测总
种群规模约为 1456-2187只个体  (Liu et al. 2017),这
也与我们的估值区间非常相近。

蒙古国大约保有东方亚种一半的繁殖种群，含有三
个重要地区，其中包含多个可供利用的求偶场 (定
义为包含30只以上个体，Pinto et al., 2005 ; 地图 4-4)。
东方亚种仅存的几乎所有的繁殖地点都位于蒙古国
和俄罗斯间的国界附近。由于距离较大人口聚居地
远、道路条件恶劣和边境区的军事化管理，这些地
点通常难以进入。扩大沿着这一国界已经存在的跨
界保护区网络，可以在保护这些仅存的东方亚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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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大鸨指名亚种飞翔 .A.Khan 供图

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种群总量 90%以上的东方亚种在中国越冬。类似于
指名亚种所呈现的越冬情况，东方亚种的越冬地点
已经向北移动。在安徽、湖北和江西，近至上世纪
80和 90年代还能发现大鸨的越冬地点已不再有越冬

种群 (Collar et al. 2001; Chan & Goroshko 1998)。最
重要的越冬地现在位于河南、山西和陕西省 (表格 
4-6)。现在在至少一个繁殖地点可以观察到相当程度
的越冬情况 (内蒙古图牧吉 ; Liu et al., 2018b)。

表格 

国家 省份 区域 大鸨的    
数量

评估质量
( 低 =1; 高 =5) 趋势 评估依据

俄罗斯 图瓦 乌布苏盆地  与图瓦北部 10-15 3 稳定 T. Archimaeva

俄罗斯 布里亚特 与
伊尔库茨克 所有地点 150-300 3 稳定 E. Elaev

俄罗斯 外贝加尔 克林斯克 (包括 索霍恩
丁斯基 保护区 ) 4-10 3 下降 E. Malkov

俄罗斯 外贝加尔 达乌尔斯基保护区及剩
余地区 300-370 3 增长 O. Goroshko

蒙古 乌布苏 西图伦原野 与乌布苏盆
地 0-15 2 下降 M. Kessler

蒙古 库苏古尔 所有地点 130-210 4 下降 M. Kessler
蒙古 布尔干 所有地点 80 3 下降 M. Kessler
蒙古 色楞格 所有地点 未知 0 未知 --
蒙古 后杭爱 所有地点 未知 0 未知 --

蒙古 肯特与东方
肯特北部（包括鄂嫩巴
勒吉国家公园）与东方
的巴彦乌拉

8-16 3 稳定 E. Malkov

蒙古 肯特与东方 其余地区 400-800 3 剧降 N. Batbayar, 
T. Natsagdorj

蒙古 南戈壁 所有地点 NA NA NA B. Dashnyam

中国 内蒙古 图牧吉保护区 100-150 4 下降 G. Liu,
J. Zhou

中国 内蒙古 赤峰达里诺尔保护区 “很少” 未知 未知 S. Liu
中国 内蒙古 辉河保护区 未知 未知 未知 --
中国 内蒙古 高格斯台罕乌拉保护区 40 未知 未知 Zhang, 2016

中国 内蒙古 锡林郭勒 , 包括多伦及 
白银库伦 20 未知 未知 Y. Jia

中国 内蒙古 呼伦贝尔 , 包括呼伦湖保
护区 20 4 下降 G. Liu

中国 吉林 莫莫格保护区 未知 未知 未知 --
中国 吉林 大岗林场 50 4 下降 G. Liu
中国 黑龙江 大庆林甸湿地 8-10 4 未知 J. Fu
中国 黑龙江 绥化明水与肇东 40 3 增长 G. Liu
中国 天津 所有地点 NA NA NA B. Zhu
中国 河北 沧州 NA NA NA B. Zhu
中国 河南 长垣与封丘 NA NA NA K. Song
中国 辽宁 锦州 NA NA NA L. Yu
朝鲜 全境 - NA NA NA N. Moores
韩国 全境 - NA NA NA N. Moores
大鸨东方亚种
Otis tarda dybowskii
的繁殖种群总量

1360-2146 平均 =3.2
下降 = 7
稳定 = 3
增长 = 2

表格 4-4. 各区域内专家评估得出的大鸨东方亚种 (Otis tarda dybowskii)的繁殖种群数量及变化趋势。历史上没有大
鸨繁殖的区域以 “NA”标记。

表格 4-4

大鸨东方亚种种群数量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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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鸨东方亚种种群数量估计

表格 4-5. 各区域内专家评估得出的中亚迁飞区内在迁徙中停地观察到的大鸨东方亚种 (Otis tarda dybowskii)的数量。 
由于同一个体可能会在多个地点停歇，各迁徙中停地的估值并未累加。

表格 4-5

国家 省份 区域 大鸨的数量 评估质量
( 低 =1; 高 =5)

趋势 评估依据

俄罗斯 图瓦 乌布苏盆地  与图瓦北部 25-35 3 稳定 T. Archimaeva

俄罗斯 布里亚特 与
伊尔库茨克 所有地点 150-200 3 稳定 E. Elaev

俄罗斯 外贝加尔 
克林斯克 (包括 索霍恩丁
斯基 保护区 )

3 1 下降 E. Malkov

俄罗斯 外贝加尔 达乌尔斯基保护区及剩余
地区 10-32 4 增长 O. Goroshko

蒙古 乌布苏 西图伦原野 与乌布苏盆地 20-30 2 下降 D. Togtokhbayar,
M. Kessler

蒙古 库苏古尔 所有地点 100-200 4 下降 M. Kessler

蒙古 布尔干 所有地点 0-50 3 下降 M. Kessler

蒙古 色楞格 所有地点 未知 未知 未知 -

蒙古 后杭爱 所有地点 未知 未知 未知 -

蒙古 东部 肯特与东方 5-100 3 剧降 
N. Batbayar, 
T. Natsagdorj 

蒙古 南戈壁 所有地点 5-10 4 稳定 D. Batsuuri

中国 内蒙古 图牧吉保护区 150-250 4 稳定 G. Liu,
J. Zhou

中国 内蒙古 赤峰达里诺尔保护区 未知 未知 未知 S. Liu

中国 内蒙古 辉河保护区 未知 未知 未知 -

中国 内蒙古 高格斯台罕乌拉保护区 未知 未知 未知 -

中国 内蒙古 锡林郭勒 , 包括多伦及 白
银库伦 200 未知 未知 -

中国 吉林 莫莫格保护区 40 3 下降 G. Liu

中国 黑龙江 大庆林甸湿地 5-30 4 未知 J. Fu

中国 黑龙江 绥化明水与肇东 未知 未知 未知 -

中国 天津 蓟州、静海、宝坻 16-70 2 下降 B. Zhu

中国 河北 沧州 未知 未知 未知 B. Zhu

中国 河北 衡水 未知 2 未知 G. Liu

中国 河北 保定 ,包括白洋淀 40 4 下降 G. Liu

中国 河南 长垣与封丘 300 - 下降 K. Song

中国 河南 三门峡 15-40 未知 未知 与会人员
中国 辽宁 锦州 44-52 5 略有增长 L. Yu

朝鲜 全境 - 0 1 NA N. Moores

韩国 全境 - 0 4 NA N. Moores

大鸨东方亚种种群数量估计
表格 4-6

国家 省份 区域 大鸨的数量 评估质量
( 低 =1; 高 =5)

趋势 评估依据

俄罗斯 图瓦 乌布苏盆地 
与图瓦北部 NA NA NA T. Archimaeva

俄罗斯 布里亚特 与
伊尔库茨克 所有地点 未知 1 下降 E. Elaev

俄罗斯 外贝加尔 
克林斯克 (包括 
索霍恩丁斯基 
保护区 )

NA NA NA E. Malkov

俄罗斯 外贝加尔 达乌尔斯基保护
区及剩余地区 2 4 稳定 O. Goroshko

蒙古 乌布苏 
西图伦原野 与
乌布苏盆地 NA NA NA

D. Togtokhbayar, 
M. Kessler

蒙古 库苏古尔 所有地点 0-10 4 稳定 M. Kessler
蒙古 布尔干 所有地点 0-10 2 稳定 M. Kessler
蒙古 色楞格 所有地点 未知 未知 未知 -
蒙古 后杭爱 所有地点 未知 未知 未知 -

蒙古 东部 肯特与东方 50-100 3 剧降 
N. Batbayar, 
T. Natsagdorj 

蒙古 南戈壁 所有地点 NA NA NA D. Batsuuri

中国 内蒙古 图牧吉保护区 60-120 3 稳定 G. Liu,
J. Zhou

中国 内蒙古 赤峰达里诺尔保
护区 21 2 未知 Wong and CBCGDF, 

2018
中国 内蒙古 辉河保护区 未知 未知 未知 -

中国 内蒙古 高格斯台罕乌拉
保护区 未知 未知 未知 -

中国 内蒙古
锡林郭勒 , 包括
多伦及 白银库
伦

20-30 未知 增长 X. Li

中国 吉林 莫莫格保护区 0-60 未知 下降 X. Li
中国 吉林 向海保护区 0-10 未知 未知 X. Li
中国 黑龙江 大庆林甸湿地 3 3 未知 G. Liu
中国 黑龙江 绥化明水与肇东 未知 未知 未知 -

中国 天津 蓟州、静海、宝
坻 16-70 2 下降 B. Zhu

中国 河北 沧州 14-78 未知 未知 B. Zhu

中国 河南 长垣与封丘 20-320 5 稳定
K. Song,
Y. Wang
Zhao et al., 2018

中国 河南 三门峡 15-40 未知 未知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中国 河南 开封与郑州之间
的新乡地区 10-197 未知 下降 Zhao et al., 2018; 

Zhu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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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山东 东营与黄河三角
洲保护区 32 未知 未知 Zhu et al., 2016

中国 山西
北部的 Yanhu 与
大同 , 南部的运
城

441 
(所有地点 )

未知 未知

Rosefinch China 
Birdwatching 
Association and Alashan 
SEE Foundation, 2019

中国 陕西 渭南与黄河 587 未知 未知

Rosefinch China 
Birdwatching 
Association and Alashan 
SEE Foundation, 2019

中国 陕西 定边、韩城 未知 未知 未知 -
中国 辽宁 锦州 44-52 5 略有增长 L. Yu

朝鲜 全境 - 0-50 2
近一个世纪
以来剧降 N. Moores

韩国 全境 - 0 1
近一个世纪
以来剧降 N. Moores

大鸨东方亚种
Otis tarda 
dybowskii的越
冬种群总量

1335-2233 平均 = 3.1
下降 = 7
稳定 = 5
增长 =2

表格 4-6. 各区域内专家评估得出的大鸨东方亚种 (Otis tarda dybowskii)的越冬种群数量及变化趋势。历史上没有大
鸨越冬的区域以 “NA”标记。

蒙古国北部大鸨东方亚种位于麦地的巢 . M.Kessler供图

4.3 – 大鸨在亚洲的状况汇总
在亚洲，指名亚种和东方亚种的种群数量都达到
了极低的水平，分别仅有 500-1000只指名亚种和
1300-2100只东方亚种留存。不到一个世纪前，在这
个地区还能观察到数万只大鸨。即使是这数万只也
是由历史高位经显著下降后达到的水平：早在 19世
纪中期就有记录表明大鸨在人类定居点附近的地区
消失了 (Aksakov 1852; Menzbir 1895)。

最新发表的关于大鸨的全球种群估计是 29000-32500
只，依据的是过去五年的信源 (Kessler 2022)。利用
一些早期的信源，Alonso and Palacín (2022) 则估计
全球种群为 31000-35000只。我们的核算确定了有

500-1000只指名亚种和 1300-2200只东方亚种留存
于亚洲。虽然亚洲是大鸨分布的历史中心且具备适
宜生境的历史优势，但从数字上看，亚洲的大鸨现
在只占全球总量的 6-10%。在亚洲有报告的 60%的
繁殖地点和 57%的越冬地点上，大鸨数量都出现了
下降。

这两个亚种的分布也有相似的地理趋势。它们的越
冬范围已经向北转移。这可能是由于气候变暖 (Mi, 
Falk, et al. 2016)以及在涉及多个迁徙中停地的旅途中
因人类活动因素而死亡的更大风险 ( 5.1节 )。这两个
亚种的繁殖地点基本上都仅存于国界附近，这可能为
它们在减低人类交通影响方面提供了一些保护。

表格 4-7. 各国大鸨种群数量。

国家
大鸨指名亚种 大鸨东方亚种

繁殖 越冬 繁殖 越冬
朝鲜 - - 0 0-50

伊朗 32-36 25 - -

哈萨克斯坦 147-256 410-530 - -

吉尔吉斯斯坦 1-2 2-5 - -

蒙古 - - 618-1121 50-120

中国 17 0 278-330 1283-2061

俄罗斯 70-146 0-10 464-695 2

塔吉克斯坦 0 1-2 - -

土库曼斯坦 0 25-45 - -

乌兹别克斯坦 0 50-500 - -

总计 267-467 513-1117 1360-2146 1335-2233

表格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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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大鸨东方亚种雄性个体性炫耀行为 . 
M.Versbinin供图

大鸨东方亚种雄性个体碰撞高压电线死亡 . Y.Dong 供图

5.1 – 成鸟死亡率
大鸨寿命长，而繁殖率则较低。对欧洲多个地区的
大鸨种群完成的种群生存力分析发现，一个种群要
保持稳定，即使成鸟死亡率的小幅增加，也需要生
殖力的大幅提高来弥补 (Nagy 2018)。大鸨的自然繁
殖率较低，且由于人类活动干扰而进一步降低，而
年长的雌鸟其繁殖成功率是年轻雌鸟的两倍 (Morales 
et al. 2002)。因此，控制人为活动导致的死亡是大鸨
种群存续的关键。亚洲的大鸨可能对致死威胁特别
敏感，因为它们倾向于进行长途迁徙且途中有多个
中停地 (Kessler et al. 2013)，从而增加了它们遇到危
险环境的机会。

5.1.1 – 盗猎
在亚洲分布区内的所有国家及地区都禁止狩猎大
鸨 (参见 6-1, 及后文“法规，” )。然而，盗猎是
最常被列为高影响力的威胁，也是最常被列为该物
种保育面临的最大挑战的威胁 (参见后文“紧急的
威胁”和表格 5-1)。科学出版物还证明了盗猎是大
鸨如今在哈萨克斯坦 (Kreitsberg-Mukhina 2003)、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Kreitsberg-Mukhina 2003)、 土 库
曼 斯 坦 (Saparmuradov 2003)、 蒙 古 国 (Batdelger 

第 5 节
大鸨在亚洲所面临的威胁

1998; Badarch et al. 2009)、图瓦 (Sokolov et al. 2013; 
Archimaeva et al. 2015)与外贝加尔 (Goroshko 2003)
种群数量下降的主要因素。尽管广泛宣传的对盗猎
行为的惩罚包括罚款和监禁，但很少有盗猎者受到
过这些制裁（参见 6.1.3，“执行”）。

大鸨的生态习性使该物种容易受到大规模的盗猎。
每年春天，大鸨都会聚集在栖息地上不连贯的地点
繁殖⸺�猎人可以年复一年地回到这些地点。此
外，在亚洲大鸨在越冬地会集大群。这些大群更容
易被注意到，并成为更有吸引力的目标。在这种情
况下，仅在一个单一地点有时就会有大量的大鸨被
杀死。例如，在过去的十年中，盗猎者时不时会在
东哈萨克斯坦州的越冬集群中杀死大约 30%的个
体  (Berezovikov & Levinskii 2012)。在乌兹别克斯
坦，200只的一整个大群被盗猎者摧毁 (Kreitsberg-
Mukhina 2003)。鉴于中亚现存的大鸨数量已不多，
这种规模的盗猎尤其令人担忧。

在大多数地方，盗猎都来自于枪杀，尽管在中国也
有用圈套 (Liu 1997)、猎犬 (Luan 2019) 及投毒 (在
下一节中分别进行讨论 )的。盗猎者来自各种社会
经济阶层。一项对蒙古国乌布苏省乡村居民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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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大约一半的被调查群体要么自己盗猎过大鸨，
要么目睹过他人盗猎 (Kessler et al. 2016)。询问表明，
盗猎通常要么是由好奇心，要么是由补充食物的需
求所驱动。令人担忧的是，乌布苏盆地这个跨境地
区现在可能只剩不到 20只繁殖个体了。

对蒙古国乌兰巴托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城市居
民进行的非正式询问发现一些中产阶级男子会到乡
村寻找大鸨作为狩猎运动和获取肉类的目标 (Kessler, 
unpublished data)。城市居民狩猎的影响体现在靠近
城市和主要道路的地区中大鸨已被清除殆尽。

虽然中下阶层的人偶尔会杀害一只大鸨，但对大鸨
群体造成最大伤害的其实是富有且社会关系密切的
人组成的狩猎俱乐部。这一类人群使用高级的狩猎
设备并很少担心法律制裁，因而能对大鸨造成更大
的伤害。例如包括商人和政府官僚在内的富裕的来
自城市的猎人会使用高底盘车辆或雪地摩托以及昂
贵的光学设备和步枪，前往东哈萨克斯坦州盗猎越
冬的大鸨 (Berezovikov 2016; Berezovikov & Filimonov 
2017; Berezovikov & Levinskii 2005)。据报道，在哈
萨克斯坦南部执法官员 (Gubin & Vagner 2005) 及图
瓦共和国的高官 (Archimaeva et al. 2013)参与过盗猎。
此外，蒙古国北部导游也会协助本地和外国游客狩
猎大鸨 (Kessler, pers. obs.)。

在中国，大鸨即使在保护区内也面临盗猎的风
险 (Wan et al. 2010)。在内蒙古的一个保护区内，
一只带有 GPS跟踪器的大鸨即死于盗猎 (Kessler, 
unpublished data)。

独立的盗猎事件可产生很大的累积影响。在一项对
蒙古国北部 12只跟踪的雌性大鸨死亡原因的研究
中，至少三分之一死于蒙古国境内的盗猎，另外在
中国至少有一只死于毒杀 (n=12; Kessler, unpublished 
data)。

盗猎除了直接影响种群规模，也产生了其它一些后
果。盗猎的干扰会导致较大的鸟群分裂成较小的鸟
群。在新疆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较小的鸟群中，
个体在警戒上会花更多的时间，这减少了可供进食
和休息的时间 (Wang et al. 2015)。较大的鸟群中，
在更多的时间中至少有一只个体对威胁保持警惕，
被盗猎者或天敌猎杀的风险也会被群体规模所“稀
释” (Ydenberg & Dill 1986)。. 盗猎的干扰也会导致

当人类接近时鸟的惊飞距离增加 (Berezovikov, 2016; 
Kessler and Berezovikov, 2019; Rustamov, in litt.)， 从
而影响到该物种的能量平衡。

尽管亚洲的大鸨数量已在急剧下降，但在分布范围
内的一些地区盗猎的机会却仍在增加。在蒙古国，
铺装路网的扩张正在协助城市居民接近以前地处偏
远的大鸨种群。在其它地区，财富的增加使人们能
够更多地获得车辆和枪支，从而提高了狩猎能力。

5.1.2 – 毒害 

大鸨死于中毒有时是意外，有时则是故意毒杀。俄
罗斯地区的大鸨种群衰退与现已被禁止使用来控制
啮齿动物数量的磷化锌有关 (Belik 1998)。也有人
认为这与浸种杀真菌剂磷酸乙基汞的胚胎毒性有关 
(Oparin et al. 2013)。在更近一些的年份，因认为牧场
质量退化是由田鼠导致从而应用于灭鼠的溴二酮导
致的意外中毒，被认为是对蒙古国大鸨的严重威胁 
(Gombobaatar & Monks 2011; Sokolov et al. 1996)。
在俄罗斯图瓦和外贝加尔 (Puzanskii 2000; Kel’berg 
& Smirnov 1988)及中国陕西 ( Jianwen Liu et al. 2013)
也有大鸨因食用经灭鼠剂处理的谷物而意外中毒的
情况。及至最近，哈萨克斯坦南部突厥斯坦地区阿
雷斯市及凯莱斯区在 83 800公顷面积上使用化学
杀虫剂杀灭三种蝗虫（摩洛哥戟纹蝗 Dociostaurus 
maroccanus、意大利蝗 Calliptamus italicus和东亚飞
蝗 Locusta migratoria）引起了人们对大鸨意外中毒
风险的担忧 (Shakula 2019)。2019年，在江布尔州灭
蝗面积为 84 500公顷。而在 2020年春季则计划灭蝗
面积达 554 000公顷，比前一年多出 5.6倍 (inbusiness.
kz)。

在上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本世纪初，由于经济危机，
前苏联和蒙古国的农业化学品的使用有所减少（Belik 
1997），但自 2007年左右以来，却有趋于增多的势
头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19)。自本世纪初，中国的农药使用量稳步
增加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19)。

除了意外中毒外，在中国还存在故意使用毒饵来
采集猎禽肉类的情况。这种情况每年在河南长垣
（CBCGDF 2018）、辽宁锦州和陕西省都有记录，
在检查的八只死亡大鸨中有三只死于中毒 (Wu et al. 

地图 5-1. 2012-2017年，中国各省拯救受伤大鸨的地点。人们对这些个体进行了复健 (Q. Sha, CBCGDF)。

2013; Cheng et al. 2011)。

5.1.3 –与空中线缆相撞
由于它们的低飞行高度、较差的机动性（高翼载
荷）和周围（而不是前向）视觉，大鸨与架空电缆
（电力线、铁路电缆、电话电缆等）发生碰撞的风
险很高 (D’Amico et al. 2019; Janss 2000; Silva et al. 
2023)。在短距离飞行时，大鸨往往与 1~10米低空
的电缆相撞，而在长途飞行中则常与 10米以上的高
空电缆相撞 (Raab et al. 2013)。

在欧洲，与电力线缆相撞被认为是成年大鸨死亡的
最重要原因，致死率高达 13%(Alonso 2014)。在匈
牙利，与电力线缆相撞占死亡总数的 32%(Vadász & 
Lóránt 2014)，而在西班牙则是 55%的第二年个体死
亡的原因 (Martín et al. 2007)。在西班牙的一个求偶
场，除一只雄鸟外，其余雄鸟均被穿过繁殖地点的
电缆杀死了；在七年的时间里，这些电缆总共造成
了 29只大鸨死亡 (Alonso, Martín, et al. 2003)。

相比之下，直到最近，电力线缆基础设施才扩展到
大鸨分布区的亚洲部分。这种威胁可能会在未来几
年增加，特别是在大鸨的越冬地，因为那里的人口
密度更大。该行动计划的许多有贡献者都观察到过

一起或多起与电力线缆相撞造成大鸨死亡的案例。
该分布区的科学文献也记录了东哈萨克斯坦州和俄
罗斯奥伦堡州的碰撞情况  (Prokopov 2017; Kornev & 
Gavlyuk 2014)。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碰撞的案例
还没有被整理分析过。

一个例外是在蒙古国进行的一系列电力线缆周边调
查。2019年 5月的一项调查记录了在东方省和肯特
省发生的四起大鸨与高压电缆发生碰撞的事件 (N. 
Batbayar, in litt)。在蒙古国南戈壁省奥尤陶勒盖矿场，
每月都对 6、35和 220 kV的电力线缆进行一次调查。
在一项为期五年的监测期间，发现了五例大鸨东方
亚种死亡  (Batsuuri 2017)。所有这些死亡案例都发生
在 220 kV电力线缆沿线，并集中发生于迁徙期 (四
月 3例、十一月 1例、十二月 1例 )。自那之后，又
增加了另外一例死亡 (Batsuuri, in litt)。

一篇对中国媒体报道的回顾共辨识出描述 2012年至
2017年间 59只大鸨被救助的文章，平均每年 8.5只，
见于中国有大鸨分布的各个地方 (地图 5-1; Q. Sha, 
CBCGDF)，其中 48只需接受救助是由于“受伤”。
在某些报道中，电力线缆被明确地提到是受伤的原
因，并且可能也是其它一些原因不明的受伤的罪魁
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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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陕西，在八年的时间里，发现的 12只大鸨中
有 10只被电缆致伤或致死 ( Jianwen Liu et al. 2013)。
蒙古国北部卫星跟踪的一群雌性大鸨中，12例死
亡有一例来自在中国的与电力线缆相撞  (Kessler, 
unpublished data)。在图牧吉自然保护区，数只大鸨
因与保护区附近的电缆发生碰撞受伤后被带回室内
救助 (Liu, in litt.)。在天津的中华大鸨保护地附近
也发生过多次的碰撞。2014年在辽宁铁岭，一只
大鸨在烟雾导致能见度较低时与电线杆的绝缘子发
生致命碰撞。2018年 11月在内蒙古包头以及 2020
年 1月在陕西渭南也发生了碰撞事件 (G. Liu, news 
reports)。

5.1.4 – 成鸟被捕食
散养的狗对成年大鸨的捕食令人担忧。来自两个国
家的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个中等水平的威胁，而来
自俄罗斯、蒙古国和伊朗的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个
高等级威胁（见下文的“威胁评级”）。这些狗是
典型的牧区狗，自由漫步，自己觅食。在俄罗斯鄂
木斯克省，正在初步重建的一个大鸨繁殖种群被这
些狗摧毁，而估计该省的七个草原区均有超过 300
只散养狗（Nefedov 2013a）。

在哈萨克斯坦，成年大鸨的自然捕食者包括白肩
雕 Aquila heliaca，其捕食年轻的个体和雌性；还有
赤狐 Vulpes vulpes，它则在夜间捕猎（Ryabov 1940; 
Voloshin 1949）。2017年亚洲大鸨会议上的讨论也
揭示了亚洲胡狼 Canis aureus作为该物种捕食者的角
色。关于这些自然捕食者对亚洲大鸨种群的影响的
当代研究很少，尽管有报道指出赤狐的穴可位于越
冬大鸨种群的休憩地点 20米以内。在越冬过程中，
鸟群规模从 25只减少到 20只，在狐穴边则发现有
大鸨的羽毛（G. Liu unpublished data）。

5.2 – 繁殖失败
即使在有利的条件下，大鸨的繁殖率也很低。一项
对西班牙野生动植物保护区大鸨繁殖成功率长达 11
年的研究发现，平均每年每只成熟雌鸟只能养大 0.14
只雏鸟，且年际差异很大（Morales et al. 2002）。
一项包括了来自西班牙 350个求偶场的个体的为期
23年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平均每年每只成
熟雌鸟仅养大 0.15只雏鸟（Alvarez-Martínez et al. 
2015）。在没有实施农业环境立法来改善农田鸟类

繁殖条件的地区，繁殖成功率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量化亚洲大鸨繁殖成功率的数据集很少。在 20世纪
80年代，据估计农田中有 70-80%的大鸨巢被破坏，
尽管不清楚这些数据来自前苏联的哪个地区（Isakov 
& Flint 1987）。在蒙古国北部，被监测的 19枚卵中
有 11枚被捕食者或机械破坏（Batsaikhan 2002）。
在蒙古国北部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通过卫
星遥测监控的一群 12只雌性中没有一只成功繁殖
（Kessler et al. 2016）。在这个地区观察到的迁徙前
停歇的年轻个体极少。在图牧吉马鞍山的天然草地
上，一项对 21个巢穴的研究发现，孵化率为 25%，
繁殖成功率为 24%，繁殖的失败归因于人为干扰和
过度放牧（Zhao 2002）。

5.2.1 – 农业集约化
超过一半的大鸨指名亚种的繁殖地点（包含亚洲 28-
41%的繁殖种群），以及东方亚种繁殖地点的四分
之一（包含东方亚种 15-24%的繁殖种群），位于主
要为分散的庄稼地和休耕地的斑块化农业用地中（地
图 5-2；附录 1-2）。亚洲的一些研究发现，雌性更
喜欢在庄稼地而非附近的牧场上筑巢（见上文的“生
态”）。虽然在亚洲农业生产对生殖成功的影响尚
未得到充分的研究，但它们可能有重大的不利影响。

农业集约化在许多方面对大鸨的繁殖成功产生不利
影响。首先，农用机械可以直接碾碎卵和雏鸟。在
收获的作物中，或在翻耕的休耕地中的窝卵，很可
能在孵化或出飞之前被破坏。施洒杀虫剂或化肥的
机械会带来额外的风险。在蒙古国北部，夏季在休
耕地翻耕会破坏窝卵已有明确记录，且仍然是每年
都存在的威胁（Kessler 2015）。在外贝加尔边疆区，
农业用地上大约三分之一的巢在翻耕时被破坏；只
有在俄罗斯经济转型导致的农业生产崩溃期间，情
况才有所改善（Goroshko 2002）。在哈萨克斯坦南
部的江布尔州，巢在苜蓿Medicago sativa的收获期
会被破坏（Nukusbekov 2016）。由于大鸨繁殖和农
业工作的时间都取决于当地的气候条件，对繁殖的
威胁最大的田地类型可能因地区而异。

其次，灌溉系统可能会淹没农田里的巢。灌溉被描
述为伊朗西北部大鸨种群数量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
（Abdulkarimi et al. 2010; Naderi 2017），也有报告
会影响新疆地区大鸨的巢 (Gao et al. 2007)。 Map 5-2.大鸨对农业用地作为繁殖地的利用。实心点代表生境包括庄稼地（不包括废弃的田地）的繁殖地点。空心

点代表不包含庄稼地的繁殖地点。

再次，农业活动可能会令已经相当大的巢捕食的
风险进一步增加（见下文的“巢捕食”）。当雌
性大鸨因干扰而惊飞时，鸦类和哺乳类捕食者可
能会利用这个机会取食窝卵或幼雏（Gavrin 1962b; 
Bankovics 2005）。在外贝加尔边疆区，拖拉机手
报告说，大鸨惊飞后巢主要被乌鸦破坏（Chan & 
Goroshko 1998）。此外，人类定居、农业活动和防
风林的种植促进了捕食者的范围扩张和密度增长。
在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和哈萨克斯坦的科斯塔奈
州，随着农业的扩张，乌鸦也向草原区扩张（Goroshko 
1999；Bragin 2017）。在伊朗，大鸨捕食者的密度
增长被归因于不当的废物处理 (Naderi 2017)。

最后，杀虫剂的使用减少了富含蛋白质的基础昆虫
食物，而这是在夏季对大鸨（尤其是对雏鸟）来说
很重要的食源（Ryabov & Ivanova 1971; Hellmich 
1992; Tian et al. 2004; Alonso et al. 2009; Bravo et al. 
2012)。在亚洲，对雏鸟快速生长的要求更甚，因为
这里的大鸨在春季开始繁殖较晚，而幼鸟又必须能
够在秋季进行远程迁徙（Kessler 2015）。由于体型
更大，雄性雏鸟可能面临更高的饥饿风险 (Alonso et 
al. 2009)。

尽管前苏联加盟国和蒙古国在经济转型后出现农业
衰退，但亚洲大多数地区的农业活动在世纪之交达
到最低点后开始增长（Meyfroidt et al. 2016; Lerman 
& Sedik 2018; Tokbergenova et al. 2018）。 在 过 去
十年中，经济条件和政府政策（如“哈萨克斯坦
2030”和蒙古国的“塞丽娜 -3”）促进了土地复
垦和农业集约化，包括化学物料使用的增长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19)。除非在关键地区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否则
对大鸨繁殖的负面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种植面积的增加还源于将土地出租给他国或公司的
两国协议。其中一些协议导致了以前未开垦的土地
变成了农田。例如在塔吉克斯坦，泰格罗瓦亚巴
尔卡保护区的缓冲区被开垦以开发塔吉克斯坦 -中
国联合农业综合体，而此处以前是大鸨和波斑鸨
Chlamydotis macqueenii繁殖的半荒漠生境。在蒙古
国，韩国 -蒙古国农业开发计划在蒙古国北部和东
部租赁了土地，而此处是大鸨东方亚种繁殖的重要
场所。

5.2.2 – 过度放牧 

研究人员将过度放牧列为亚洲大片地区中对大鸨有
中到高等级影响的威胁。特别是在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和土库曼斯坦，畜牧业自世纪
之交以来已有显著增长，超过了转型期之前大多数
禽畜类型的生产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19)。过度放牧增加了碾压卵
和雏鸟的风险，以及干扰后对窝卵和雏鸟的捕食。
几乎没有数据可以量化这种威胁的规模。在内蒙古
的一项研究中，被监测的八个巢中有两个被牲畜践
踏 (Chan & Goroshko 1998)。对中国 18个地区大鸨
繁殖和保护措施的研究发现，过度放牧导致植被覆
盖率从 85%下降到 60%，无脊椎动物密度从每平方
米 32只减少到 11只 (G. Yu oral presentation, 2008)。
直到上世纪 90年代农业转型期间这一经济成分的比
重下降之前，过度放牧被认为是导致哈萨克斯坦北
部和西伯利亚西部大鸨种群衰退的主要因素之一 (A. 
Nefedov  in litt.)。



40 41

5.2.3 – 巢捕食
鸦类，特别是秃鼻乌鸦 Corvus frugilegus，还有冠小
嘴乌鸦 C. cornix和小嘴乌鸦 C. corone，一直被认为是
大鸨的重要巢捕食者 (Gewalt 1959)。它们的捕食通
常得益于人类活动的干扰。蒙古国北部的一项研究
发现，27%的大鸨卵的损失归因于鸦类 (Batsaikhan 
2002)，其中一些可能与研究人员的活动相关联。在
有较高栖址的地方，观察到鸦类监视和骚扰伴随雏
鸟的雌性大鸨。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好几个小时，
直到雌鸟分心，攻击的机会随之出现 (M. Kessler 
pers. obs.)。

白 尾 海 雕 Haliaeetus albicilla,、 草 原 雕 Aquila 
nipalensis、 棕 尾 𫛭 Buteo rufinus 和 白 头 鹞 Circus 
aeruginosus 也可能会捕食窝卵及雏 (Voloshin 1949; 
Gubin 2007)。哺乳动物中，散养狗、狐 (赤狐 Vulpes 
vulpes和沙狐 Vulpes corsac)、狼 Canis lupus 和亚洲胡
狼 Canis aureus 会捕食窝卵及幼鸟。在这些捕食者
中，某些的密度在农业环境中可能会有所增加。在
图牧吉，豹猫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和猪獾 Arctonyx 
albogularis也会捕食大鸨 (G. Liu)。

在蒙古国北部的乡村地区如鄂嫩河和乌勒兹河流域，
以及俄罗斯的邻近地区，每户养 5到 6只狗。如 5.1.4
所述，这些狗在其家庭周围的草原地区自行觅食，
取食大鸨以及鹤、水禽和鸻鹬类的窝卵。随着家庭
数量的增加，这种威胁也在不断增加。

5.2.4 – 捡拾鸟卵
在伊朗，农民和牧羊人捡拾大鸨卵被认为是对该物
种的主要威胁 (Naderi 2017)。在中国东北的大鸨繁
殖地，捡拾鸟卵也被列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Liu 
1997)。

5.2.5 – 野火
四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将草原野火列为对大鸨的重大
威胁，其中在俄罗斯和蒙古国最需要关注。繁殖季
节发生的火灾会破坏巢以及成功繁殖所需的资源 
(Bold 2003; Malkov 2012)。

在蒙古国，由于气候因素和过度放牧，草原地区的
火灾发生频率有所增加 (Liu et al. 2013)。在 2001-
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肯特省和东方省每年都有野
火发生，而这正是大鸨的重要繁殖地，且野火集中

发生于春季 (Farukh et al. 2009)。在俄罗斯，被草原
野火发生的频率和过火面积在过去的 15-20年里有
所增加 (Smelyanskii et al. 2015)。在奥伦堡保护区的
草原上，从 2000年到 2009年过火地区占该保护区
陆域面积的 83%。在达乌尔斯克保护区相应的面积
则为 115%(Smelyanskii et al. 2015)。

5.3 – 生境丧失
在大鸨的亚洲分布区的大部，生境丧失被列为中到
高等级的威胁。将草原转变为农田是生境丧失的一
种类型。虽然大鸨经常继续利用农业用地，但这些
农业用地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负面影响，详见 5.2.1。

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转换则意味着大鸨栖息生境的
彻底丧失。在中国，湿地的消逝被评为具高影响力
的威胁。例如，鄱阳湖以前是大鸨的重要越冬地，
但由于一场大旱和大坝的建设，经历了越来越多的
萎缩和干枯。大鸨在中国的历史越冬地区上，在过
去几十年来谷物田被具更高价值的果园所替代。而
在更近期，在陕西渭南的越冬大鸨所利用的玉米和
麦田已被改造成果园，种植高价值的水果 (G. Liu)。
类似地，陕西渭南和河北沧州的湿草地也已转变为
鱼塘和藕塘。

在韩国，三八线地带正在向更广泛的经济和旅游活
动开放。稻田变成了有覆膜的农田和温室，从而消
除了该国北部地区的适宜生境，而那曾是大鸨的越
冬地。由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各地的交
通基础设施正在迅速发展。交通网络的扩张必然会
造成大鸨适宜生境的丧失，因为它们对车辆干扰很
敏感 (Lane et al. 2001; Torres et al. 2011;Malo et al. 
2017 ) ，而且偷猎者利用改善了的路网可以更容易
地对它们进行猎杀 (Berezovikov 1986; Kel’berg & 
Smirnov 1988)。

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会导致生境的丧失。石油
开采清除了中国东北松嫩平原大鸨的繁殖地 (Liu 
1997)。在中欧，一个风电场的建立导致一个大鸨求
偶场不得不完全迁移到其它地区 (Raab et al. 2013)。
近年来，在亚洲大鸨所喜好的典型开阔生境建立风
电场的压力越来越大。内蒙古某风电场的高压输电
线路影响了大鸨的种群数量。数个这样的风电场对
在河北沧州越冬的大鸨构成了威胁，那里的总装机
容量为 33.3万千瓦时，发电量为 4.03亿千瓦时。在

地图 5-3. 包含多于 30只大鸨的繁殖地点用绿点表示。指名亚种现今的繁殖范围用红色表示，东方亚种的则用橙色
表示。

河南长垣一个重要越冬地附近，以及在乌兹别克斯
坦的指名亚种的主要越冬地都有关于风电场建设的
议题。

5.4 – 种群碎片化
大鸨在被称为求偶场的分散地点繁殖。无论是由于
生境丧失、成鸟死亡、繁殖失败，还是这些因素的
组合，都可能导致复合种群的碎片化和遗传隔离。
在亚洲，已经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分布区碎片化，一
些求偶场距其它求偶场数百千米 (地图 4-1)。迄今为
止进行的少数遗传分析表明，大鸨的亚洲种群遗传
多样性较低，中亚的几个地点仅归为一个线粒体单
元型 (Liu et al. 2017; Kessler et al. 2018)。一项对 8个
位点的微卫星研究也发现了较低的多样性水平，表
明存在种群的碎片化和历史瓶颈 (Tian et al. 2006)。

一些相距较远的求偶场可能共享迁徙连通性，这为
长距离扩散提供了一种机制。然而，人们对边缘种
群更加关注，如东方亚种在乌布苏盆地的种群及指
名亚种在伊朗的种群。这两个种群都只含不到 30只
个体，距离最近的求偶场有 500千米之遥。地理隔
离也增加了灾难性事件可能使种群消失的风险。

一旦个体数量低于 30只，大鸨种群在当地灭绝的可
能性就会迅速增加 (Pinto et al. 2005)。目前，指名亚
种只有 3个繁殖地点，以及东方亚种只有 13个繁殖
地点包含 30或更多只个体 (地图 5-3; 附录 1-2)。更
多求偶场的消逝将使得现有的种群连通性和遗传隔
离上的问题更加恶化。

5.5 –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预计将改变大鸨的繁殖和越冬范围，并对
成功繁殖、迁徙和越冬提出挑战。由于它们的体型，
雄性大鸨对高温特别敏感 (Ryabov 1940; Alonso et al. 
2016)。在繁殖地，高温、干燥和极端降水可能会给
大鸨成功繁殖带来进一步的挑战。在蒙古国北部，
夏季的暴风雪和暴雨对窝卵和幼雏的生存构成威胁 
(Dagvadorj et al. 2009)。在内蒙古，长期的干旱和土
地贫瘠化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 (Liu et al. 2014)，而在
达乌尔地区，气候变化带来的气温上升使得以 30年
为一周期的气候循环的干旱阶段加剧，创造了不利
于大鸨种群生存的条件 (Kirilyuk et al. 2012)。目前还
没有关于气候变化条件下亚洲大鸨繁殖范围迁移的
研究发表。

戈壁荒漠的进一步干燥和扩大，以及气候变化导致
的西伯利亚高压强度的减弱，可能会给东方亚种
的迁徙带来更多能量上的挑战 (Gong & Ho 2002; 
Badarch et al. 2009; Kessler et al. 2013)。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指名亚种和东方亚种的越
冬地点均向北迁移，这可能是由于气候变暖以及更
长途迁徙个体更高的死亡率 (Kessler & Smith 2014; 
Mi et al. 2016)。随着气候持续变暖，预计在中国东
北繁殖的大鸨将主要在其繁殖地点越冬 (Mi et al. 
2016)。极端的冬季天气事件和更早的降雪将进一步
挑战大鸨在冬季的健康和生存，做为长期应激源并
抑制免疫功能从而对该物种产生影响 (Batima et al. 
2005; Dagvadorj et al. 2009; Liu et al. 2018)。

亚洲大鸨唯一的定居种群位于伊朗，在那里该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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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大鸨国家纪念碑。照片：N.Batbayar

需忍受寒冷的冬季（低至零下 20摄氏度）和炎热的
夏季（高至 40摄氏度）。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极具忍
耐力的种群将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5.6 – 其它干扰
本行动计划的有贡献者称，摄影师的近距离接近对
大鸨造成的干扰在中国东部和西部、哈萨克斯坦北
部和西伯利亚西部均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据报
道，十年来第一只访问韩国的大鸨遭到了“严重骚
扰”。

5.7 – 威胁评级
2017年“促进亚洲大鸨保育”会议的参与者和本行
动计划的有贡献者组成小组，列出了该地区大鸨所
面临的威胁，并对这些威胁的影响程度进行了评级 
(表格 5-1)。我们还请有贡献者描述他们认为正在增
长的威胁，以及那些对他们所在地区保护大鸨造成
最大障碍的威胁。这些都显示在下面的框中。此外，
在制定本行动计划的过程中，我们还向大鸨在亚洲
分布区的物种专家发送了一份详细的问卷，对每个
地区的威胁进行评级，并收集应对这些威胁的推荐
方法的意见。这些回复在附录 3和 4中。

在所有三种评估方法中，偷猎被认为是亚洲大多数
大鸨分布区内的关键或高度优先关注事项。在广泛
的地理区域内，与电力线缆碰撞也被列为一个值得
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东方亚种的分布区内书面报
告将其描述为一个日益增长的威胁。被散养狗捕食
和干扰是广泛报道的关键问题。书面报告证明了在

某些地区该情况的严重性。

在成功繁殖所面临的挑战中，过度放牧、农业机械
对巢的破坏和草原野火被列为最严重的问题。在蒙
古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拥有东方亚种最重要的繁殖种
群的国家，所有这三个因素均被报道为中至高等级
的威胁，而对指名亚种在亚洲的繁殖最关键的两个
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伊朗）这三个因素中的两个被
评估为中至高等级威胁。

生境的破坏和退化是大鸨在亚洲分布区的大部所面
临的紧迫问题。这反映在有贡献者对该地区经济活
动日益产生的威胁的描述中。气候变化被广泛认为
是一种威胁，干扰也是如此，尽管干扰的来源和程
度因国家而有较大差异。

书面报告指出，人员能力和政府支持的缺乏是大鸨
保护的主要障碍。政府未能减少偷猎和控制散养狗。
有贡献者还指出，基础设施的开发没有考虑到大鸨
的生存，一个对该物种很重要的保护地甚至被清除
了。

大家还讨论了以保护和研究大鸨为目的的资金募集
困难。此外，该物种的日益稀有增加了这些活动所
需的时间和资金。例如，有贡献者提到在其曾经的
较大分布范围内寻找和保护少量却又经常移动、性
谨慎的大鸨所面临的挑战。在一些地区，大鸨的数
量如此之少，以至于成功找到足够的个体来完成计
划项目和满足对资助者的承诺的机会都非常小，这
使得仅依赖于有很多项目竞争的保育资金是不现实
的。

表格 5-1.各国对威胁的评级。“H”代表“高等级威胁”；“M”代表“中级”；“L”代表“低级”；“U”代表“不
详”。在 2017年亚洲大鸨保育会议期间，区域专家通过小组讨论，以及未出席会议的本行动计划的有贡献者以书
面表格形式对威胁进行了评估。在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或在一个国家内的威胁评级存在地区差异时，则同时显
示两种威胁评级（例如，“M-H”代表“中到高等级威胁”）。朝鲜无威胁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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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猎 -枪支 M H L-H H H H H H/M    
盗猎 -投毒                 H  
盗猎 -猎犬                 H  
盗猎 -电击                 H  
盗猎 -网具                 M  
盗猎 -套索                 M  
撞击电力线缆   M L   L     M-H L-M H
被捕食 -狗 H H     M M   H    
被捕食 -天敌 M   L   L     M    
疾病             L      
中毒 -意外   M U   L         M

生境

使用化学制剂 M               H  
生境破坏 H H   H L M   L-H H H
生境退化   H         H   H H
土地利用类型改变                 L  
干扰 -采集草药 M               M  
干扰 -旅游                 L  
干扰 -鸟类摄影                 L H
干扰 -农业活动 H H                
干扰 -一般性   H L-M M H          
干扰 -狗   M L         M    
气候变化 L M     L   M H    

繁殖

灌溉 M                  
草原野火 M H     L     H    
过度放牧 H M M-H   M H   M    
巢被机械破坏   H M         H    
捡拾鸟卵 M M                

其它 公众意识不高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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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 紧急且具挑战性的威胁

我们请本行动计划有贡献者确定了在其地区不断增
加的对大鸨的威胁，以及那些对大鸨保育构成最具
挑战性障碍的威胁。我们对其回应改述如下：

指名亚种
伊朗 : 

 y 所有适宜的栖息地都已被开垦，农业活动全年
都构成威胁。

俄罗斯 : 

 y 主要的障碍是缺乏财政支持来确定该物种目前
的分布、种群数量和面临的威胁，而这是制定
有效的保育措施所必需的。

 y 斯特普诺伊自然保护区于 2015年被关闭，其
目前的状况缺乏法律基础支持。因此，西伯利
亚西部已不再有国家级的草原保护区。我们需
要保护西伯利亚西部仅存的原始草原“库伦贝
尔斯卡娅”，以保护大鸨和其他草原物种。库
伦贝尔斯卡娅的面积无与伦比，拥有超过 40
万公顷的原始草原，是俄罗斯联邦内一个独特
的自然区域，值得享有保护区的地位。

 y 鸟类摄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干扰源，特别是
在稀有鸟类的繁殖中心。因此需要制定新的、
严格的法规。

哈萨克斯坦 : 

 y 反盗猎执行力度不足。有大片未受保护的地区，
在其上很难控制对大鸨的盗猎。(来自三位有
贡献者 )

 y 手机网络使得大鸨的观察信息更容易传播，因
而盗猎已有所增加。

 y 在主要媒体上没有针对该物种的宣传。与当地
居民在保育重要性上的沟通不足。(来自两位
有贡献者 )

 y 人类侵入。

 y 农业活动集约化。

 y 物种信息的缺乏，以及有针对性的特别是关于
营巢繁殖的研究的缺乏使得我们无法了解现存
大鸨的数量、种群趋势及面临的威胁。进行此

类研究耗费高昂，因为在该地区的大片领土内
寻找仅存的少量大鸨非常困难。

 y 该国现有的保护区网络部分覆盖了在该国北部
至西伯利亚西部繁殖的大鸨的迁徙通道，但该
网络需要进一步扩大。

乌兹别克斯坦 : 

 y 有必要严格执行现行法律对盗猎者进行惩戒。

 y 一个新的威胁是农民们发现，在田地周围挖掘
沟渠是保护庄稼免受牛羊破坏的最划算的方
法。这些沟渠随后被用作“掩体”，以便于在
一个主要的大鸨越冬地进行盗猎。

土库曼斯坦 : 

 y 盗猎愈发严重，但却没有官方行动来遏止它。

吉尔吉斯斯坦 : 

 y 在农民、牧民和猎人中实施大鸨保育的教育项
目是至关重要的，其中要包括对盗猎的惩戒措
施的信息。

 y 携犬的牧民的干扰，特别是在秋天，是对大鸨
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塔吉克斯坦 :

 y 合适的繁殖、迁徙中停和越冬地的消失是对该
物种的严重威胁。

 y 必须控制盗猎。

中国新疆 : 

 y 公众对该物种和其生境的保护缺乏认知。

 y 缺乏关于该物种在新疆的种群大小和分布信
息，以为保育决策提供信息。

 y 尽管它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但政府对该
物种的资金投入和关注不足。

东方亚种 :

俄罗斯 :

 y 盗猎是该物种保育的最大障碍。(来自三位有
贡献者 )

 y 盗猎是一个主要的威胁。我们的地区面积大，
人口稀少，只有一名狩猎主管，而盗猎散发于

各处。这使得控制盗猎者变得困难，特别是在
该地区早期狩猎大鸨是传统做法，当时它仍然
是合法的。在秋天，在从事割晒干草活动的地点
控制盗猎尤其困难，因为大鸨迁徙前集群地点与
割晒干草的临时营地正巧处于同样地点。保护区
的狩猎检查员则只被授权在保护区领域内工作。

 y 气候越来越干燥，这导致基础食物供应减少而
草原野火频发。

 y 自 1998年制定上一版行动计划以来，人为影
响有所加强，而由于经济发展在可预见的未来
将继续增加。人类的干扰包括野火，在某种程
度上还有生境的改变。大鸨现在不得不从自然
生境转移到人类改造过的生境，如休耕地、耕
地和废弃的田地。

 y 散养狗对大鸨造成的损害是显著的、持续的，
并且随着农业企业的成长而不断增加。很难控
制这些狗对大鸨的捕食。没有一个政府机构对
这个问题负责。(来自两位有贡献者 )

 y 大鸨因农用化学制剂中毒。

 y 正在讨论在赤塔动物园建立一个繁殖场所，将
东方亚种从野外全部迁走。

蒙古国 : 

 y 寻求资金来保育大鸨是最大的挑战。

 y 盗猎很普遍且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对其加以限
制。路网的扩张现在使得来自城市中上阶层的
猎人能够接近以前可算偏远的大鸨种群。

 y 大量的大鸨窝卵在不兼容的农业工作时间被破
坏（农机碾压）。

 y 散养狗的捕食情况加重。

 y 我们需要做研究以更好地了解我们实地观察到
的大鸨数量波动的原因，但缺乏开展研究所需
的资源。

 y 迁徙路线上的一个主要威胁是与电力线缆的碰
撞。由于未来几年可能落实的新发电厂项目，
该威胁可能会增加。虽然碰撞对大鸨的种群造
成了影响，但政府和矿业公司并不关心该物种
的保育，因为它只在迁徙时过境。

 y 在该国东部有大量的适宜生境，但仅存少量大
鸨，这使得我们很难定位它们的求偶场。仅仅

是绘制它们的分布图就需要几年的工作。

中国 :

东北

 y 与电力线缆的碰撞是在过去几年中不断出现的
一个新的威胁。

 y 割晒干草、放牧、采集草药和摄影造成的干扰
影响大鸨的营巢和繁殖。

 y 狐狸对自然保护区内大鸨的繁殖有很大的负面
影响。雨也有影响。

中东部

 y 大鸨在冬季集大群，更容易被猎杀和中毒。它
们的活动范围很广，很难保护它们。由于人员
短缺、工作优先级不足以及缺乏有针对性的努
力，执法能力非常薄弱。执法方面专职人员很
少，更多依赖志愿者。

 y 由于当地农业中使用的大量化肥和杀虫剂、畜
牧业、水利工程、新道路和住宅建设以及经济
活动的扩张，对黄河湿地的人为压力正在增加。
气候变化也对湿地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此处正
是大鸨最重要的越冬地点。

 y 在重要的越冬地已经安装了新的通讯电杆，并
计划安装风力发电机。

 y 政府部门规划本不应被允许进入自然保护区的
开发项目。

 y 对越冬集群的严重盗猎。

 y 农村地区粮食作物种植的减少使得该物种的生
境萎缩。

 y 缺乏资金、设备及志愿者以应对威胁。

韩国

 y 由鸟类摄影师造成的干扰问题很可能正在恶
化。这里最后一次记录到的大鸨遭到了严重的
骚扰。

 y 蔓延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架空电缆、风机等）
很可能会使大鸨无论进入哪个可能潜在利用区
域都非常危险。

 y 三八线地带正在向更多的经济活动开放，导致
可能能够吸引偶然出现的大鸨越冬的位置适宜
的地区干扰增加和生境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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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鸨东方亚种雄性个体碰撞高压电线死亡 . Y.Dong 供图

6.1. – 与亚洲大鸨相关的法规
这里的信息旨在提供本行动计划的有贡献者对当前
大鸨法律保护的整体理解。它不应被当作权威的法
律参考。

6.1.1 – 保护大鸨的国际法规
2014年，大鸨被提升到《迁徙物种公约》的附录
一 (Government of Mongolia et al. 2014)。2017 年，
分布区内的亚洲国家建立了该物种的协调行动 
(Government of Mongolia et al. 2017)。关于级别上调
和协调行动的建议均由蒙古国政府提出，并分别在
迁徙物种公约第 11和 12次缔约方会议上获得一致
通过。大鸨列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二 (CITES)。

6.1.2 -保护亚洲大鸨的国家法规

指名亚种
伊朗 : 

大鸨被环境部列为“濒危⸺�有灭绝的危险”，其
分级系统包括四个级别（濒危、保护、有害和无危 /
普通）。1967年，农业部宣布大鸨是受保护的物种，
并禁止狩猎 (Laws and Parliamentary Affairs Offic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1997)。

俄罗斯 : 

在全国范围内，因伏尔加河流域仍保有较大种群，
指名亚种被列为第三类（易危） (Gabuzov 2001)，但

第 6 节
已制定的保育措施

该种群位于欧洲，不在本行动计划讨论范围内。在
州一级，在本行动计划考虑的范围内，大鸨被奥伦
堡州列为第二类（濒危） (Kornev & Gavlyuk 2014)。
在俄罗斯联邦南部边界从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到
阿尔泰边疆区的所有其它省份，大鸨现被列为第一
类（极度濒危：巴什科尔托斯坦、车里雅宾斯克州、
阿尔泰边疆区）或第零类（灭绝：秋明、鄂木斯克
和新西伯利亚州） (Kessler, 2016中的总结 )。狩猎是
被禁止的。根据自然资源部 2008年 4月 28日颁布
的题为“批准对俄罗斯联邦红皮书所列动物造成的
损害的估值方法”的 107号法令，对盗猎大鸨指名
亚种的罚款为 25600卢布加 2500卢布的行政费用，
约合 400美元。

哈萨克斯坦 : 

大鸨在哈萨克斯坦的红皮书中被列为第一类 (濒危 ; 
Berezovikov and Gubin, 2010)。它受到《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动物界保护与利用法》的保护。狩猎、破坏
巢和饲养年轻或成年大鸨都是被禁止的。对盗猎的
罚款是 700 MRP（一种价格计算指数），在撰写本
文时相当于 1944600坚戈或约 4680美元。

乌兹别克斯坦 : 

大鸨在乌兹别克斯坦被列为第一类（极度濒危物种） 
(Lanovenko & Kreitsberg 2019)。从 2014年 10月 20
日起，大鸨受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内阁秘书第
290号法案《生物资源利用和自然资源利用的许可
程序的规定》的保护。狩猎是被禁止的 (Law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2020)。

土库曼斯坦 : 

大鸨在土库曼斯坦的红皮书中被列为第一类物种 (极
度濒危 ; Saparmuradov, 2011)。非法获得大鸨会被处
以罚款。

吉尔吉斯斯坦 : 

大鸨在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红皮书中被列为第三类 (极
度濒危 ; Kasybekov 2006)。2017年后，对盗猎的罚
款增加到了 20万索姆（约合 2600美元） (Government 
of the Kyrgyz Republic 2017)。

塔吉克斯坦 : 

大鸨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Muratov 2015)。《自然保护法》禁止伤害红色名录
中的物种。《自然界保护和利用法》将稀有物种的
利用仅限制于科学研究和圈养繁殖计划，禁止采集
它们的卵，并为保护它们的生境提供了依据。盗猎
一只大鸨的罚款达 2000美元。

中国 :

大鸨在中国的红皮书中被列为易危物种 (Ding & He 
2009)，但没有区分亚种。这两个亚种均被列为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State Forestry and Grassl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1988; 2021)。根据《野生动
物保护法》，非法捕获、伤害、狩猎、饲养、出售
受保护动物的，可处以罚金或监禁。“情节轻微”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
至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然而，根据《野生动物法》，
涉及大鸨的案件没有“情节轻微”的，都属于“情
节严重”的。位于国家保护地（例如图牧吉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大鸨受到野生动物保护区法和自然
保护区条例的进一步保护。

东方亚种
俄罗斯 : 

东方亚种被列为全国第二类 (濒危 ; Gabuzov, 2001)。
在州一级，大鸨在布里亚特共和国被列为第三类（近
威）； 在阿尔泰、图瓦共和国、外贝加尔、滨海边
疆区和阿穆尔州为第一类（极度濒危）；在哈卡斯
共和国和伊尔库茨克州为第零类（灭绝）；以及在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为迷鸟 (Collar et al., 2017

中的总结 )。杀死大鸨是刑事犯罪。根据自然资源部
2008年 4月 28日颁布的题为“批准对俄罗斯联邦红
皮书所列动物造成的损害的估值方法”的107号法令，
对盗猎一只大鸨东方亚种成鸟、雏鸟或一枚卵的罚
款为 50000卢布加 2500卢布的行政费用，约合 800
美元。 

蒙古国 : 

东方亚种在蒙古国的红皮书中被列为濒危物种，在蒙
古国鸟类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易危物种 (Gombobaatar 
& Monks 2011;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Green 
Development 2014)。在蒙古国《动物法》中，它被
列为“非常罕见”的物种。1926年开始狩猎受到限制，
1979年后则被禁止 (Bold 2003)。蒙古国政府建议根
据《迁徙物种公约》将大鸨全球种群均升至附录一 
(Government of Mongolia et al. 2014)，以及开展亚洲
大鸨协调行动 (Government of Mongolia et al. 2017)。

中国 :

见上文（两亚种未分别对待）。

朝鲜 :

大鸨在2018年朝鲜湿地目录中被列为全国性易危（此
前在 2002年红皮书中列为“稀有”）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2018, 2002)。至少有一个
地区被指定为大鸨国家纪念地。捕猎该物种是不合
法的。

韩国 : 

大鸨在2018年国家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自 1968年以来被文化遗产管理局指定为国家自然纪
念物 (NIBR 2018a,b)。

6.1.3 – 对狩猎管制的执行
尽管所有亚洲分布区内国家的立法都禁止捕猎大鸨，
而且盗猎是除朝鲜半岛以外的亚洲大部分地区该物
种的主要威胁（见“5.1.1-盗猎”），但这些法律
却几乎没有得到执行。在中国以外，我们只知道两
起盗猎者受到惩罚的案件：2017年，在东哈萨克斯
坦州有一起针对两名盗猎者的案件 (Berezovikov and 
Filimonov 2017)，还有一名盗猎者被达乌尔斯克保
护区的雇员拘留 (O. Goroshko, in litt.)。哈萨克斯坦
Okhotzooprom（一个负责保护和监测稀有物种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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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机构）的一个部门以前有一个专门保护鸨类特别
是亚洲波斑鸨Chlamydotis macqueenii的分部。然而，
几年前该部门已撤销。

2006年，在中国河南长垣发生了一起大鸨盗猎案，
三名盗猎者被判监禁 2至 3年 (K. Song, in litt.)。据
报道，每年冬天，河南的公民志愿巡逻队都会将盗
猎者交给警方 (Y. Wang, in litt.)。2017年，在中国内
蒙古的兴安盟也有一起针对大鸨盗猎的法律诉讼 (G. 
Liu, in litt.)。

在中国，林业公安和林业局负责进行反盗猎监测。
在辽宁锦州，该项目的雇员会进行 24小时巡逻以保
护越冬的大鸨 (CBCGDF 2019)。在河南长垣和辽宁
锦州的志愿巡逻队也进行了大量的反盗猎工作，包
括每天监测大鸨鸟群、清除毒饵，并向官方报告盗
猎行为 (Lin 2017)。巡逻队成员包括参加中国保护地
志愿者团体的个人，有时还有由政府组织的村民。
此外，在河南长垣的中国保护地（见 6.2）安装了监
测设备。在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会
对大鸨进行日常监测。河南的非政府保护组织向当
地政府提出了加强黄河湿地大鸨保护的建议，并已
经当地政府批准实施。

6.2 – 大鸨在亚洲所利用的保护地
保护地的覆盖非常重要，因为它有助于降低物种灭
绝的风险 (Butchart et al. 2012)。据我们所知，中国图
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朝鲜的大鸨国家纪念地是
亚洲唯一明确关注大鸨保育的政府保护地。其它有
重要的大鸨种群的保护地包括 :

指名亚种
 y 伊朗西阿塞拜疆省苏塔夫野生动植物保护区 

东方亚种

 y 俄罗斯图瓦乌布苏湖

 y 俄罗斯布里亚特“阿尔泰切斯克”联邦保护区

 y 俄罗斯布里亚特“图格努伊斯克”区域保护区 

 y 俄罗斯布里亚特“博格伊斯克”区域保护区 

 y 俄罗斯外贝加尔“索霍恩丁斯克”保护区

 y 俄罗斯外贝加尔“达乌尔斯克”保护区

 y 中国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鸟类保护区

此外，一些跨境保护区和国际边界上结对的保护区

在大鸨保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包括 :

 y 乌布苏湖生物圈保护区 (俄罗斯图瓦共和国与
蒙古国乌布苏省 )

 y 鄂嫩巴勒吉国家公园与索霍恩丁斯克保护区 
(蒙古国肯特省与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 )

 y 达乌尔国际保护区，联合了达乌尔斯克保护区
(俄罗斯外贝加尔 )、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国内蒙古 )与蒙古达乌尔严格保护区 (蒙古
国东方省 )。

附录 1和 2列出了研究人员和保育工作者确定的对
其所在地区大鸨保育重要的地点。由于大多数亚洲
国家的大鸨残余数量非常低，参与者被要求列出该
地区大鸨反复使用的任何已知的繁殖、越冬或迁徙
中停地。在我们记录的关键地点中，63%没有保护，
17%只有部分保护（即大鸨利用的部分领域位于保
护地内，或该地点已被确定为重要鸟类和生物多样
性地区）（地图 6-1；附录 1与 2）。这可能是因为
很大比例（49%）的关键地点全部或部分用于种植粮
食作物。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繁殖地点受到了保护。

在指名亚种的亚洲分布区内，受到完全保护的关键
地点比例最高的国家是俄罗斯（27%）和乌兹别克斯
坦（33%）。我们在中国新疆没有任何关于指名亚种
关键地点的记录，而在哈萨克斯坦，只有 7%的地点
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东方亚种的分布区内，我们
在俄罗斯没能统计到任何完全受保护的地点，但在
外贝加尔边疆区对大鸨重要的地点的数据有所缺失。
中国 20%的地点和蒙古国 27%的地点目前受到充分
保护（附录 1与 2）。 

这些关键地点中的 19%（共 29个地点）全部或部
分属于重要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地区，大多位于蒙古
国。这些地点的保护水平各不相同：属于重要鸟类
和生物多样性地区的地点中有一半没有全部或部分
包含在保护地内。相比之下，在全球层面上，只有
35%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不包含在保护地系统内 
(UNEP-WCMC et al. 2018)。在乌兹别克斯坦，重要
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其中一
些地点已被用作建立新保护地的基础。因此，随着
保护地网络的发展，乌兹别克斯坦得到充分保护的
关键地点的占比可能会增加。即使不包括在保护地
系统内，一些国家的重要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地区也
受到法律保护。如在上述的哈萨克斯坦，重要鸟类

地图 6-1. 大鸨在亚洲的关键分布点的保护状况。分布点由各区域专家指定，并列于附录 1和 2中。未受国家法律保
护的地点以红色表示，部分具保护的地点以黄色表示，完全受保护的地点以绿色表示。

和生物多样性地区受法律支持作为保护区进行管理，
尽管还没有配备警卫和其它基础设施。然而，在其
它分布区内的国家，重要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地区不
受法律保护。

虽然不是国家建立的保护地，但非政府组织中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基金会已经为大鸨建立了
社区保育地（或“中华保护地”，CCAfa）。中华
保护地特别关注位于河南长垣以及内蒙古呼伦贝尔
和图牧吉，其中内蒙古的保护地包括五个大鸨的求
偶场。虽然其它中华保护地主要聚焦于其它物种的
保护，但在天津冀州、河北沧州、辽宁锦州和河南
封丘，都有大鸨迁徙中停或越冬 (CBCGDF 2017)。

6.3 –已采取的针对亚洲大鸨的在地保育行动 

在此我们总结了近年来由政府、研究组和保育组织
所采取的保育努力和保育项目。调查工作在第 6-5
节另行总结。

指名亚种
伊朗 :

伊朗环境部制定了一项大鸨行动计划 (Naderi 2017)，
但所列出的行动措施尚未实施。2019年秋，伊朗生
态旅游中心从全球环境基金获得了一笔小额资助，
用于开展布坎地区大鸨的社区保护。在此之前，全
球环境基金向纳加代非政府组织提供了类似的资助。
IUCN的小额资助目前支持一项倡议，在大鸨繁殖
地附近的社区发展替代生计（以全新设计的大鸨图
样为特色的地毯编织）。

俄罗斯 : 

除了将该物种纳入区域红皮书外，未对境内本行动

计划范围内（由奥伦堡州向东至阿尔泰边疆区）的
指名亚种采取任何特殊的保护措施。

哈萨克斯坦 : 

2019年，大鸨被哈萨克斯坦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和
哈萨克斯坦鸟类保育联盟会员选为“年度鸟类”。
同时，欧亚鸨类联盟和哈萨克斯坦生物多样性保护
协会设计和分发了宣教日历和海报。

在江布尔州，一位普通公民已经持续数年担任了一
个大鸨求偶场的“看守人”。他观察这个求偶场并
与当地农民进行会谈，以避免大鸨的巢被破坏。

乌兹别克斯坦 :

未采取任何措施。

土库曼斯坦 : 

未采取任何措施。

吉尔吉斯斯坦 :

未采取任何措施。

塔吉克斯坦 :

未采取任何措施。

中国新疆 :

未采取任何措施。

东方亚种
俄罗斯 : 

在外贝加尔边疆区的达乌尔斯克保护区，有计划在
不久的将来提供栽种大鸨喜食植物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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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 :

在南戈壁省，奥尤托勒盖矿场在主要电力线缆上安
装了两种类型的避撞器。这项工作旨在减少亚洲波
斑鸨的碰撞，但它可能对大鸨也有好处，因为大鸨
也会与这些电力线缆发生碰撞（Batsuuri 2017）。不
幸的是，其中一种类型的避撞器已有较高的失效概
率 (flappers; Batsuuri et al. 2016)。

中国中东部 :

在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于担心对大鸨产
生影响，穿越大鸨越冬地的新道路建设已暂停 
(CBCGDF 2019)。在天津和图牧吉的中华保护地有
冬季补充投食，在长时间积雪期间志愿者们投撒花
生、玉米和豆类。

在黑龙江大庆，大庆林甸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大鸨
栖地上巡逻以防盗猎。该团体租用了一些大鸨会利
用的包括草原和湿地在内的土地，为期两年，以暂
停其耕作用于农业开发 (Lin 2018)。

中国绿发会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河南长垣和天津组
织了公民主导的反偷猎巡逻和有毒谷物清理。林业
局和地方乡镇政府等政府机构都参与了毒饵清理活
动。对逮捕那些播撒有毒谷物者提供重要情报的
人进行了奖励。2015-2016年冬季，中国绿发会、
绿色未来保护协会和让候鸟飞基金开展了为期 150
天的行动，共收集了 2.5千克有毒谷物 (CBCGDF 
2017)。共拦阻含 150名盗猎者的 30个盗猎组织。
缴获了 18辆汽车、5000米长的雾网和 26只猎犬。
十家出售受保护动物的野味餐馆被处罚。2016年又
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在天津的中华大鸨保护地与地
方政府联合，通过散发传单等形式开展了有关自然
保护法的公众教育活动。

中国广泛开展了对中毒及受伤大鸨的抢救及野放工
作。一篇对媒体文章的回顾发现，从 2012年到 2017
年，共有 59只大鸨获救，其中 83%的个体是由普通
公民发现并报告的。至少有 11个省的 34个救助中
心参与了这些工作 (Q. Sha, CBCGDF)。非政府保护
组织中国绿发会已经建立了一个大鸨救助工作组，
以告知救助人员最佳救助方法。

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年举办一次“大鸨节”，
以告知公众保护这一物种及其生境的重要性。“爱
鸟周”、“世界湿地日”和“世界环境日”等纪念

活动也包括有关大鸨的信息和活动，向人们分享关
于维持一个清洁的环境对野生动植物和人类健康的
重要性的信息。中国绿发会在其保护地开展了公众
宣传和教育。其中包括在公共区域和学校的展板、
横幅、广播和小册子等形式，也有系列讲座和媒体
的宣传。2018年，欧亚鸨类联盟和蒙古国野生动植
物科学与保育中心于 2011年制作的一部关于大鸨东
方亚种的纪录片由中国绿发会翻译，在中国的社交
网络上传播。中国绿发会还制作和分发材料，让大
鸨分布点附近的居民了解该物种及其受保护状况。

6.4 –已采取的针对亚洲大鸨的迁地保育行动 

在此我们总结亚洲各机构在圈养繁殖和人工孵化方
面的经验，并提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邻近领土上
的工作。

指名亚种
在指名亚种的亚洲分布区内很少有圈养大鸨。位于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的西伯利亚科学院的卡拉苏克机
构，自 1989年以来一直圈养有大鸨 (Klimova et al. 
2018)。截至 2018年，该机构共圈养过八只大鸨，全
都来自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大鸨种群。
2018年，该机构内繁殖出 3只雏鸟，2015年和 2016
年也繁殖出了雏鸟 (Shilo & Klimova 2019)。据我们
所知还没有任何圈养的指名亚种被释放到亚洲分布
区内。由于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西部大鸨的迁
徙行为不同，将这些个体释放入亚洲可能由于物候
关系和迁徙方向不匹配而导致死亡。

该新西伯利亚机构与加入欧亚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EARAZA)的东欧动物园和机构一起参与了“欧
亚大陆鸨类物种保育”的综合国际研究项目。作
为该项目的一部分，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和乌克兰的
三个机构中又圈养了 12只大鸨 (Spitsin & Akulova 
2019)。然而在 2007年，7家机构共拥有 40只大
鸨 (Ostapenko 2008)。在过去的十年里，该数量的
下降是由于有限的繁殖和成鸟的死亡。莫斯科动物
园的大鸨在 2008年首次生产了一窝，但未能孵化 
(Rozhkov & Rozhkova 2008)。

在俄罗斯欧洲部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萨拉托夫
州，俄罗斯科学院生态和进化研究所的大鸨孵化场
自 1982年开始从农田中收集卵和雏鸟用于人工抚育 
(Ponomareva 1983)。每年大约孵化 50枚卵 (Ostapenko 

2008)， 到 2004 年 共 采 集 超 过 1200 枚 (Saratov 
Department of the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Birds 
2004)。2004-2008年的年孵化率为 19-90% (Khrustov 
2009)。1985年，曾有一只人工养大的雏鸟首次被野
放 (Mishchenko & Zaguzov 1986)，但直到 2004年，
还没有成功的野放案例 (Saratov Department of the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Birds 2004)。从 2003到 2008
年，共收集了大约 300枚卵，共有 17只大鸨被野放，
其中 10只在两个月内即被捕食 (Khrustov 2009)。其
余个体的命运未知。尽管有长期的资金和专业人员
的投入，该项目并没有给大鸨的野生种群带来增益，
而且大规模收集鸟卵被认为是该地区大鸨数量严重
持续下降的原因之一 (Oparin et al. 2003)。

到 2000年，约有 60只在萨拉托夫孵化场养大的大
鸨被转移到乌克兰的一个私人育种机构 (Flint et al. 
2000)，尽管在该地区大部已无此物种分布。该机
构在 2001年试验了大鸨的人工授精。到 2003年，
该机构已关闭，大鸨逸散。这一番尝试竖立了关
于依靠私营企业来实现大鸨保育的一个风险警示示
例⸺�在此尝试中，持续的保育努力取决于经济利
益和经营者的心血来潮 (Ostapenko 2008)。

本行动计划中在俄罗斯以外的地区，2012年在伊朗
有两只大鸨雏鸟在巢被破坏后获救并人工饲养。

东方亚种
在俄罗斯及蒙古国的动物园里没有饲养大鸨东方亚
种。十年前，中国的动物园和救助中心饲养有约 100
只大鸨 (G. Liu in litt.)。然而，由于圈养繁殖基本上
很难成功，现今饲养的大鸨数量已不到 50只。哈尔
滨动物园有两只，长春动物园有 12只，北京动物园
有 3只，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 8只（6雄 2雌）。
在图牧吉，所有圈养的大鸨均来自受伤后从野外救
助的个体。

1997年，哈尔滨动物园首次进行了东方亚种的人工
孵化，2001年实现了人工繁殖 (Tian et al. 2015)。图
牧吉保护区投资了一个圈养繁殖计划，并在 2016年
和 2017年繁殖出了大鸨。2017年孵出的两只雏鸟存
活未超过半年。吉林省长春动植物公园曾人工孵化
野外采集的卵，孵出的个体随后在园内繁殖了 3只
雏鸟 (Yao et al. 2011)。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人工养
大的大鸨被野放至其亚洲分布区内。

亚洲迁地保育的小结
虽然文献很少，但上述的迁地保育工作似乎对补充
野生大鸨种群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些工作似乎也
未能维持圈养的种群。我们未能获知包括收集鸟卵
的总数、孵化出的雏鸟的数量、（人工孵化项目中）
野放个体的生存和繁殖率、通过圈养繁殖或人工授
精生产一只雏鸟所需平均年数和所需成鸟平均数量
等信息在内的全面的账目细节，因此很难评估这些
项目的前景。

在这些项目中，圈养大鸨的受伤率令人担忧。在
新西伯利亚，圈养大鸨的死亡绝大多数是由于受
伤 (6例中有 5例死于受伤，第 6例死于心脏缺陷 : 
Klimova and Shilo, 2009)。反映乌克兰圈养大鸨预
期寿命较低的文章作者的结论是最好把关注重点放
在保护野生种群和公众教育上 (Tsekhanskaya et al. 
2008)。

6.5 – 对亚洲大鸨的研究
在此我们对亚洲大鸨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包括政
府机构、研究组和保育组织的工作。

指名亚种
伊朗 : 

自 2008年以来，环境部每年都对西阿塞拜疆省
仅存的大鸨种群进行普查，并研究其繁殖行为 
(Abdulkarimi et al. 2010; Abdulkarimi & Admadi Sani 
2012; Barati et al. 2015)。伊斯兰阿萨德大学对生境适
宜性进行了建模 (Sani 2015)。

俄罗斯 :

新版奥伦堡州红皮书对大鸨的生存状况进行了专家
评估。在奥伦堡保护区的常规鸟类调查中发现有大
鸨 (Barbazyuk 2015)。在 2020年计划开展由地方和
联邦预算财政支持的研究。

哈萨克斯坦 :

一些小组每年都对哈萨克斯坦的大鸨进行观察，有
时是在对该物种的针对性调查中，有时是在常规鸟
类监测中。2018-2019年冬季，欧亚鸨类联盟协调了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
曼斯坦的越冬调查，同时参与的有哈萨克斯坦生物
多样性保护协会、非政府组织“野生动植物”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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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鸟类学家。哈萨克斯坦政府确认允许捕捉大鸨安
装卫星发射器。然而，由于所能找到的大鸨数量太少，
该行动无法进行。该项目还包括对当地留鸟种群的
调查和宣传材料分发。

在阿拉湖保护区，从 2002年到 2020年每年都开展
年度调查。在阿拉湖盆地，来自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的研究人员每年都进行越冬调查 (Filimonov et al. 
2018)。自 2010年以来，非政府组织“野生动植物”
在中东 -高加索 -中亚鸟类学会和欧亚鸨类联盟的资
金支持下，每年对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突厥
斯坦和江布尔州的种群和分布进行监测 (Shakula & 
Baskakova 2019)。该工作计划包括秋冬普查和在春季
寻找迁徙群体。它还包括在夏季和秋季寻找大鸨的
探险活动，以及收集来自当地人的调查数据。2017
年，欧亚鸨类联盟、哈萨克斯坦生物多样性保护协
会和“野生动植物”对阿拉木图、阿克托别、东哈
萨克斯坦、江布尔、突厥斯坦和西哈萨克斯坦各州
的大鸨繁殖情况进行了调查。2009至 2011年，对
在巴尔喀什湖和阿拉湖之间繁殖的大鸨进行了调查 
(Gubin 2015)。在科斯塔奈州，科斯塔奈州立师范大
学的研究人员在每年进行的鸟类监测中均观察到大
鸨 (Bragin 2019)。

乌兹别克斯坦 : 

2019年 1月，乌兹别克斯坦鸟类保护协会和欧亚鸨
类联盟对图茨坎湖附近越冬的大鸨进行了调查。

土库曼斯坦 : 

2019年 1至 2月，与欧亚鸨类联盟合作，在西科佩
特山麓和该国西南部（麦什特 -梅西亚斯卡亚平原）
的越冬地点进行了一次针对大鸨的种群普查。同时
还对留鸟种群进行了调查。作为“改善土库曼斯坦
鸟类保护状况和全体生物多样性”计划的一部分而
在该国不同季节和地区进行的常规鸟类调查中，也
观察有大鸨。

吉尔吉斯斯坦 : 

除了欧亚鸨类联盟 2018年冬季在楚河州北部组织的
一次简短调查外，未能获知有任何其它调查或研究。

塔吉克斯坦 : 

没有对大鸨进行过有针对性的调查。最近对大鸨的
观察来自对塔吉克斯坦迁徙和越冬鸟类的常规研究

以及对重要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地区的研究。

中国新疆 : 

近年来，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开展了一些研究。
研究的重点是种群调查和分布，以及对人类干扰的
行为适应和生境评估 (Wang et al. 2015, 2018)。

东方亚种
俄罗斯 :

2016年春季，在乌布苏湖保护区进行了大鸨调查，
配合在蒙古国乌布苏省同步进行的调查。2019年
5月，在图瓦共和国的乌布苏盆地对亚洲波斑鸨进
行了密集搜寻。在这项调查的过程中，乌布苏湖自
然生物圈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也观察到了大鸨。在该
地区的其它鸟类调查中也观察有大鸨。2012年春
夏，在传统的大鸨分布地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查 
(Archimaeva et al. 2015)。

在布里亚特共和国没有针对性的调查或生态研究，
但在 2011、2012和 2013年秋季的常规鸟类调查中
观察有大鸨。

在外贝加尔边疆区，配合索霍恩丁斯克保护区的科
研项目“索霍恩丁斯克保护区、缓冲区和跨界区的
稀有物种”，每年都对保护区（克林斯克区鄂嫩河
谷）的大鸨进行调查。在达乌尔斯克保护区，自上
世纪 90年代开始进行监测，包括 1999-2000年、
2010-2012年和 2019-2020年的大鸨普查。对大鸨的
生态进行了研究，包括大鸨与农地的关系 (Goroshko 
2018)。

蒙古国 : 

2017年，蒙古国政府、欧亚鸨类联盟和野生动植物
科学与保育中心在首都乌兰巴托举办了“推进亚洲
大鸨保育”会议，汇集了来自 9个国家的专家。

作为与俄罗斯索霍恩丁斯克保护区合作行动协议的
一部分，每年在鄂嫩巴勒吉国家公园进行调查。
2016年，欧亚鸨类联盟与蒙古国野生动植物科学与
保育中心与俄罗斯图瓦的研究人员同步，对乌布苏
省的大鸨进行了调查 (Kessler et al. 2016)。奥尤托勒
盖矿区主要电缆沿线的致死调查每月进行一次。这
些调查验明了大鸨的死亡 (Batsuuri 2017)。

2018年，蒙古国鸟类保育中心与北京林业大学和东
蒙古保护地管理局合作，捕获了在蒙古国东部繁殖
的 7只大鸨进行卫星跟踪标记以研究其迁徙。欧亚
鸨类联盟和蒙古国野生动植物科学与保育中心对在
蒙古国北部繁殖的大鸨开展历时遥测研究，持续追
踪 2007至 2011年间标记的大鸨，以研究其生境利用、
食性和迁徙 (Batsuuri et al. 2014; Kessler 2015)。

中国 : 

近年来，中国已经发表了关于生理、食性和分布建
模的研究。在图牧吉自然保护区，中国林业科学研
究院、湿地研究所与保护区和欧亚鸨类联盟合作，
领导了冬季天气对越冬大鸨应激激素影响的研究 
(Liu et al. 2018)，利用遗传条形码技术比较了东方亚
种迁徙和非迁徙种群的食性生态位 (Liu et al. 2018)，
使用二代测序来分析食谱组成 (Gong et al. 2017)，并
利用基因组线粒体 DNA来评估遗传多样性和种群
结构 (Liu et al. 2016)。利用分布建模预测了气候变化
条件下东方亚种的越冬分布 (Mi et al. 2016)。

有许多地点都在进行调查工作。在河南省，从 2018
到 2019年，中国绿发会和阿拉善河南项目中心在黄
河湿地对大鸨进行了普查。在辽宁锦州和天津的中
华保护地有每年一度的种群普查和物候观察。与北
京林业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在上述地点进行了涉
及收集粪便和羽毛的研究。

图牧吉自然保护区每月都进行种群调查，每年进行
两次种群普查。2018-2019年冬季，由非政府组织支
持的公民科学爱好者进行了两次冬季普查：一次是
由阿拉善 SEE基金支持的“朱雀会”开展的调查，
另一次则由中国绿发会开展。SEE基金计划在 2019-
2020年冬季进行另两次调查。2018年 1月，中国绿
发会还进行了一次冬季普查。

多国合作研究
近年来，有两个研究项目涉及到来自多个国家的专
家之间的合作。一项对大鸨两亚种遗传差异程度的
分析使用了来自亚洲分布区内跨越 4500千米范围
的新样本，研究人员来自哈萨克斯坦、蒙古国、中
国、俄罗斯和美国 (Kessler et al. 2018)。2018-2019和
2019-2020年冬季，欧亚鸨类联盟协调开展了指名亚
种中亚分布区内越冬种群的调查。

6.6 – 总结
虽然大鸨的保育在亚洲国家和国际立法上有明确地
位，且盗猎在亚洲分布区除朝鲜半岛以外的国家中
具最严重的威胁评级，在执法或环境教育项目中却
极少提及盗猎。例外的是中国，该国的公民和非政
府组织在对抗盗猎者方面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主动性，
并努力促使地方当局也参与进来。

蒙古国和俄罗斯边境的跨界保护区包含许多对大鸨
很重要的地点。然而，在该物种亚洲分布区的其它
地区，保护地系统几乎没有能够惠及大鸨。一般来说，
含有庄稼地的保护地覆盖面积不足。社区保护地已
被引入中国，作为一种涵盖这些人类改造过的生境
的方法。

对野生大鸨的保育工作相当有限。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已经明确指出数种对繁殖的严重威胁，我们却
未能了解到已采取了任何措施来提高该物种在野外
的繁殖成功率（第 5.2节）。在亚洲的迁地保护既没
有补充到野生种群，也没能维持稳定的圈养种群。
在中国的保护地之外，环境教育的努力仍较有限和
局部。

在大鸨亚洲分布区内开展的研究主要是调查，其中
许多是非专门针对大鸨的年度鸟类探查，因此在普
查该物种方面收效甚微。在中亚和中国的越冬地实
施协调区域调查是近期的有益进展。此外，来自中
国的研究人员还率先对该物种进行了广泛的生态学
研究。在数个区域也在进行遥测研究，但研究结果
大部分尚未公开，这限制了它们的保育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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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在越冬地盗
猎的大鸨指名亚种 .

在此，我们针对第 5节中概述的威胁提出推荐的保
育行动。许多推荐都来自于行动计划的有贡献者和
2017年“推进亚洲大鸨保育”会议的参与者。其他
一些行动措施令欧洲的大鸨受益，可能同样可使亚
洲的大鸨受益。 

7.1 – 降低成鸟死亡率
7.1.1 – 减少盗猎及有意的投毒
降低盗猎造成的大鸨死亡。推荐的行动包括 :

a)提高大鸨保育在政府反盗猎机构中的优先级，并
针对该物种对员工进行宣教。

b)提高反盗猎执法的资金和资源（如油料、车辆）
支持力度，并设置专门用于与大鸨相关工作的资金。

c)建立季节性执法区，灵活部署政府反盗猎人员和
资源。在春天，应注意加强大鸨传统上每个春季都
会聚集的繁殖地点的执法。虽然大鸨在秋季和冬季
可能会集更大群，但它们迁移的时间和特定位置可
能会因天气条件和食物资源而不同。保护这些集群
需要观察者（包括当地护林员、狩猎组织和观鸟者）
和反盗猎当局之间进行沟通，以快速分配资源。应
在跨越国境的大鸨集群地点促进关于大鸨移动情况
的国际交流。这些地点包括（但不限于）哈萨克斯
坦突厥斯坦州和乌兹别克斯坦吉扎克州间的越冬区，
以及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和蒙古国肯特省及东方
省间的繁殖区。

d)通过监控项目（如 SMART原则）、外部监控或
财政激励，提高政府反盗猎力量的效力。

e)开发针对富人和城市猎人的有重点的宣教项目，
并改进让富有、有名望的盗猎者担责的机制。可包括 : 

 y 根据盗猎者的收入制定对其罚款的额度。

 y 令犯有盗猎罪行的政府官员丧失公职并失去在
未来重新担任公职的资格。

 y 发展可令公民匿名举报盗猎行为的机制。

 y 开发公共门户网站，追踪公民对政府官员的投

诉，强制规定政府必须在一定时间内进行调查
并公开回应投诉。哈萨克斯坦最近采纳的这一
系统提供了相当好的参考。

f )令公众可参与到反盗猎活动中来。可包括 :

 y 开展教育活动，以提高人们对这一物种的认识
和关注，包括与狩猎组织、非政府保育组织和
宗教团体进行交流与合作。

 y 组织公民巡逻队，与政府执法机构沟通大鸨集
群的位置、监测盗猎活动并清除毒饵和鸟网。
中国当前工作的经验值得借鉴。

 y 协助“社区看护者”的工作，并鼓励其主动性、
积极性（参见 7.3）。

g)在大鸨的关键分布地点建立保护地或保护小区，
配置足够的人员和资金，以确保这些地点的反盗猎
执法有所改善。

h)将对大鸨生存很重要的地点划为禁猎区（在该物
种利用这些地点的时段），减少随机的盗猎和人为
干扰。

i)禁止或限制用于制造毒饵的化学物质的获取途径。

7.1.2 – 减少与电力线缆相撞造成的死亡
降低目前与电力线缆碰撞造成的死亡率，并通过对
新基础设施的仔细选址来消除未来的碰撞风险。推
荐的行动包括 :

a)研究确定对大鸨最具碰撞危险的地点。研究活动
包括：定期巡视现有的电力线缆以探查死亡大鸨、
建立已知死亡地点的登记表并使用遥测技术来确定
迁徙路线。

b)降低现有电力线缆带来的死亡率。最有效的方法
是将架空线缆入地 (Raab et al. 2012; Bernardino et al. 
2018; Silva et al. 2023)。或者在对大鸨有危险的地
点安装线缆避撞器，参考已发表的有效方法（e.g., 
Raab et al. 2014）和中欧及南非的研究人员所开展的
各种避撞器在鸨类身上有效性的研究。

第 7 节
推荐的保育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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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禁止在大鸨关键分布点及其附近架设新的线缆（附
录 1-2)。

d)在新电力线缆基础设施建设的选址期间，要求规
划方考虑其对大鸨的致死和迁徙路线的影响。令鸨
类的研究人员参与到规划过程中。

e)建立复健受伤大鸨的工作网络。制定和分享鸨类
复健和运输的最佳方法。登记受伤的地点和原因。
建立能够长期照顾无法野放的大鸨的机构（如动物
园）。

7.1.3– 减少狗带来的危害
在大鸨的重要分布点附近控制散养狗，并为执行有
关犬只管理的规定提供资源。发布季节性或全年性
禁止散养狗的禁令。所有犬只都必须佩戴犬证。对
在限制时段内散养狗的主人采取罚款等处罚措施。
捕捉未佩戴项圈的狗。限制每户家庭允许养的犬只
数量。

7.2 – 改善繁殖成功率

7.2.1 – 确定繁殖地点及日期
在越冬地调查到的大鸨数量多于繁殖地（表格 4-1
至 4-6），以及能确定的求偶场地点的较低数量（附
录 1-2）表明一些繁殖种群的位置仍然未能探明。应
资助进行有针对性的在繁殖季节进行的研究考察以
探明求偶场（参见 3.4“繁殖”）。应在国家层面定
期更新繁殖地点的在册记录 (Raab et al. 2009)。

7.2.2 – 研究繁殖及其失败的原因
在亚洲，关于农业、捕食和其它因素对大鸨成功繁
殖的影响程度的研究很少，通常也很少有关于繁殖
成功率的数据。在一些地点，农业机械的使用时间
和大鸨的繁殖季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而在其
它一些地点则可能需要进行研究，以明确繁殖日期
并确定提高繁殖成功率的最有效策略。考虑到如下
几点，研究活动应尽可能限制或避免人类对巢区的
访问： (1)鸦类会利用雌性大鸨被干扰的期间取食鸟
卵；(2)犬科动物可能会跟随人类的气味痕迹找到鸟
巢； (3)人类的干扰可能导致雌性放弃窝卵。对雌性
大鸨的遥测可以提供有关繁殖成功率的详细信息，
但大鸨很难捕获，而且被捕时有死于应激的风险。
在对与电缆相撞的大鸨进行复健和野放时有机会安

装跟踪器。通过单筒望远镜定位和反复观察鸟巢和
窝卵非常耗时，但造成的干扰最小。

7.2.3 – 在繁殖地建立保护地
为了减少人为干扰、促进农业操作和新的基础设施
建设的规范化，以及反盗猎执法，应对繁殖地设立
保护区地位。

7.2.4 – 增加繁殖地附近乡村社区的宣传
向位于繁殖地点附近的乡村社区提供有关保护大鸨
重要性的信息，强调他们在保护该物种的繁殖地方
面的所能起到的作用。与农业和牧业社区进行对话，
以确定协调农业活动与大鸨繁殖的最有效方法。对
乡村群众和农业企业在大鸨保育方面做出的努力提
出认可。

7.2.5 – 在粮食作物用地处的繁殖地建立可共存的农
业模式
a)通过与当地农业社区对话和研究大鸨欧洲分布区
的做法，确定并实现在大鸨孵化和幼鸟出飞前的几
个月内停止使用农业机械的最有效方法。方法可包
括 :

 y 准备额外的农机组，以便把需要完成的机械作
业压缩在大鸨繁殖之前或之后的有限时间内；

 y 开展研究、教育及必要时提供补贴，以促进替
代作物的种植，包括在大鸨繁殖季节不依赖机
械作业的多年生作物。

b)禁止或限制使用杀虫剂以增加雏鸟的食物基础供
应，降低因机械破坏造成的窝卵和雏鸟死亡率。

c)在繁殖季节禁止在繁殖地漫灌。

d)鼓励在繁殖地点种植多种作物，以改善生境的
异质性。这为求偶炫耀、孵化、觅食和隐藏提供了
多样化的生境 (Martín et al. 2012; Faragó et al. 2014; 
Kessler 2015)，并能照顾到雄鸟、雌鸟和雏鸟的食性
差异 (Bravo et al. 2016)。

e)研究在大鸨巢的四周保留一个未翻耕区域的有效
性。这种方法需要对农机操作人员进行培训，而且
要求巢相对容易发现。一些研究人员报告说该方法
有助于成功繁殖 (Goroshko 1999))，但其他研究人员
的观察结果则表明该方法会导致巢在一两天内被弃
或被捕食 (Waters 2008)。使用这种方法的同时，应

通过反复观察监测繁殖是否成功。

f )鼓励有机农业，并考虑对使用与大鸨繁殖相兼容
的方法进行生产者颁发“野生动物友好”认证书等（例
如柬埔寨的鹮类友好水稻，Clements et al. 2010）。

7.2.6 – 管理对繁殖地区牧场的利用
停止繁殖季节在大鸨繁殖地点的放牧，避免踩踏鸟
卵和潜在的牧犬对巢和雏鸟的捕食。在非繁殖季限
制这些牧场的放牧，以确保在繁殖季能为大鸨提供
充足的食物。只有在幼年大鸨出飞后，才允许在繁
殖地割晒干草。

7.2.7 – 降低卵及雏鸟捕食率
如果发现捕食是造成窝卵和雏鸟损失的一大因素
（7.2.2），推荐的行动包括 :

a)禁止养犬（参见 7.1.2)。

b)降低鸦类和野生犬类密度的措施，包括诱捕、狩猎、
对当地社区垃圾的适当处理，以及清除方便巢捕食
者（如秃鼻乌鸦）在大鸨繁殖地点附近群集的人工
林带。

c)在营巢区域周围设置围栏，以防捕食者进入。这
只对来自地面的捕食者有效，并且需要对雌鸟偏好
的营巢区域有相当的了解 (Raab et al. 2013)。

7.2.8 – 减少人为捡拾鸟卵
制定立法来保护鸟巢，并对捡拾鸟卵给予适当的惩
罚。特别是在繁殖地点附近为执行这些法律提供资
源。实施地方教育计划和宣传运动以改变人们的态
度。

7.2.9 – 减少野火造成的卵及雏鸟损失
通过挖掘和维护防火带来提高野火预防水平。然而，
不应在大鸨经常出现的地点附近挖掘防火沟渠，因
为它们会被盗猎者利用做掩体。维护野火的早期预
警系统，以协助消防小组做出及时反应。与乡村社
区沟通对预防野火十分重要的日常行为。

7.3 – 增强公众对大鸨保育的意识及参与 
乡村和城市居民往往都缺乏关于大鸨及其保育需求
的信息。通过宣教运动是有可能增加人们对这一十
分有个性的物种的自豪感和保护它的兴趣的。这在

增加对保育工作的应允程度上可能产生影响，并且
在繁殖和越冬地点附近特别有效。方法可包括 : 

a)利用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在国家或省级层面开展
的宣传活动

b)开发公立学校使用的大鸨课程

c)与狩猎组织的沟通 

d)“大鸨看护者”网络的发展。看护者是关心大鸨
的当地局民，他们巡视大鸨群体、识别刚出现的威胁，
并与其他居民沟通以消除对大鸨的威胁。

e)令公众参与反盗猎巡逻 (参见 7.1.1)

7.4 – 生境改良 
7.2.5和 7.2.6描述了旨在改善大鸨在农业用地中的繁
殖生境的行动。此外，我们还推荐 :

7.4.1 – 改善保护地在大鸨关键分布地的覆盖面及质
量
大鸨的关键分布点中，只有 22%被现有的保护地网
络完全覆盖（附录 1-2）。此外，一些有大鸨种群的
保护地缺乏资源来为它们创建有利的生存条件。保
护地系统的扩大和优化应优先考虑基于以下几方面
的行动： (1)该地区大鸨的种群规模（见附录 1-2）；(2)
种群在维持遗传连通性和多样性方面的重要性 (如 
Kessler et al., 2018) ； (3)在分布区内残余种群极小的
国家，保存历史上重要的分布地点以期潜在的大鸨
种群重新建立；(4)考虑该地点对跨境合作伙伴关系
的重要性（7.6.2）。我们推荐如下行动 :

a)在大鸨的关键分布点建立保护地（附录 1-2)。

b)扩大现有保护地的边界，以囊括附近大鸨所利用
的领地。

c)提高现仍保有大鸨的保护地的地位，以便在资金
和人员配备方面提供额外的资源。

d)在存在粮食作物而不能指定为传统意义上的保护
区的地点发展“农业保护地”或“农业与生物多样
性综合发展区”。这些地点应促进对农机使用、作
物选择和化学品使用的管理，同时为反盗猎执法提
供额外的资源，并使该地区的农业社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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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改善大鸨越冬地的生境质量
改善越冬期的生境质量可能： (1)降低冬季死亡率，
特别是在严寒期（Nagy 2018）；(2)使大鸨留在更有
限的越冬范围内以对其进行更有效的保护。也有来
自其他鸟类类群的证据表明，越冬生境的质量对春
季繁殖有遗留效应（如 Saino et al. 2004）。大鸨越
冬生境可以改善如下 :

a)减少对关键越冬地点的人为干扰。

b)在主要的越冬地点（参见 3.2，“生境”）种植大
鸨喜食的粮食作物，特别是在远离道路的地方 (Raab 
et al. 2015)。

c)在遇到大雪时，将觅食区域的一小部分积雪清除
掉。这在大鸨于冬末集群之处最有帮助，因为它们
不太可能进一步南迁 (Miklós et al. 2018)。

7.4.3 – 减少大鸨关键分布地的人为干扰
限制大鸨重要分布点的人类活动，并向相关社区（如
观鸟者、导游）开展宣教活动以使其了解与大鸨保
持距离的重要性。本行动计划确定的值得关注的人
类活动包括 :

a)旅游

b)鸟类摄影

c)草药采集

7.4.4 –鼓励可持续发展
大鸨是健康的草原生态系统和可持续谷物农业的指
示物种。发展与分布区内关键国家中支持农村发展
的主要资助机构和组织进行沟通的渠道，以分享该
物种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

7.5 – 填补对亚洲大鸨的保育需求的科学认
知空白
如上文第 3节“生态”和第 6.4节“所进行的研究”
所述，我们对亚洲大鸨保育需求的理解存在空白。
我们建议重点研究该物种的保育需求，尤其是 :

a)对大鸨种群和其面临的威胁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
特别是在现有种群估计质量较差的地区（表格 4-1
至 4-6）。理想情况下，种群普查应在相邻地区之间
协调进行。确定繁殖地点尤为重要（参见 7.1.1)。航

空调查可能能有效地覆盖很大的面积，并有可能将
这些调查与现有的有蹄类动物调查结合起来。

b)量化繁殖失败的原因，以便更好地考虑保育行动
的优先级（参见 7.2.2）。

c)整理和公布在亚洲大鸨身上开展的多个现有小尺
度遥测工作的结果（例如来自复健和野放个体的追
踪器的数据），以了解其迁徙运动。

d)量化成鸟死亡的原因和地点。这应包括建立受伤
和死亡登记数据库，以收集有关地点、季节和原因
的信息。在大鸨所利用的地点附近沿电力线缆开展
的死亡率调查可以帮助确定对大鸨最危险的一段线
缆，以进行改良（7.1.2）。

e)分析残存大鸨种群之间的遗传连通性，理想情况
下应使用非侵入性取样技术和来自动物园的大鸨样
本。

f )气候变化背景下繁殖地和越冬地的生境适宜性预
测，用于保育规划。

所有的研究都应该在对大鸨可能造成干扰最低的情
况下进行，要意识到访巢可能导致窝卵损失，捕捉
则可能导致应激死亡。

7.6 – 增加国际合作
亚洲的大鸨进行的长途迁徙，以及许多幸存种群的
跨境领地使得其保育需要分布区内国家之间的联手
合作。

7.6.1 – 种群数量协调普查
在越冬地和繁殖地的定期普查应在相邻地区同步进
行，以获得更准确的种群估值。在相邻领地之间定
期进行监测交流，可有助于确定鸟群的跨境移动，
从而令相应机构获知有必要增加巡逻力度。

7.6.2 – 建立跨境保护地
有贡献者确定的关键地点中有 28%位于距离国境线
50千米范围内，46%在 100千米内。关于发展新的
跨境保护地的建议已有发表，包括库伦贝尔斯克草
原保护区，涵盖俄罗斯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州以
及哈萨克斯坦巴甫洛达尔州 30万公顷面积，将是该
地区唯一的草原保护区 (Nefedov 2013b)，以及色楞
金斯卡娅达乌尔保护区，将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

和蒙古国色楞格省的保护地联合起来 (Shagzhiev et al. 
2015)。更多的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可有助于东哈萨
克斯坦州和中国新疆、蒙古国纳木勒格保护区和中
国图牧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跨境地区的大鸨保育。

7.6.3 – 建立为持续的国际合作募资的渠道
大鸨保育要求在其广阔、碎片化的亚洲分布区内进
行长期的合作与交流。《迁徙物种公约》下的大鸨
协调行动为加强分布区内各国之间的合作和交流提
供了伞护。但是，它尚未为协调该行动提供财政或
后勤机制，诸如会议组织和联合文件编写等活动只
能在临时和缺乏资金支持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工
作环境是不可持续的，除非能确立一个定期的规划
和资助机制，否则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崩溃。
我们建议 :

a)创建两年一次的定期会议，将来自亚洲分布区内
各国的研究人员和保育行动者聚拢在一起，各国轮
流负责主办和提供资金。

b)建立适当的筹资机制，进行如翻译执行协调行动
的共享文件之类的活动以配合协调行动，令国际协
调员在分布区各国之间能进行有效沟通，促进整个
区域内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分享，并在保持整个分布
区统一态度的同时就区域工作计划达成一致。

c)创建一个小额基金，由协调员在一个审核小组的
协助下进行管理以资助亚洲大鸨的保育研究和活动。

7.7 – 迁地保护的手段
尽管有了一些进展，大鸨的圈养繁殖方法仍不够
成熟，不能应用于大规模的保育工作 (Langgemach 
2018)。大多数曾经追求圈养繁殖大鸨的组织已经
放弃了这方面努力，转而选择人工孵化从野外收集
的卵（例如俄罗斯的萨拉托夫）。目前有德国、匈
牙利和俄罗斯下伏尔加河流域等地在开展人工孵化 
(Alonso 2014)。然而，目前在亚洲开展此类项目还存
在障碍。其中最主要的是普遍存在的盗猎行为（第
5.1.1节）带来的威胁，这会令任何通过人工孵化和
随后野放不那么避人的幼鸟而获得的收益归零。

目前，亚洲的人工孵化计划（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
圈养繁殖）还面临其他障碍，如 :

 y 对亚洲大部分地区大鸨的繁殖地了解不足，无

法供应人工孵化计划所需的卵。

 y 关于野外繁殖成功率和繁殖面临威胁的基础知
识不足，不足以证明将卵移走进行人工孵化是
合理的 (参见上文 7.2.2 ; IUCN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 2013)。

 y 缺乏合适的供卵种群。亚洲残存的东方亚种和
指名亚种的求偶场种群规模均不够大（表格 4-1
和 4-4)。虽然伊比利亚半岛保有全球现存最多
的大鸨种群，但它们与亚洲大鸨之间存在显著
的生态差异⸺�它们生活的地区气候温和，迁
移距离很短（例如不到 20公里； Alonso et al., 
2000），而亚洲的指名亚种生活在极端的大陆
气候下，进行长距离的迁徙。指名亚种的第二
大种质库位于俄罗斯伏尔加河，但最近也经历
了急速的种群衰退 (Oparina et al. 2016; Oparin 
& Oparina 2020)。

 y 在确定稳定的资助方面面临的挑战。迁地项目
的实施需要东道国的长期支持，而迄今为止，
亚洲许多地区大鸨保育的资金投入一直很薄
弱。在从野生种群中移走卵后又放弃孵化计划，
将导致野生种群的净损失。

 y 人们担心亚洲的人工孵化项目可能不如欧洲的
成功，因为亚洲的大鸨需要学会在较长距离的
迁徙路线上应对各种威胁 (Martín et al. 1996)。

 y 寻找大鸨的巢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必须十分谨
慎地制定卵的采集原则，避免鼓励采集未受威
胁的和非目标鸟种的窝卵。

 y 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将诸如保护育种等迁
地措施当成一种缓和形式，从而放任生境进一
步退化、不积极保护野外的大鸨。

由于这些障碍，我们目前推荐集中力量于上述的亚
洲大鸨在地保育行动，而仅有限关注如下所指明的
迁地保育相关行动 :

a)对那些能够成功保证圈养个体较少受伤及死亡的
动物园内受伤且无法野放的大鸨予以关照。

b)对繁殖地点的位置及其繁殖成功率进行研究（7.2.1
和 7.2.2），以填补目前对建立人工孵化项目造成阻
碍的知识空白。

c)提高对大鸨人工孵化项目中的最佳实践和其利弊
的了解。收集整理过去到现在全球的大鸨人工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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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数据。根据以下几点计算这些项目的有效性：
(1)野放个体数量与所采集卵的数量之比；(2)每野放
一只个体所耗成本；(3)野放个体的存活率；(4)野
放个体的繁殖率。开展种群统计建模，以评估成功
的机会（如 Dolman et al., 2015），及在亚洲建立这
样一个项目的潜在影响。计算达到各级保育结果所
需的行动成本，并与其它保育方法的成本进行比较。
参考 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物种保育迁地管理的利
用指南（2014），以评估迁地干预的适合度。

7.8 – 总结
在制定本行动计划期间，专家们回答了一份详细的
调查表，内容是关于他们对其所在地区威胁的紧迫
性及解决这些威胁最有效的保育行动的看法。这些
回答整理于附录 3和 4中。为应对共同威胁而建议
采取的具体行动的地理差异，使得大鸨亚洲分布区
内的社会经济、生态和政治考量存在高度分歧。然而，
我们还是可以总结出一些共同点。

关于降低成鸟死亡率的方法，盗猎被普遍认为是一
项亟需解决的威胁。受访者通常偏好那些能加强现
有保护大鸨的反盗猎力量的能力和利益的保育行动。
虽然这被评估为一种成本较低的方法，但也有一些
人认为它为取得成功设置了更高阻碍。虽然新建电
力线缆的施工在会议和调查期间没有达到行动计划
发布时那么密集的程度，但受访者认为即使在当
时，加强新建电缆基础设施的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价

（ESIA）也是应对这种威胁的更好方法。

在不同专家和不同地区间关于提高繁殖成功率的方
法的建议各不相同，且很少有人将其评至最高优先
级。这很可能反映了关于低生产率原因的数据缺乏。
受访者同意，对繁殖失败原因进行量化研究很重要，
但也对进行这项研究所需的时间和有限的人力表示
担忧。

在整个亚洲，增加公众意识是一个优先级相对较高
的事项，获取成功的阻碍较少而成本也较低。

相比之下，生境改良虽然经常被列为具极高优先级，
但也被评估为代价高昂并很可能遇到阻碍。大鸨原
先依赖的草原生境被大规模转变为农田的是这个难
题的根源。虽然农业阻碍了大鸨的成功繁殖，但它
也增加了土地的经济价值。将这些土地纳入保护地
在政治上具有挑战性，对公众来说吸引力较低。

尽管大鸨在亚洲的处境很糟，但受访者对迁地措施
普遍缺乏热情（尽管有两位特别的例外！）。一些
答复者特别提交了额外的文字来解释他们为何不主
张迁地行动。这可能与在行动计划参与国家中曾长
期投入圈养繁殖和人工孵化却未能取得乐观的成果
有关（第 7.7节）。

在所有的保育行动中，最常提到的障碍是施行保育
工作的人员能力不足。我们迫切需要增加基本的管
理资金，以为保育人员提供薪水，并支持从事保育
科研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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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Region District
Number of 

Great Bustards 
observed

Seasonal  
presence of Great  

Bustards
Land use Protection 

status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est 
Azerbaijan Bukan 23-25 Breeding and 

nesting site 
Crops: wheat, 
barley, pea Wildlife refug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est 
Azerbaijan Bukan 4-6 Breeding and 

nesting site 
Crops: wheat, 
barley, pea

No hunting 
area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est 
Azerbaijan Bukan 5

Breeding and 
nesting site, 
overwintering site

Crops: wheat, 
barley, pea Non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est 
Azerbaijan Bukan 23 

Pre migratory 
gathering, 
overwintering

Crops: alfalfa, 
rapeseed Non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est 
Azerbaijan Bukan 19 Overwintering Crops: wheat, barley, 

pea, alfalfa None

Russian  
Federation Orenburg Sol’-Iletsky 3 Nesting Pasture

Regional 
Natural 
Monument

Russian  
Federation Orenburg Novoorskii 4 Nesting Pasture and wheat 

fields None

Russian  
Federation Orenburg Pervomaiskii 3-4 Nesting Steppe, not used as 

pasture

Orenburg 
Federal Nature 
Reserve 
“Orenburgskii”

Russian  
Federation Orenburg Akbulakskii 6 Nesting Pasture None

Russian  
Federation Orenburg Belyaevskii 1-2 Nesting Wheat fields None

Russian  
Federation Orenburg Belyaevskii 1-2 Nesting Pasture

Orenburg 
Federal Nature 
Reserve 
“Orenburgskii”

Russian  
Federation Orenburg Sol’-Iletskii 4-6 Nesting Abandoned fields None

Russian  
Federation Orenburg Orenburgskii 12 Fall gathering 

place Pasture None

Russian  
Federation Orenburg Orenburgskii 8-10 Wintering Pasture None

Russian  
Federation Orenburg Svetlinskii 2 Migratory Pasture

Biological 
Reserve 
“Svetlinskii”

Russian  
Federation Omsk Isil’kul’skii 1-2

Spring and 
autumn 
observations

Wheat fields None

Important sites for Western Great Bustards in Asia. 
Researchers and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s were asked 
to identify the most important sites for Great Bustard 
conservation in their region, particularly breeding sites, 
overwintering sites and migratory stopovers used over 
multiple years. 

Because of concern about poaching of Great Bustards, 
specific site information will be provided to government 
actors, and to researchers and conservation actors upon 
request on a case-by-case basis. 

附录 1 Russian  
Federation Omsk Isil’kul’skii 1

Spring and 
autumn 
observations

Wheat fields None

Russian  
Federation Omsk Isil’kul’skii 5 Nesting Abandoned fields 

and wheat fields None

Russian 
Federation Omsk Okone-

shnikovskii 2 Spring Steppe, pasture
Former Federal 
Zakaznik 
“Stepnoi”

Russian  
Federation Omsk Russko-

Polyanskii 1 Spring Wheat fields None

Kazakhstan West 
Kazakhstan Terekti 5 Lekking, fall 

migration Wheat fields None

Kazakhstan West 
Kazakhstan Borili 13 Fall migration Wheat fields None

Kazakhstan West 
Kazakhstan Terekti 5-20 Fall migration Hay field, steppe None

Kazakhstan Kostanai Naurzum 3-5 Possible nesting Unknown None
Kazakhstan Kostanai Naurzum 1-5 Possible lek Wheat fields None

Kazakhstan Kostanai Arkalyk “Regularly 
observed”

Summer and fall 
pre-migratory 
gathering?

Unknown None

Kazakhstan Kostanai Amangel’dy “Regularly 
observed” Summering Pasture None

Kazakhstan Karaganda Ulytau 80 Fall pre-migratory 
gathering Unknown None

Kazakhstan Karaganda Ulytau 6 Fall pre-migratory 
gathering Unknown None

Kazakhstan Turkistan Tyul’kubasskii 2 Lekking, nesting, 
overwintering

Predominantly 
wheat fields, hay 
fields, unused 
lowlands, disjunct 
elm tree belts

None

Kazakhstan Turkistan Tyul’kubasskii 2-100
Overwintering 
and spring 
migration 

Predominantly 
wheat fields, hay 
fields, unused 
lowlands, disjunct 
elm tree belts

None

Kazakhstan Turkistan Sairamskii 6-27
Fall pre-migratory 
gathering and 
migratory stopover

Predominantly 
wheat fields, hay 
fields, unused 
topographic 
lowlands, disjunct 
elm tree belts

None

Kazakhstan Turkistan Baidibekskii 2-100 Lekking, nesting,  
overwintering 

Dry foothill steppes 
used as sheep 
pasture 

IBA

Kazakhstan Turkistan Baidibekskii 6-50 Overwintering, 
spring migration 

Dry foothill steppes 
used as sheep 
pasture

None 

Kazakhstan Turkistan Arysskii 12-150 Overwintering, 
spring migration

Dry foothill steppes 
used as sheep 
pasture

None

Kazakhstan Turkistan Kazygurtskii 2-200 Fall movements, 
overwintering

Predominantly 
wheat fields, hay 
fields, unused 
lowlands, disjunct 
elm tree belts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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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zakhstan Turkistan Ordabasinskii 12 Spring migration

Predominantly 
wheat fields, 
occasional farms, 
and steppe used for 
sheep pasture 

None

Kazakhstan Jambyl Zhuvalinskii 2-17 Lekking, nesting, 
summer flocks

Predominantly 
wheat fields, hay 
fields, unused 
lowlands, disjunct 
elm tree belts 

None

Kazakhstan Jambyl Zhuvalinskii 3
Summer 
gatherings of 
molting birds 

Dry foothill steppes 
and lowlands None

Kazakhstan Jambyl Kordai Up to 8 Migration

Steppe used as 
pasture, abandoned 
fields, and active 
fields of wheat and 
barley

Kazakhstan Almaty Alakol

10 during 
breeding 

season, up 
to 200 in 

non-breeding 
season

Nesting, 
migration, 
overwintering

Soy and sunflower 
fields

Alakol’ 
National 
Zapovednik 

Kazakhstan Almaty Ili Up to 100 Migration, 
overwintering Artemisia steppe

Zhusandala 
National 
Wildlife Area

Kazakhstan Almaty Ili Up to 100 Migration, 
overwintering Abandoned fields None

Kazakhstan Almaty Koksu Up to 40 Migration, 
overwintering

Semi-desert, sandy 
soil None

Kazakhstan Almaty Talgar Up to 50 Migration, 
overwintering

Pasture, abandoned 
fields None

Kazakhstan East 
Kazakhstan Ayagoz 40 Lekking, nesting Artemisia steppe None

Kazakhstan East 
Kazakhstan Kurchumskii 10-12

Nesting, autumn 
pre-migratory 
gathering 

Wheat fields, 
including harvested 
wheat fields in fall; 
sunflower and corn 
fields, meadows  

None

Kazakhstan East 
Kazakhstan

Zaisan and 
Tarbagatai 15-20

Nesting, autumn 
pre-migratory 
gathering

Pasture None

Kazakhstan East 
Kazakhstan

Kurchumskii 
and 
Urdzharskii

30-50 Nesting
Wheat, sunflower 
and corn fields, 
meadows, melon 
cultivation

None

Uzbekistan Jizzakh
Zafarabadskii 
and 
Pakhtakorskii

2-96 Overwintering Winter wheat fields

Protected 
Natural Area 
“Arnasaiskii 
Ornithological 
Reserve”, and 
IBA UZ035 
“Lake Tuzkan”

Uzbekistan Jizzakh & 
Samarkand

Bakhmal 
& Dustlik; 
Bulungur, 
Jomboy & 
Payariq

1-20 Overwintering Pasture, winter 
wheat fields None

Uzbekistan Samarkand Nurobod 1-20 Overwintering Dry steppe, pasture, 
winter wheat fields

IBA 
“Karnabchul’ 
Steppe”

Turkmenistan Balkan

Foothills 
of the 
northwestern 
Kopetdag 
Mountain 
range

1-49 Overwintering Alternating pasture 
and winter crops IBA

Turkmenistan Lebap
Right bank of 
the Amudarya 
River

1-2
End of fall 
migration, 
wintering, spring 
migration

Pasture Edge of IBA

Kyrgyzstan Isyk-Kul’ Tyupskii 2-5
Fall, occasionally 
overwintering 
during years with 
little snow

Wheat fields, clover None

Kyrgyzstan Chui Panfilovskii 3-8
Fall, occasionally 
overwintering in 
years with little 
snow

Wheat fields, clover, 
safflower None

Kyrgyzstan Jalabadskii Karasuiskii 2-3
Overwintering in 
years with little 
snow

Wheat fields, clover, 
safflower None

Tajikistan Sogd Ashtskii 1-2 Migration Pasture None

中国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伊犁

繁殖期 16-19
只，迁徙前
期最大集群
数量为 444

繁殖地、迁徙前
期聚集地

主要的作物地：
冬小麦地、小麦
和玉米收割后地
块、秋耕地、苜
蓿地和葵花籽地

无

中国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伊犁 0

历史越冬地，需
要监测和维持以
供未来利用

主要的作物地：
冬小麦地、小麦
和玉米收割后地
块

无

中国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阿勒泰 7 潜在的繁殖地 草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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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鸨东方亚种的重要分布地点。研究人员与保育组
织在他们工作区域内认定的对大鸨保育最关键的地

点， 尤其是经年使用的繁殖地点、越冬地点及迁徙
中停地点。

附录 2

国家 省区 地市 地名 观察到的大鸨
数量 

大鸨居留 状况 栖息地类型

Russian
Federation

Republic of
Tuva

Tes-Khemskii 11
Spring gathering,
likely lek

Pasture No

Russian 
Federation

Republic of 
Tuva

Tes-Khemskii 5

Females and 
young birds in the 
period after
nesting

Pasture
Portion of Protect- 
ed Area “Ubsunur 
Depression”

Russian 
Federation

Republic of 
Buryatia

Dzhidinskii 50-80
Nesting, fall 
pre-migratory 
gathering

Abandoned 
fields, small 
copses in the 
steppe, meadow,
forest-steppe

IBA, Protected Area

Russian 
Federation

Republic of 
Buryatia

Mukhorshi- 
birskii

50-100
Nesting, fall 
pre-migratory 
gathering

Abandoned 
fields, small 
copses in the 
steppe, meadow,
forest-steppe

IBA, Protected Area

Russian 
Federation

Republic of 
Buryatia

Mukhoshibir- 
skii

50-80
Nesting, fall 
pre-migratory 
gathering

Abandoned 
fields, small 
copses in the 
steppe, meadow,
forest-steppe

IBA, Protected Area

Russian 
Federation

Republic of 
Buryatia

Bichurskii 30-50
Nesting, fall pre-
migratory
gathering

Fallow fields, 
aban- doned 
land, pasture,
forest-steppe

None

Russian 
Federation

Zabaikal’skii 
Krai

Kyrinskii 1-4 Nesting Pasture
Border zone of 
Sokhondinskii
Zapovednik

Russian
Federation

Zabaikal’skii
Krai

Kyrinskii 4 Lek Crop fields None

Russian 
Federation

Zabaikal’skii 
Krai

Ononskii 100-150

Lekking, nesting, 
pre-migratory 
gathering spot, 
overwintering

Pasture, 
abandoned 
fields

Partial inclusion in 
IBA “Bain-Tsa-
ganskii Lake Belt,” 
but the IBA does 
not have a protected
status

Mongolia Uvs Baruunturuun 10-14 Fall migration Wheat fields None

Mongolia Uvs Davst 2-5
Nesting, fall mi-
gration

Wheat fieldst
Partial Uvs Nuur
Protected Area

Mongolia Uvs Davst 4-6
Nesting, fall mi-
gration

Abandoned 
fields

Partial Uvs Nuur
Protected Area

Mongolia Uvs Tes 2-5
Nesting, fall 
migration, spring
migration

Steppe used as 
pasture

None

Mongolia Khovsgol Erdenebulgan 30-40 Lek and nesting

Wheat, fallow 
and abandoned 
fields in
forest-steppe

IBA “Bulgan Tal”

Mongolia Khovsgol Tsagaan-Uur 3-5 Lek

Small opening 
in forest-steppe 
with long-
abandoned
fields

None

Mongolia Khovsgol Tarialan 30-40 Lek, nesting

Wide valley 
con- taining 
alternating 
wheat and 
fallow
fields

IBA “Tarialan”

Mongolia Khovsgol Tarialan 30-40 Lek, nesting

Narrow valley 
con- taining 
alternating 
wheat and 
fallow
fields

IBA “Tarialan”

Mongolia Khovsgol Tarialan 40-150
Migratory gather-
ing place

Moist river 
valley
used as pasture

IBA “Tarialan”

Mongolia Khovsgol Tosontsengel 25-35 Lek, nesting

Narrow valley 
used as pasture, 
contain- 
ing long-
abandoned
fields

None

Mongolia Khovsgol Rashaant 25-35 Lek, nesting
Wheat, fallow 
and
pasture

None

Mongolia Bulgan Teshig 5-30 Lek

Wheat, fallow 
and discarded 
fields,
pasture

IBA “Teshigiin 
Olon Lakes”

Mongolia Bulgan Khutag Ondor 5-30
Lek, nesting, mi-
gratory stopover

Dry steppe used 
as
pasture

IBA “Selenge –
Teel”

Mongolia Umnugobi Khanbogd 1
migratory stop-
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Umnugobi Khanbogd 2
migratory stop-
over

Pasture 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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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lia Umnugobi Manlai 3
migratory stop-
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Umnugobi Khanbogd 3
migratory stop-
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Umnugobi Khanbogd 1
migratory stop-
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Umnugobi Khanbogd 2
migratory stop-
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Khentii Dadal 16 Lek Pasture
Onon-Balj National
Park

Mongolia Khentii Dadal 8 Lek Pasture
Onon-Balj National
Park

Mongolia Khentii
Umnudelger, 
Batshireet,
Binder

Breeding – 6-10; 
Pre-migratory
gathering-50-80

Breeding and pre-
migratory
staging

Pasture and 
wheat fields

IBA “Valleys of 
Khurkh-Khuiten
Rivers,” Ramsar 
site

Mongolia Khentii Umnudelger
Breeding – 2-4; 
Pre-migratory
gathering- 4-10

Breeding and pre-
migratory
staging

Pasture None

Mongolia Khentii Umnudelger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4-6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Khentii Binder

Breeding – 2-6; 
Pre-migratory 
gathering- 10-
26

Breeding and pre-
migratory staging

Pasture and 
wheat fields

IBA “Valleys of 
Khurkh-Khuiten 
Rivers,” Ramsar 
site

Mongolia Khentii Bayan-Adarga
Breeding – 2-6; 
Pre-migratory
gathering- 8-24

Breeding and pre-
migratory
staging

Pasture None

Mongolia Khentii
Binder,
Bayan-Adarga

Breeding – 2-6; 
Pre-migratory
gathering- 8-14

Breeding and pre-
migratory
staging

Pasture

IBA “Valleys of 
Khurkh-Khuiten
Rivers,” Ramsar 
site

Mongolia Khentii Bayan-Adarga
Breeding – 2-4; 
migratory stop-
over – 6-10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Khentii Bayan-Adarga
Breeding – 4-6; 
migratory stop-
over – 14-47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and 
wheat fields

None

Mongolia Khentii Batshireet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2-6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Khentii Batshireet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2-4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Khentii Batshireet
Breeding – 3-6; 
migratory stop-
over – 6-15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Khentii Binder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4-6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Khentii Binder
Breeding – 2-4; 
migratory stop-
over – 4-10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Khentii Dadal
Breeding – 2-6; 
migratory stop-
over – 4-12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IBA “Onon-Balj” 
and Onon Balj
National Park

Mongolia Khentii Dadal
Breeding – 4-6; 
migratory stop-
over – 8-26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IBA “Onon-Balj” 
and Onon Balj
National Park

Mongolia Khentii Dadal
Breeding – 2-3; 
migratory stop-
over – 6-22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IBA “Onon-Balj” 
and Onon Balj
National Park

Mongolia Khentii Dadal
Breeding – 2-4; 
migratory stop-
over – 6-16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and 
wheat fields

None

Mongolia Khentii Binder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4-6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Khentii Binder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4-8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Khentii Norovlin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4-6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Khentii Norovlin
Breeding – 2-4; 
migratory stop-
over – 6-14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and 
wheat fields

None

Mongolia Dornod Bayan-Uul
Breeding – 2-4; 
migratory stop-
over – 6-16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and 
wheat fields

None

Mongolia Dornod Bayandun
Breeding – 2-3; 
migratory stop-
over – 4-8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IBA “Ulz River 
and Turgen Tsagaan
Lakes”

Mongolia Dornod Bayandun
Breeding – 4-6; 
migratory stop-
over – 12-56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Ugtam Mountain 
Reserve and IBA

Mongolia Dornod Dashbalbar
Breeding – 2-3; 
migratory stop-
over – 4-8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IBA “Mongol 
Daguur”

Mongolia Dornod
Chuluunkho- 
root

Breeding – 2-3; 
migratory stop- 
over – 4-8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and 
wheat fields

IBA “Mongol Da- 
guur” and Mongol 
Daguur Strictly 
Protected Area Part
B, Ramsar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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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golia Dornod Khulunbuir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2-6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Toson Khulstain 
Nature Reserve

Mongolia Dornod Bulgan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2-4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and 
wheat fields

None

Mongolia Dornod Khalkhgol
Breeding – 2-3; 
migratory stop-
over – 4-12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Dornod Khalkhgol
Breeding – 2-3; 
migratory stop-
over – 4-12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and 
wheat fields

IBA “Tashgain 
Taan Lake”

Mongolia Dornod Khalkhgol
Breeding – 1-3; 
migratory stop-
over – 4-6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Dornod Khalkhgol
Breeding – 1-3; 
migratory stop-
over – 4-10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IBA “Nomrog” 
and Nomrog Strictly
Protected Area

Mongolia Dornod Khalkhgol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2-6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IBA “Nomrog” 
and Nomrog Strictly
Protected Area

Mongolia Dornod Khalkhgol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2-4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IBA “Nomrog” 
and Nomrog Strictly
Protected Area

Mongolia Dornod Khalkhgol
Breeding – 1-4; 
migratory stop-
over – 4-12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IBA “Nomrog” 
and Nomrog Strictly
Protected Area

Mongolia Dornod Khalkhgol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4-8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Dornod Khalkhgol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2-6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IBA “Buir” and 
Ramsar site

Mongolia Dornod Matad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2-6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Dornod Matad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2-4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None

Mongolia Sukhbaatar Erdenetsagaan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2-5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Dornod Mongol 
Strictly Protected
Area

Mongolia Sukhbaatar Erdenetsagaan
Breeding – 1-2; 
migratory stop-
over – 2-4

Breeding and mi- 
gratory stopover

Pasture
Dornod Mongol 
Strictly Protected
Area

国家 省区 地市 地名 观察到的大鸨     
数量 

大鸨居留 
状况 

栖息地类型 保护状况 

中国 内蒙古 兴安盟 马鞍山 100 繁殖 牧场 图牧吉国家
级保护区

中国 内蒙古 兴安盟 靠山 20 繁殖 牧场 图牧吉国家
级保护区

中国 内蒙古 兴安盟 马鞍山 过境 120-180 ,  越
冬 50-100

过境及越冬
牧场、大豆、绿
豆田，偶见于玉
米地

图牧吉国家
级保护区

中国 内蒙古 兴安盟 靠山 过境 30-70 , 越冬
30-50 

过境及越冬
牧场、大豆、绿
豆田，偶见于玉
米地

图牧吉国家
级保护区

中国 内蒙古 巴彦淖尔
磴口、杭锦后旗、临
河。 农业绿洲南缘沿
黄河 30千米

不详 ,至少 10 过境 农田及湿地 无

中国 内蒙古 巴彦淖尔
临河、五原。 农业绿
洲南缘沿黄河 30千
米

不详 ,至少 10 过境 农田及湿地 无

中国 黑龙江 大庆 林甸 越冬 5-30 , 繁殖
8-10

越冬及部分
繁殖 农田包围的草原 无

中国 黑龙江 大庆 林甸 5-30 越冬 农田包围的草原 无

中国 黑龙江 大庆 林甸 5-30 越冬 农田包围的草原 无

中国 黑龙江 大庆 林甸 8-10 越冬 农田包围的草原 无

中国 天津 蓟州 青甸洼 16-36 越冬 小麦、大豆及水
稻田

蓟州大鸨保
护地

中国 河北 沧州 齐家务 14-78 越冬 小麦、大豆及水
稻田

沧州大鸨保
护地

中国 陕西 渭南

合阳、大荔。 洞芝咀、
临猗、  平民镇附近
黄河两岸 20千米的
地带

陕西所有地点合
计达 578

越冬 农田及湿地 无

中国 陕西 渭南 华阴。 北社乡以北至
渭河南岸

陕西所有地点合
计达 578

越冬 农田及湿地 无

中国 陕西 渭南 华阴。罗敷河附近渭
河以南的区域

陕西所有地点合
计达 578

越冬 农田及湿地 无

中国 陕西 渭南 华州。滨坝村以北至
渭河南岸

陕西所有地点合
计达 578

越冬 农田及湿地 无

中国 陕西 渭南
大荔、华州、临渭。 
八里店村以北渭河两
岸

陕西所有地点合
计达 578

越冬 农田及湿地 无

中国 陕西 渭南 蒲城。蒲城市西南大
片农田

陕西所有地点合
计达 578

越冬 农田及湿地 无

中国 陕西 渭南 蒲城。卤阳湖以西、
周家村以北的区域

陕西所有地点合
计达 578

越冬 农田及湿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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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陕西 渭南 临渭。官底镇以南大
片田地

陕西所有地点合
计达 578

越冬 农田及湿地 无

中国 陕西 渭南
临潼北田镇。 渭河拐
弯处沿河 10千米的
地带

陕西所有地点合
计达 578

越冬 农田及湿地 无

中国 陕西 渭南 临渭。渭河西侧与南
滩村隔河相望的区域

陕西所有地点合
计达 578

越冬 农田及湿地 无

中国 陕西 渭南 临渭。白杨乡附近渭
河南岸的区域

陕西所有地点合
计达 578

越冬 农田及湿地 无

中国 陕西 渭南
临渭。渭河东北与大
南陈村东南之间的区
域

陕西所有地点合
计达 578

越冬 农田及湿地 无

中国 山东 东营 垦利 可达 32 越冬
临近保护区实验
区的小麦、玉米、
水稻及大豆田

黄河三角洲
国家级保护
区外围

中国 山东 东营 垦利 可达 32 越冬
临近保护区实验
区的小麦、玉米、
水稻及大豆田

黄河三角洲
国家级保护
区外围

中国 河南 新乡长垣 长垣黄河湿地 300 过境及越冬 小麦与玉米田，
湿地

新乡黄河湿
地鸟类国家
级保护区

中国 河南 新乡封丘 封丘黄河湿地 20-320 过境及越冬 小麦、大豆与玉
米田

新乡黄河湿
地鸟类国家
级保护区

中国 辽宁 锦州 小凌河口 20-52 越冬 玉米与花生田 锦州大鸨保
护地

中国 辽宁 锦州 大凌河 20-40 越冬 玉米与花生田 无

国家 省区 地市 地名 观察到的大鸨
数量 

大鸨居留 状况 栖息地类型

DPR
Korea

North Pyongan 
& South Pyon- 
gan

Mundok and 
Pakchon

No known 
recent records

Wintering

Extensive 
estuarine 
system, with 
rice fields in 
hinterland. 
Includes some 
saltmarsh and 
river
islands

Some of the area is 
within a Ramsar site

DPR
Korea

South Pyon- 
gan

Onchon 
County, near 
Nampo City. 
Includes Unha 
Ri: Natural 
Monument 
area for win- 
tering Great
Bustard

No known 
recent records

Wintering
Rice fields and 
salt- works

Part of the area has 
been designated as 
a National Mon- 
ument for Great 
Bustards.

DPR
Korea

South 
Hwanghae

Border of Pae- 
chon and Yo- 
nan Counties, 
near Haeju

No known 
recent records

Wintering
Suaeda 
saltmarsh, salt-
pans, rice fields

Part of the area has 
been designated
as Paechon-Yok- 
gudo Migratory 
Bird Reserve, and 
includes a National 
Monument Area for
White-naped Crane

RO Korea Gangwon Cheorwon
1 (in one winter
since 2000)

Wintering Rice fields Restricted area

RO Korea Jeollabuk Saemangeum 1 Wintering

20,000 ha of 
uncul- tivated 
land within 
a massive 
reclamation 
area, 
interspersed 
with hay fields, 
and adjacent to 
extensive rice 
fields. In addi- 
tion to plains 
within the 
DMZ, this area 
currently likely 
provides the 
best potential 
habitat for the 
species within
the R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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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 降低成鸟的死亡率 7.2 – 改善繁殖成功率 7.3  - 公
众意识 7.4 – 生境改良

7.5 – 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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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 国际合作 7.7 –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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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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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7.2.7 – 降

低
巢

捕
食

率

7.2.8 – 减
少

捡
拾

鸟
卵

7.2.9 – 减
少

野
火

7.3 – 改
善

公
众

意
识

及
参

与 7.4.1 – 改
善

保
护

地
网

络

7.4.2 – 改
善

越
冬

生
境

7.4.3 – 减
少

人
为

干
扰

7.5 – 开
展

研
究

7.6.1 – 协
调

普
查

7.6.2 – 跨
境

保
护

地

7.6.3 – 为
国

际
合

作
募

资

7.7 – 迁
地

保
护

的
手

段

预
期

的
挑

战

Iran Entirety 3-b-0-1 3-b-0-1 2-n-0-2 2-n-0-2 2-n-3-2 1-n-5-3 1-n-2-1 2-a-5-2 2-n-0-2 2-a-0-3 2-n-0-2 2-n-3-3 2-a-2-2 1-a-5-4 2-a-5-4 1-a-5-4 1-a-4-4 2-n-3-2 5-n 2-a-5-4 3-x-x-x 专业人员缺乏；政治挑战

Russia Orenburg 1-x-x-5 0 4-n-x-4
3-n-2-

3.5
2-n-2-

3.5
2-n-2.5-

4.5
3-n-2-2

2-x-x-
2.5

3-n-x-
2.5

4-x-0-0 5-n
3-n-x-

2.5
x 2-a-2.5-4.5 4-a-x-2.5 2-x-x-2.5 x 2-n-2-2.5 3-n-4-4.5 2-x-x-x 3-x-x-4.5 专业人员缺乏；政治挑战；

公众认知；大型领地缺失

Kazakh-
stan

Southern 
and 

Eastern
2 x 2-n x 2-n 2-n x x 2-n x x x x 2-x x 2-x x 2-n x x 5-x 专业人员缺乏和经费不足

Kazakh-
stan

Western 
+Southern

1-abce-
2-4

3-cd-1-4 3-n-2-2 2-n-3-3 2-n-4-3 1-n-3-4 3-n-1-1
1-abc-3-

4
5-n 2-c-2-3 5-n 5-n 2-acd-2-1 1-d-4-5 3-bc-3-3 5-x 2-bd-4-3 3-n-3-2 5-n 2-abc-3-1 5-ac-4-3 大型领地缺失；训练有素人

员不足；农业分区和利润

Kazakh-
stan Central

2-eab-
0-3

x x 2-n-4-2 x x 2-n-2-2 x x x x x 2-abc-0-2 x x 2-a-2-3 2-ad-3.5-4 x x x x 专业人员缺乏；司法系统腐
败

Kazakh-
stan Southern 1-a-0-5 4-c-0-1 0-n-0-2 1-n-2-4 2-n-2-4 4-n-5-4 2-n-2-1 2-x-5-5 x-n-4-5 x-x-0-2 5-n-0-1 5-n-5-1 2-a-5-1 2-a-5-5 2-c-3-3 2-b-5-5 2-a-5-1 2-n-5-1 5-n-0-5 2-a-5-2 5-a-5-5 官僚主义；训练有素人员缺

乏；土地私有和利益驱动

Kazakh-
stan Eastern 2-x-3-5 2-x-3-1 4-n-2-1 2-n-0-1 2-n-0-5 2-n-5-5 3-n-2-1 2-x-3-5 2-n-0-1 3-x-0-5 3-n-0-1 2-n-3-5 x 2-x-3-5 4-x-3-5 3-x-0-1 x 2-n-3-5 2-n-4-5 2-x-4-5 x-x-x-5 训练有素人员缺乏

Uzbeki-
stan Entirety 1-x-2-4 5-x-0-2 3-n-2-3 5-n 5-n 5-n 5-n 5-x 5-n 5-x 5-n 5-n 1-x-2-3 1-x-3-4 1-x-2-3 1-x-x-x 3-x-2-2 2-n-2-2 2-n-0-3 2-x-x-x 0

人员和设备缺乏；公众不关
注；位点信息不足；官僚主
义

Turkmen-
istan Entirety 1-a-2-3 2-c-5-4 2-n-1-2 5-n 5-n 5-n 5-n 5-x 5-n 5-x 5-n 5-n 1-a-2-2 1-a-5-5 3-c-4-3 1-b-4-2 1-x-x-2 1-n-2-1 3-n-5-5 3-b-3-3 3-x-5-3 体制和政治因素；专业力量

不足

Kyrgyz-
stan Entirety 2-a-3-5 0 3-n-1-3 2-n-3-3 2-n-3-3 2-n-3-4 1-n-3-2 0 1-n-2-4 3-x-2-3 0 0 x 2-c-4-4 2-a-3-4 1-a-2-3 1-x-4-2 1-n-4-3 2-n-5-4 1-a-5-4 0 公众意识淡薄；土地私有；

执行力弱

Tajikistan Entirety 1-x-3-3 5-x 5-n 5-n 5-n 5-n 1-n-2-1 5-x 5-n 5-x 5-n 5-n 1-a-2-1 1-c-4-4 1-a-3-3 2-x-1-3 2-a-2-1 2-n-2-1 1-n-2-1 2-b-x-x 1-x-5-1 缺乏足够的受训人员和非政
府组织；现有法律法规变化

中国 新疆 1-x-1-3 4-x-2-3 3-n-0-1 2-n-3-3 2-n-3-5 1-n-0-3 1-n-0-2 1-x-0-3 1-n-0-2 2-x-0-4 1-n-0-3 3-n-0-1 1-x-0-3 2-x-x-4 5-x 1-x-0-4 1-x-0-3 1-n-4-5 2-n-4-5 2-x-3-4 0
缺乏足够的受训人员 ; 在农
业用地上保育工作的不足 ; 
政治方面的阻碍

极高 1 较高 2 一般 3

经专家评估的 大鸨指名亚种保育优先措施，按区域排列。评级来自行动计划参与方
与物种专家反馈的调查问卷。保育行动的编号与行动计划中的一致。特定区域内保育
行动的重要性以单元格的颜色及其中第一个数字来体现 (1=极高 , 红色 ; 2=较高 ,橙色 ; 

3=一般 ,黄色 ; 4=较低 , 绿色 ; 5=无关 , 蓝色 ; 0=未知 , 紫色 )。单元格中的字母代表对该行动所推荐的特别

附录 3

较低 4 无关 5 未知 0

措施，如在行动计划中的相应章节所列。“n”代表无可选项，“x”则代表回答者没有选择列出的措施。
第二个数字估计了所推荐的行动的相对成本，1代表最低， 5代表最高。第三个数字对采取该行动所预期的
难度区分了等级（不考虑预算限制），1代表易，5代表难。该表仅包含回收到了调查问卷的区域。 



88 89

经专家评估的 大鸨东方亚种保育优先措施，按区域排列。评级来自行动计划参与方
与物种专家反馈的调查问卷。保育行动的编号与行动计划中的一致。特定区域内保育
行动的重要性以单元格的颜色及其中第一个数字来体现 (1=极高 , 红色 ; 2=较高 ,橙色 ; 

3=一般 ,黄色 ; 4=较低 , 绿色 ; 5=无关 , 蓝色 ; 0=未知 , 紫色 )。单元格中的字母代表对该行动所推荐的特别

附录 4

7.1 – 降低成鸟的死亡率 7.2 – 改善繁殖成功率
7.3  - 公众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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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野
火

7.3 – 改
善

公
众

意
识

及
参

与

7.4.1 – 改
善

保
护

地
网

络

7.4.2 – 改
善

越
冬

生
境

7.4.3 – 减
少

人
为

干
扰

7.5 – 开
展

研
究

7.6.1 – 协
调

普
查

7.6.2 – 跨
境

保
护

地

7.6.3 – 为
国

际
合

作
募

资

7.7 – 迁
地

保
护

的
手

段

预
期

的
挑

战

Russia
Eastern 

Siberia
2-a-0-3 5-x 1-n-0-4 3-n-x-3 3-n-3-3 3-n-x-3 2-n-3-3 4-x-x-x 0 3-x-x-x 5-n 1-n-3-3 x 1-x-3-3 3-x-x-x 3-x-3-3 x 1-n-3-3 1-n-3-3 1-x-x-x 5

覆盖更广的领地；人员不足；
私有和政府部门间联系较弱

Russia
Eastern 

Siberia

3-(ab

g)+(cf )-

x-x

4-c-x-x 4-n-x-x 2-n-2-3 3-n-2-3 1-n-5-5 3-n-x-x 4-x-x-x 4-x-x-x 5-x 5-n 3-n-1-1 3-ab-1-1 1-abc-5-5 4-a-2-2 3-c-x-x 1-a-3-1 2-n-3-3 1-n-5-5 3-c-x-x 3-c-5-3 政治壁垒

Mongolia

North-

central and 

Western

1-cfg-3-

4
3-cd-1-4 3-n-2-2 3-n-3-3 2-n-4-3 1-n-4-5 3-n-2-2

1-abf-

4-5
3-n-1-3

2-bc-3-

3
5-n 5-n 2-ad-3-2 1-dba-4-5 5-c-2-1 5-x 2-bd-4-2 2-n-2-2 2-n-5-5 3-ab-4-2 5-a

土地分区和农业用地利润；
人员不足；大型领地

Mongolia
Eastern

Mongolia

2-acfg-

3-3

3-acd-

2-x
3-n-2-2 2-n-3-3 3-n-3-3 2-n-3-4 2-n-3-3 2-n-4-4 3-n-3-3

2-ab-3-

3
5-x-x-x 1-n-3-4 3-n-3-3 1-n-4-5 5-n-2-2 3-n-2-2 1-n-4-4 2-n-3-3 2-n-3-3 2-n-4-2 5-x-x-x

缺乏政府支持，人手
不足，地域太大，私
人农场、企业和政府
部门联系不紧密

Mongolia Southern 0 3-ad-5-5 0 5-n 5-n 5-n 5-n 5-x 5-n 5-x 5-n 5-n 2-a-1-1 3-x-x-x 5-x 0 2-c-2-3 3-n-3-3 0 3-a-5-2 x
土地分区和农业用地利润；
人员不足；大型领地

中国 东北 1-a-3-3 1-a-5-5 3-n-0-1 3-n-5-5 3-n-5-5 2-n-2-1 2-n-2-2 3-x-4-3 3-n-1-5 4-x-0-5 3-n-0-3 4-n-0-5 2-a-4-4 1-a-4-4 2-b-3-3 3-a-2-3 3-a-2-3 2-n-4-4 3-n-3-4 3-x-3-3 3-b-2-4
人员不足；农业经济；政府
事务

中国 天津与河南 1-a-3-5 4-x-x-x 1-n-x-x 4-n-x-x 5-n 5-n 3-n-x-x 4-x-x-x 4-n-x-x 5-x 5-n 5-n 1-a-x-x 1-a-x-x 1-x-x-x 1-x-x-x 1-x-x-x 2-n-x-x 5-n 2-x-x-x x
缺乏经费支持；缺乏人员；
公众意识淡薄

South Korea Entirety 5-x 4-x-x-x 5-n 5-n 5-n 5-n 5-n 5-x 5-n 5-x 5-n 5-n x 4-x-1-5 4-x-x-x 4-x-x-x x 4-n-x-x 4-n-x-x 5-x 5-x
缺乏韩语材料；较低的保护
意识

极高 1 较高 2 一般 3

措施 ， 如在行动计划中的相应章节所列。“n”代表无可选项，“x”则代表回答者没有选择列出的措施。
第二个数字估计了所推荐的行动的相对成本，1代表最低， 5代表最高。第三个数字对采取该行动所预期的
难度区分了等级（不考虑预算限制），1代表易，5代表难。该表仅包含回收到了调查问卷的区域。 

较低 4 无关 5 未知 0



Female Great Bustard in eastern Mongolia. Photo: L.Jargal.

Notes:



上图：中欧大鸨西部亚种雄性个体炫耀行为 . 
O. Jargalsaikhan 拍摄
下图：蒙古国大鸨东方亚种雏鸟 . 
F. J. Kovacs 拍摄

欧亚鸨类联盟组织欧亚北部人们共同保护鸨类
物种。宗旨为让对鸨类了解甚少的人群加深认
识，特别重视吸纳一切保护建议，鼓励当地民
众参与研究和保护。同时，促进人们对鸨类的
认知，为保护政策制定提供支撑。

http://eurasianbustardalliance.org/


